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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 

我们人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 

自远古以来，人类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惑。初民社会普遍 

相信，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某种神力的创造，所以人的语S 

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这-神力的恩赐„在西方，典型的语言神授 

说见于i垄经》，并且由于（圣经》不可动摇的地位而成为从宗教到 

学术各界的正统说法。直到17、18世纪，语言神授说仍主导着大 

多数学者的思维。同时，一些有头脑的学者开始用世俗的眼光看 

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这些学者中最有名的三位是：孔狄亚克 

(E.B. de Condillac, 1714—1780),卢梭（J-J- Rousseau, 1712— 

1778)，赫尔德(J.G. Herder, 1744—1803)。孔狄亚克在（人类知 

识起源论>(1746)中探讨了语言起源问题。卢梭在1775年的《论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论及同一问题，后来又专门写了一本（论语 

言的起源X在他逝世四年后问世。 

18世纪中叶以后，语言起源问题已成为欧洲学界关注的焦 

点,许许多多学者加入了辩论的行列。1769年，枏林普鲁士皇家 

科学院甚至决定设立专奖，以征求有关语言起源问题的最佳解答^ 

来自欧洲各国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场竞争。一年后，最终有三 

十篇论作呈交科学院。在这些用德文、法文或拉丁文写成的论作 

中,有六篇受到评审人士称赞，还有一摆被认为写得不错，但是获 

得科学院奖并由科学院指定出版的只有一篇，那就是赫尔德的 <论 

语言的起源>。 



在这部著作里，赫尔德分析r以往有关语言起源的各种理论 

或假说u重点的对象有两个。一方面，他驳斥了苏斯米希(j.p. 

Sussmikh, 1?08—1767)的神秘主义观点^苏斯米希时为普鲁士 

科学院院士，1754年写过《试证最早的语言并非源于人，而只能是 

上帝的发明》一作（H66年出版于柏林），狂热地维护语言神授说。 

另一方面，赫尔德批评r孔狄亚克和卢梭的观点，认为法国哲学家 

非但未能澄清问题，反而搅乱了芷常的思路,使本来可以解释清楚 

的问题变得不可解释。 

苏斯米希的推理是：人类语言具有异常复杂的机理和精巧的 

组织，可以归简为二十个左右的符号（即字母），这样一种神奇的机 

制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造出它来。这种说 

法的荒谬在今天看来是不g而喻的,但在那时，在赫尔德，要驳倒 

它并非易事，因为他不能像我们一样持无神论的立场。他不否认 

上帝的存在和万能，甚至也不否认人类为上帝所造。他抓住苏斯 

米希借以立论的一条根据,即人类语言的完善性,指出苏氏的理解 

彻底错了。事实上，没有一种语言像苏氏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 

他列举了一系列经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人类的言语器官所能发出的语声是极为丰富多样的，任 

何现存的文字都不可能把语声悉数记录下来并加以准确的描述。 

更不必说，文字相对于有声语言历史是较短的。 

其次，拿希伯来语这种常常被视为上帝最早造就的语言来说， 

它的文字系统缺陷就更大了。希伯来文是辅音文字，并不记录元 

音。 

苒者，人类语言最初一定非常粗陋简单，充满感性的成分，缺 

乏抽象的表达。这一点可以从现代语言中的某些遗迹看出来，也 



可以从许多现代土著部落的语言上获得印证。 

既然人类语言有那么多的缺陷，赫尔德问道，它怎么可能出自 

完美无k的fc帝之予呢？语萏神授说看似敬神，实则是对神的完 

美形象的亵渎。上帝所创造的并不是人的语言，而是人的心智： 

“神造就了人类心灵，而人类心灵则通过自身的作用不仅 

创造出语言，而且不断地更新着语言。神的崇高本质跌现在 

人类心炅之中，使之藉助理性而成为语宫的创造者。所以，只 

有承认语言源出于人类本身，才可以说，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 

神的怍品。”（Suphan，V. 146)® 

赫尔德就这样巧妙地反驳了苏斯米希一派的语言神授说。 

孔狄亚克的语言起源理论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他假定，有 

两个新生儿孤立生活在沙漠中。他们会很自然地开始相互交往， 

而在交往的过程中，由于类似情景的刺激，他们便逐渐形成r 一种 

习惯，把他们的喊叫、手势与思想联系起来，这样，最争的词的意义 

就约定俗成了。在赫尔德看来，孔狄亚克的理论假说只不过是一 

个空洞的解释，因为.像沙漠中的两个婴儿这样的事例是极不自然 

的，严格说是不可能的。他质问道,既然孔狄亚克的目的在于考察 

人类知识和语言的自然发展，怎么可以从如此不6然的假设出发 

呢？ 

卢梭和孔狄亚克一样，也主张约定俗成或社会规约说。赫尔 

德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任何社会规约都以某种选择为前 

①指 Bernhard Suphan 编的（赫尔德全集）（Jo/iann Gottfried Herder r Sdrntlicfie 

Werkp,, Berlin： Weidmannsehe BachhandlxJng. 1877—]913)第五卷上的页码。以下引注 

时只标明页码。 



提，而选择本身无疑已是一种理性行为。由于语言的运用为理性 

行为所必需,语言当然也是达成任何社会规约的先决条件。即便 

存在某种约定，那也只能是人与自身的心智的约定。显然，赫尔德 

无意从人的杜会环境中寻素语言的起源，尽管他承认，语言始终是 

“社群的语言'’（eine Viilkersprache)。他相倍，即使没有社会，没有 

舌头，人也必须发明语a，因为语言源出于人的心智。 
针对苏斯米希的神秘主义立场和孔狄亚克、卢梭的社会规约 

假说，赫尔德提出，必须以人类自身为出发点，以日常事实为依据 

探索语言的起源。他强调,语肓并非先验之物，而是感性活动的产 

物，所以，语言起源问题只能用经验的、归纳的方法来解答。 

四 

赫尔德的论文以这样一句话开头：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5) 

这句话已成为语言思想史上的一句名言。它是一个断言，暗 

含着下列三个论点：1)人与动物有某神共同的东西;2)动物也可 

以有语言； 3)人类语言从动物语言演化而来。在论文的第一部 

分里,赫尔德详述了这三个论点。 

动物是感觉的生物，而人穿先也是感觉的生物,感觉是人和动 

物的井性。即使在孤立独处的境况下,他们也都需要表达痛苦、快 

乐、欲望等情感。高等动物像人一样，自然而然地使用声音作为表 

达的手段。这些野性的声音，尖啸、呻吟、喊叫等等，照赫尔德的说 

法已是一种语言。在我们人类的语言里，至今还可以发现这种初 

始语言的痕迹——感叹词和辜声词。 

如此说來，语言的根源在于人的动物本性。语言是从表达情 

感的自然发声演变而来的。赫尔德把人与动物曾经共有的那种语 

言称为“自然的自发语言”，它与人类今天使用的语言已完全不同。 



虽然人类语言还保留着一些自发语言的成分，但这些成分不属人 

类语言的本质构造，或用赫尔德的话说，它们不是人类语言的根 

茎，而是滋润根茎的树液。 

那么，什么才是人类语言自己的根茎？人类语言如何从动物 

语言演变过來？赫尔德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试图回答这两个问 

题》 

每一类动物都有某种特殊的本能，即天生的能力。例如，蜜蜂 

生来会营造蜂房，蜘蛛生来会织网。这类本能总是局限于一定的 

范围。赫尔德指出，一种动物的活动范围越有限，就越不需要语 

言■:比之动物，人的本能非常弱小，但正因为失去了本能，人才得 

以扩大生活的领域，提高自由的程度。为了创造语言,人必须拥有 

某种并非本能的内在力量。这种内在的力量，即赫尔德所谓“捂 

性”（Besonnenheit)。Besonnenheit是赫尔德通篇论作的一个基本 

概念，我们把它译为“悟性”，或许不是很贴切的译法。要理解赫尔 

德的这个概念，最好是弄清他本人赋予了它哪些含义。根据他的 

阐述，悟性有五个特征•. 

1)它为人类所独有;2)它是一个整体； 3)它的作用既是自 

发的，又是有意识的；4)它的基础是惑觉； 5)它是为语言而预先 

设计的。 

下面我们逐点进行分析。 

1) 悟性是纯人类的能力，而动物只有感觉能力。悟性与感觉 

能力不是程度的差别，也不是力量大小的差别，而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发展方向。据此,人与动物的区别是绝对的。悟性是人类的内 

在属性，而语言则是人类的外在标志。 

2) 悟性是全部人类力量的总和。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并不重 

要。称为“理性”或“知性”也好，称为“智能”、“意识”也好，都无不 

可。重要的是必须记住:悟性永远以绝对完整、高度和谐一致的形 



式存在。理论上固然可以把它的活动按其功能来分类，但事实上 

它是不可分割的。自一开始，悟性就已包含着日后持续发展所必 

需的全部要素。赫尔德把悟性的这一特点比作一粒种子的生命 

力。种子虽小，却能孕育出整棵大树。 

3) 人初次本能地运用悟性，便创造出了语言。语言的创造是 

-•个0发的、自动的过程，就像胎儿经过躁动，注定要出生一样。 

另一方面，为了造出第一枇词，人必须集注意力于物体、分辨和确 

定物体的特性。这种认识活动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赫尔德说： 

“悟性的这种活动是有意识的，它的初次表现就是词，而由于词的 

出现，人类语言就发明了。”（34) 

4) 悟性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人唯有借助惑K,才能生存 

于客观世界。赫尔德提出，所有的感官都是悟性的认知渠道。尤 

其是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悟性没有感官就寸步难行。毫无疑问，他 

是一个感觉主义者和经验论者。在《论语言的起源）中，他反复表 

示,感觉是一切概念和抽象表达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在接受外部 

刺激时，听觉是最重要的官能,就语言而言,也主要是经由听觉、声 

音上升至抽象。 

5) 作为-个均衡协调的整体，悟性是预先设计好的，它的存 

在目的便是要造就语言„虽然赫尔德也谈到人的演化发展，但他 

深倍，人类悟性或心智的种子是由上帝埋下的。在论文将近结束 

时他说得明白，悟性之所以发展起语言,是因为它必然要作为上帝 

最完美的形象而发挥作用。显然，赫尔德也未能摆脱(或是不愿公 

开抛弃）由来已久的基督教创世观念。 

赫尔德的“悟性”，使人想起笛卡儿的“天陚观念”和康德的“先 

验范畴' 区别在于，“悟性”不是确定的观念或范畴,而是一种先 

定的认倾向，一种对观念、印象进行区分和组织的自然禀赋。由 

于在赫尔德看来，一切观念都只能通过感觉形成，就不可能存在任 



何独立井先存于感觉的观念D 

希望以上分析能帮助读者大抵把握赫尔德的“悟性”这一概 

念。尽管我们做了种种描述,Besonnenhdt仍然是他的这篇论文 

中最不易定义的概念，因此也是最难找到适当译名的词。赫尔德 

本人并没有试图给它下过严格的定义，往往将它与Vemunft (理 

性）、Vers land (知性）、Besinnung (意识）、Reflexion (反思）等词 

混用。术语的不一致或许表明，赫尔德本人也不很清楚这种 

Besonnenheit究竟是什么a 

赫尔德的推理中包含着矛盾的命题。他断言，语言是悟性初 

次意识行为的产物.这就意昧着，悟性是发明语言的先决条件 但 

他自己也承认，悟性的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有语言参与，语言和悟 

性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没有悟性，就不会有语言，而没有语 

言，悟性也不可想象。赫尔德曾指出苏斯米希的推论方式有问题： 

“没有语言，人就没有理性，而没有理性，也就没有语宫D 

没有语言和理性，人就不能接受神的教授，而没有神的教授， 

他当然也不会有理性和语言。”(40) 

这样的推论就好比一个“永动陀螺'可以不停地旋转下去；而且， 

“他可以把这个陀缧转起来对付我，我也可以把它转起来对付他” 

(同上)。可是，我们看到，赫尔德自己也被这样一个循环论证的怪 

物缠住了^当他认为人类语言由动物语言逐渐发展而来时，他坚 

持了演化的观点;但是，当他提出人的悟性自一开始就处于完备状 

态，足以一举发明语言时,演化的观点却为特创论所取代。 

五 

当年角逐普鲁士科学院奖的三十篇论作，唯有赫尔德的< 论语 

言的起源》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其它有些篇虽然也曾出版，但知 

者甚少，鲜见于史。大多数作品则存入科学院档案室，一躺就是匕 



百年D直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语言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当年欧洲学坛上的这一盛事重新引起兴趣，才有人想起那批尘封 

的档案。1966年，泰滕斯（Joharm Nikolaus Tetens, 1737—1807) 

的（论[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由H. Pallus加序再版（Berlin: 

Akademie- Verlag)。1975年，美国人 A. D. Megill 在题为（启蒙运 

动时期关于语言起源的辩论及其历史背景）的博士论文中（未出 

版），对参赛怍品作了通盘考察。1989年，英国学者P.B. Salmon 

撰（柏林科学院1770年关于语言起源的征文活动中赫尔德的某些 

竞争对手>一文，解读了其中四篇有分量的作品，并与赫尔德的论 

述作了比较。这四篇作品是： 

1) 哲学教授梯德曼（Dieterich Tiedcmann, 1748—18(B )的 

(试捧语言的起源>，德文。此作曾于1772年出版（Riga: 

Hanknoch),甚至比赫尔德的论文£式出版还早数月， 

,1978年重印（Hildesheim: H. A. Gerslenberg)0 

2) 哲学教授泰滕斯的《论[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1772 

年出版（BGtzow & Wismar： Berger - und Boednerschen 

Buchhandlung), 1966年再版。 

3) 地质学家费克塞尔（Georg Christian FiichseU 1722—L773) 

的（地球和人类远古史草纲，兼释语言的起源），德文，1773 

年出版(Frankfurt & Leipzig,出版社不详)。 

4) 神甫柯比诺(AbbS Copitieau)的<关于[各种]语言的起源 

和形成的综合论证），法文，1774年出版（Paris: Ruault)0 

Salmon分析后认为，上述四篇论文均有独到的思想，学术水准不 

在赫尔德的获奖论文之下，而其推论的严密、行文的谨慎尤胜于赫 

尔德。可是，除了泰滕斯的一篇外,余者连一句“写得不错”的评语 

也未得到。赫尔德的论文之所以获得科学院评委的一致推许，似 

乎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坚定地主张人类本源说，绝然否认神造语 
viii 



言的任何可能；二是他那充满激情的诗化语言征服了评委们的心,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一篇论文中用了那么多的惊叹号。a赫尔 

德自己在另一处说过：语言若过于诗化，就会损害哲理，既如 

此,他为什么要用那么激情洋溢的文体呢？ 

的确，今天看来，赫尔德的论证不无漏洞，即便在当时也未必 

能让众人折服。许多情况下，与其说是在辩驳，不如说是在声讨， 

与其说在论证一种观点，不如说是在申述一个倍念u而他所申述 

的信念其实并不为所有的评委接受。比如最后宣布竞赛结果的科 

学院常任秘书福尔梅（Johann Heinrich Samuel Fortney, 1711 — 

1797),就倾向于语言神授说。但是他的一票仍然投给了赫尔德。 

这说明了什么？ 

六 

《论语H的起源》首版于1772年（Berlin: Christian Friedrich 

VosS)，封面t印着让赫尔德引以为荣的说明文字：“皇家科学院 

1770年获奖论文”，“由科学院指定出版％此后，赫尔德又做了一 

些修改，于 1789年出了 修订版（Berlin: Christian Friedrich Voss 

und Sohn)o这两个版本不同在哪里呢？ R. Steig和B. Suphati分 

析后认为，修订版无论在内容和材料上还是形式上都没有多少更 

新;赫尔德的修改是一次先败的尝试，他只不过是想把原来作品中 

的那种狂飙运动时期特有的文体改换成古典文体。而经过这样的 

(D 见 Paul B- Salmon, " AJso ran. Some rivals of Herder in the Berlin Academy! s 

1770 competition on the Origin of Lauguage" ■干】于 Historiographia Lingutstica ■ 

fxvi： 1/2. L989), 42页。 

© 此〈断想〉（Aus den Fnigmenten), A,3-, “关于语言的形成'收T Erich Hein- 

tel 编的〈赫尔徳语言背学文集 > (Johann Gottfried }~i^rder, Sprachph i ttttttph i sch t 

Schriften . Hamburg； Vcrlag von Felix Meiner. 1964 [ I960] )> 119 



改换，读者反而认.不出赫尔德构思这部作品时原有的“心灵图像” 

(Bild .seiner Seele) _广。事实上，只有1772年的第一版才对当时的 

科学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以上评论并非句句成理。要知道，赫尔德本来就没有把修订 

版（berichtigte Ausgabe〉做成“扩充”（erweiterte )版或“更新” 

(emeuerte)版的意图。在为修订版撰写的序文（1788)里他说：“作 

为一部由科学院指定出版的获奖作品，本书基本上应该保持原样 

不变。十余年过去后，他不是不想对原版的内容予以扩展和更 

新，但他没有这样做，正是出于“保持原样不变”的考虑。他维护了 

作品内容的历史原貌，并没有什么不对。 

问题主要出在文体上。赫尔德的确想把原先那种锋芒毕露、 

激情洋溢的文体改得妥帖和典雅一些,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使文体 

“更平直更明了”，使表达“更贴切更温和”（同上）。让我扪来宥几 

个例子 

例1 

‘‘有100000条根据，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证明语言 

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r(81) 

“100000条根据”，修订版改为“上百条根据”。 

例2 

“现在，有一位冷酷的哲学家[按指卢梭]大概会站出来 

问，人们通过什么规律.才边使别人接受自己任意发明的语 

言，承认规律的有效性呢？ ”（117) 

QD Bemhaird Suphati编<赫尔德全集>第五卷第XV[页& 

②同上，第156页。第：版不是一点内容更新也没有，比如这样-条更正就很有 

意思，有没有…只猩猩，用它那种像人一样的发音器官说出过一个人类语a的词呢r 
(45)在修订版中.赫尔德根据当时解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纠正了他对莛猩的发音器 

宵的肴法，把"橡人一样的”改为“类似于人的' ' 



修订版刪去了“冷酷的”一词。 

例3 

“归根到底，语言好比是地球圆形表面上的普洛托斯 

_ CProteus),但有些时髦的新哲学家认不出这位普洛托斯的 

真实面貌……"(127) 

“普洛托斯”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这里赫尔德用它 

來形容人类语言差异极大,种类极多,但归根到底又同出一源。修 

订版删去r‘时髦的”一同。 

通过这样的修删，这些句子的语气不那么夸张了，嘲讽也减少 

了。但是.赫尔德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在刻意追求古典文体。他的 

真正目的是要让(论语言的起源）成为一篇像样的科学论文,或者 

像他在论文结尾时说的那样，“要使结论像最最可靠的哲学真理一 

样站得住脚”（1471为此他当然要使用更精确的、不含过多感情 

色彩的表达D不过，对比第一、二版后我们可以发现，第-•版中那 

么多的惊叹号和问号到第二版中几乎无一删改，所有形象比喻的 

手法以及大部分猛烈攻击的用语都保留了下来，所以，通篇作品诗 

意仍在，激情仍在，仍然是那个时代最罗曼蒂克的论文。 

七 

作为单行本，<论语言的起源>后来一再印行。现代如Claus 

Trager 编的本子(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9)，是根据赫尔德 

1770年誊清的手稿重印的。德国出版的各种经典读物系列丛书 

(如Redams UniversalsbiWiothek),—般都收入<论语言的起源 

至于（赫尔德全集>，以B.Suphan于1877年至1913年间编 

辑出齐的一套33卷通行最广，<论语言的起源》收在出版于1891 

年的第五卷里（见注1)，这是我翻译时根据的底本。另外,Regine 



Otto编的五卷本(赫尔德选集>的第二卷'完整收入了 <论语言的 

起源>;Erich Heitel编的单卷本《赫尔德语言哲学文集>(见前文第 

9页注②），收了这部作品的大部分。这两个本子，我在翻译以及 

注释过程中也有所参考。 

Suphan印出的是<论语言的起源>1772年的首版本，但在每 

一页F都有大量脚注，凡是赫轵德在最初的手稿U)、呈交科学院 

的誊清稿（b)以及1789年的修订版（B)中用了不同表达的地方， 

都-予以注明。例如幵篇第一句：Schon a!s Thier，hat der Men- 

sch Sprache.(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在U)和 

(b)里，句中的Sprache (语言）原为dne Sprache (一种语言）。关 

于这类差别，我们在中译本里只在若干地方作了说明，全部照录则 

无必要。 

我开始读赫尔德，是在1988年。那一年秋夭,美国人类学教 

授M. Sahllns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西方社会文化史讲习 

班”,我在班上作了读书报告“论赫尔德的语言起源观' 本女的一 

至四小节，便是根据那篇英文的读书报告改写成的。当时我手头 

只有E.Heintel (1964 [ 1960])编的<赫尔德语言哲学文选>，后来 

才找到Suphan的版本和Otto的版本£= Sahlins和Lee为那一次 

讲习班编的教材®选收了美国政治学教授F.M. Barnard译的赫 

氏(论语言的起源》，虽然不是全译，对于理解赫氏原作也不无裨 

益。在中译本的一些注释里我提到“英译'指的就是Barnard的 

① Refine Otto, 1982 ( Hnsg* ). He-rdera Werke in Vunf Bdridert. Zweiter Band- 

Berlin imd Weimar? Aufbaa — Vcrlag. 6, Auflagc. 

© 见 F. M, Bamanlf 1969 Ctr. &ed. ). J . G . Herder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ui- 

l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In 3ahlins，Marshall and Benjamm I^ec 1988. (cds.), 

Readings in Western Icleax of Man , Society and Culture . Tht^Univcr^ity of Chicago / Bei¬ 

jing Foreign Sujdieft University, 



译本。Barnard往往采取十分自由的意译，许多句子与原文对照之 

下已不像译文，而更像是解说^有时，我读原作遇到难解的沔句, 

想从b.译寻求帮助，却发现译者跳r过去，以一串黑点代之。看 

来，我所不解的，也让英译者头痛n 

我本人对两百年前的德语，特别是赫尔德式的既充满诗意和 

激情、又富含深刻哲理的语言，远不能说已很有把握；对那一段历 

史、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也还在逐渐熟悉之中。汉译中存在的问 

题，恳切希望语言学界和德语界的行家及时指出。 

姚小平 

1996年10月于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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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人类凭借其自然能刀，能够 

自行发明出语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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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_ f$f _日+寸e g 了if f。他的肉体的所有最 

强烈的、痛苦的感受，他的心灵的所有激昂的热情，都直接通过喊 

叫、声调、粗野而含糊的声音表达出来。一头蒙难的野兽如同英雄 

菲洛克泰特一样®，假如被遗弃在一个荒岛上，看不到同类的行 

迹，不能指望得到同类的帮肋，就会因痛楚而呻吟不休。它发出急 

促、恐惧的叫喊，仿佛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呼吸；它让悄然的风带走 

它的呻吟，似乎这样能够消除部分苦痛，从天空中获得忍受苦痛的 

新的力量。但是，大自然绝没有把我们人类造成孤立隔绝的岩石 

或自私自利的单子（Monaden)!动物身上的每一根精微的感觉之 

弦（我不得不使用“弦”这一比喻，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比喻更适 

合于形容有感觉的机体的机槭作用！），不论其振动是否与意志、思 

考有关，其本质是否已为理性所认识,也不论其作用是否会促发同 

类个体的交流意识，都是针对其它个体而动作的。一根被敲击的 

弦是在履行它的天然义务：它发出响声，呼唤着一个有同感的回 

响(Echo)。®即使没有任何它者在场,即使它并不希望或期待它者 

给予回答，事情也一样。 

假如生理学已非常发达，足以说明心灵学（die Seeleniehre)的 

①菲箔克菜特(PhibkteU,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用赫丘利遗赠的 

.毒莆杀死丁帕&斯„他曾因脚被蛇咬伤，流脓不止而被希腊人遗弃在荒岛上。一译 

注 
@这里的Echo背后也有古#腊神话的典故：女神埃肖（Echo)因单恋美少年那 

希索斯（Naders)而憔悴至死，化为岩石，唯有她的泣诉如回晌不绝于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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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秘(对这种可能性我十分怀疑），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分析神经构 
造而对上述现象做出一些解释,也许坯有可能将之归诸具体的、细 
小而无感觉的筋脉（Bande)的作用。这里让我们大体上假定这一 

现象是一条明确的自然规律:,了个， 

t f nj f f W f f ^ ffl « I f i f ； BP 

尖‘焱‘二条•规'律•赋^ ‘r mkkolimddiz^然+用•她那双善 

塑的手充满母爱地为其作品添上的最后一笔：4‘不要独自一人感 

受，而要用声音表达出你的感觉r而由于这最后一笔创造对于一 
个种属的所有个体是相同的，上述规律就成为这样一个祝愿：“你 
用声音表达出来的感受将为阼的同类认可，枨的所有同类都将 

以同一方式知觉到你的感受!”啊，这个孱弱、敏感的生物，不要 

去触碰它吧!它看起来是那么孤立无援，宇宙间的每一场风暴 

都威胁着它的存在。可是，实际上它却并不孤立：它与整个自然 

联结在一起！它的确十分敏感，但自然为它的感觉之弦配上了声 

音，这些声音具有刺激、振奋的作用，从而能够唤起其它同样敏感 

的个体注意；就像是通过一条无形的链带，将火花传递给一颗遥远 

的心，让它为一个并未看到的生物产生感情。 

..余WS苹净A印爭％苹f,关于谊一点现在述只有一些零散 

的证诼J ‘的可靠性却是无可辩驳的。我们的 

人为的语言已大大排挤了自然的语言，我们的市民生活方式和社 

会文明礼规已大大抑制、枯竭和转移了人类激情的浪潮，变化之大 

趄出了我们原本的愿望；不过，最激烈的感情虽然已不常见，但仍 
有泄发之机，并且在母语中直接通过重音表达出来。急风暴雨般 

的热情，突然降临的欣喜、痛苦以及在心灵中留下深刻印痕的悲 



恸,强烈的复仇感、绝望、愤慨、惊恐，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自行显示 

出来，每一种感情都获得不同的表达。总之,在我们的自然中潜藏 

着多少神感觉，也就有多少种语音表达。一于是，我注意到，人 

类本性距离动物本性越远，人类与动物在神经构造上差别越大，我 

们人就越无法理解动物的自然语言。作为陆栖动物，我们人了解 

陆栖动物多于水生动物;在陆地上，我们了解畜牧动物多于野生动 

物;而在畜牧薬动物中,我们最了解的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那些 

种类。当然，即使就这些种类来说，交往和习惯也或多或少起着决 

定作用D比如在一个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中，马是司空见惯的，所 

以他自然要比初次骑马的人更懂得马，就像 < 伊利亚持》中的英雄 

赫克托耳(Hektor)能与他的马儿对话一样。一个生活在荒漠中的 

阿拉伯人唯一拥有的活的动物是骆驼，此外还能看到迷失方向的 

飞鸟，比起我们这些生活在屋槍底下的居民来，他当然更了解骆驼 

的习性，懂得飞鸟的鸣叫。森林中的猎人听得懂鹿鸣，而拉普人 

(Law^nder)则听得懂驯鹿的鸣声6这类情形并不能算是例外。 

实际上，自然的这种语言是每一类动物本身的社群语言 

(V6lkersprache),所以，人类也有自己的语言。 

芩苹,淳毕枣穹旱十兮印手苧;如果它们衆得很清晰,作为感 

叹词成书‘面’形■式ip k，’^“对立的感觉就可以有同一个表 

达。例如，低沉的“啊”（Ach!)既表示令人陶醉的欢爱，也表示垂 

头丧气的绝望;有力的“哦”(Oh!)既表示突发的欣喜，也表示勃然 

大怒，既表示强烈的赞叹,也表示极度的悲哀。这类声音之所以存 

在，难道就是为的被当作感叹词写出来么？让我们想像一幅完整 

的画像，画的是一张悲伤的脸，一双浑浊黯淡、期盼着慰藉的眼睛 

里滚动着泪珠。这泪水是多么感人啊！但泪水本身只不过是冰凉 

的水滴而已！把它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一下，它还能是什么？我可 

不敢说！人因疼痛而扭曲嘴唇，发出阵阵呻吟或叹息，这种令人为 

4 



之动容的声音若不与人类生命的表现联系起来，就只是一股空无 

内容的气流而已。一切感觉的声音都不外乎如此。在生动的联系 

中，在大自然积极作用的整个画面中，这呰声音是感人至深、内容 

充盈的；但若与周围的-‘切隔绝开来，失去了生命，它们就仅仅是 

-•呰没有意义的字符(ZiKern)。所以，通常所谓自然的声音，其实 

都是经H修饰的、人为的字母。显然，这样的语声（Sprachl6ne)是 

f李印，但如果人只是受到机械的刺激: 4^—的自然本性所‘ 

成的感觉也只不过是那么少数几神，并不像我们的心理学家归诸 

心灵的激情那么复杂多样。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感觉越是凝成 

一团而不是分散开來，其震撼力就越大；所以，语声虽然不多，却非 

常有力。语言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确定这样一些区别，比如哭 

声是因心灵的创伤还是因肉体的痛苦发出，喊叫是出于恐惧还是 

出丁•疼痛，轻轻的一声“啊！ ”意味着给恋人一个吻还是一行泪水， 

等等。语言应当唤起图像，而这一图像将会自动说话！语言应当 

发声,而不是描画！根据苏格拉底的一则寓言，痛苦和快乐归根到 

底是相毗邻的：自然在感觉中把二者的根连结了起来^那么，感觉 

的语言除了表现为这样的接触点，还能是什么呢现在我就来回 

答这个问题。 

是,这种声音已V再’是’人‘类kif]hiW•言.的根 

茎，而是滋润根茎的树液。 

较晚形成的形而上学的语言，也许是人类野性未驯的始祖® 

所生成的某一级亚种,经过千万年的蜕变之后，许多世纪以来又受 

到人类文明的熏陶和修整。这样一种语言，作为理性和社会的孩 

子，对其最早的母亲的童年可能了解甚少或一无所知；而那些古老 

CD 始祖（Mutter),最早的手稿中为"始祖[诏言]"(MuUer [sprache]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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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粗野的语言距离起源越近，从母亲那黾获得的东西就越多。在 

这里我还无法讨论人在语言的形成中所起的任何作用，而只能先 

举出一些基本材料。我觉得，[在最早的语言里]还不存在词，而是 

只有一拽表达情感的音;请看一看吧，在那些古老、原始的语言里. 

在它们的感叹词里,在它们的名词和动词的词根里，保存着多少这 

样的音啊！最古老的东方语言充满了感叹词，而我们这些较晚形 

成的民族却往往以为这样的用语是缺陷或是麻木迟钝的误解。东 

方民族唱起挽歌来犹如坟墓前的土著人,发出阵阵慘痛的哭嚎，这 

正是自然形成的语言中保留下来的感叹词；他们的赞歌里有喜悦 

的喊叫，反复出现赞美的欢呼。这样的欢呼托马斯•肖曾经从哭泣 

的女人的口中听到过®，但在我们这里就往往会被视为愚蠢的举 

止。他们的诗歌活动和其他古老民族的歌唱中回荡着的那种音 

调，至今还伴随着一切土著部落的战争和宗教的舞蹈，丧葬和喜庆 

的歌曲，无论这些部落生活在哪里，在崇山峻岭的脚下或易洛克森 

C Irokesen)的雪原，还是在巴西或在加勒比海上。他们的语言中最 

早、最简单、作用最积极的动词的根，实际上就是人类最早出于自 

然本性的感叹，只是后来才得到人为的仿造和整饰，所以，就这神 

内在的、活生生的声音來说，一切古老原始的民族的语言对于异族 
人是永远不可言状的！ 

对大多数这类现象的联系，我在后面才能作出解释，这里我只 

提出一点^有一位语言神授说的捍卫者在下述事实中发现了值得 

赞叹的神明的秩序所有已知语言的声音都可以归诸大约二十 

①托马斯，肖（Thomas Shaw),牛津大学教授，写过{关于土著人和坨中海东部地 

K人民状况的游记或解说〉，德译本出版于17M年.莱比锡。一译注 

© 指当时的科学院院士苏斯米希(]ohann Peter Siissmikh, 1708一1767) a他写 

有〈试证是早的语言并非源T人，而只能是上帝的发明乂 1766年出版于柏林。这M引 

用的一句话兕丁-其怍21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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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母，然而，这个事实是错误的，结论更成问题。没有任何一种 

活的语言可以完全归诸字母，更不必说只有：十个字母。关于这 

--点,所有的语言一无例外都可以作证„我们的言语器官发出的 

分节音(Artikulationen)妇此之多，每个音可以用如此多的方式发 

出，就像兰伯特先生在其著《C具论）的第二部分里正确指出的那 

样®, “我们的字母与语音比起来真是太少r’，“由字母来表达语 

音实在太不明确了”。这还只是就德语的情况说的，而德语诸方言 

的丰富多样的语音至今还未能被一种书面语言记录下来;更何况， 

整个语言不过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方言。芷宇法的种种特点，不止 

是由于难以像人们讲话那样来写而造成的么？有哪一种活语言 

的音可以从字母中学到，哪一种死语言可以靠字母来激活？所以， 

一种语肓越是生动，就越不可想像通过字母去把握它;纯悴的、未 

加区分的自然音越多,语音就越难以被写下来，更不必说仅仅靠二 

十个宇母。而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一种语言的音常常是根本发 

不出来的。拉斯尔神父在北美的阿贝那基人（Abenalder)中间生 

活了卜年®,他抱怨道，尽管他已全神贯注，往往也只能把当地人 

说出的词重复出一半，结果使自己成为笑料；但假如他用法文字母 

来记音，那就更可笑了！沙莫诺神父与休伦人(Huronen)为伴达五 

十年之久®,致力于编写当地语言的语法，尽管如此，他仍苦于发 

-^0^( Johann Heinrich Umbm, H28—1777),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 

家„其怍<工*论)全钵(新工具论，或关丁如何探索和表述真用以及如何将真理与谬 

误和假龛E分开来的思考>,1764年出版于莱比锡。——译注 

© 拉坊尔（Sebasiien Rask‘s, I657 — I724),耶稣会传教士。他在（珍闻岢事书信 

录)M报道了该印第安人部落的情况/书由耶穌会传教W出扳，1726年，巴黎，第17 

卷。—译注 

® 沙異诺〔Pierre Joseph Marie Ghaumnnou 1611—1693),耶轉会教士，T 1639— 

48年和1663— 92年两度生活在休伦人中=耪尔德原作中将此人的姓拼作thaumc.nl, 

这里据Otto (1982)版订正。——泽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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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这种语言里的喉音和难以形容时重音;往往，两个词由完全相 
同的宇母构成,意义却截然不同。加西拉索•德•维加批评说®，西 

班牙人自己大大歪曲、窜改了秘鲁语的词音,反倒误以为秘鲁人的 

语言非常糟糕。据德*拉•孔迖米尼说,在亚马逊河流域有一个小 

民族，其语言的一部分词无法写下来，即使不求完整,也写不下来。 

也许至少要用九到十个音节，才能把这样一个词记录下来,但在发 

音时听起来却最多只有三个音节。拉■卢贝尔谈到遇罗语时这样 

说:“一个欧洲人说出一连串当地语言的词，土生土长的暹罗人却 

可能一个也听不懂;我们花苒大的力气用我们的字母去表达他们 

的语音，也无济于事。”其实,有什么必要援引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民 

族的例子呢？在欧洲，我们自己中间残留下来的野蛮人一爱沙 

尼亚人和拉普人等，也像休论人和秘鲁人一样常常有不完全清晰 

的、无法录写的发音。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的语言很早就有文字表 

达,但对送气音一直无能为力，以致语言组织（Organisation)的语 

音实貌无法用字母来描绘。英格兰人费尽心机,想把自已的语音 

写下来，可是能写会读是一回事，日常讲话则是另一回事！法兰西 

人不大让发音离开喉部,继承了希腊人特性的意大利人似乎用更 

高的舌位和更巧妙的呼吸来发声，这些民族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动 

的发音^为此，语音必须停留在构成它的发音器官内；一旦记为宇 

母，语音经过长期的文字运用后就会变得既方便又统一，像影子一 

样依附于字母！ 

可见，前述事实本身是有问题的，结论更是错误的。语言并非 

源出于神，恰恰相反,它源自动物。就拿所谓最早的神造语言希伯 

来语来说吧(世界上绝大多数字母是从它那里继承来的）：它的整 

①S齐拉索■德■维加（Garzilasso (k Vega, 1539—1S17),秘鲁史学家.写过秘鲁 

征®史和申加帝国史。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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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语法结构，大量相似而易混淆的字母，持别是完全缺乏元音[字 

母]，都充分证明它在初始阶段发音非常生动，根本写不出来，所以 
一旦被写出来就只能是那么不完善的样子。希伯来语的字母全都 

表示辅音，至于词里面最关键的要素，即元音，从…开始就没有被 

写出来。这个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呢？记下非本质的东西而放过本 
质的东西，这样一种书写方式是与健全理性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所 

以，假如语法家□养成思考的^惯，这样的书写方式在他们看来一 

定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元音视为最重要、最生动的东西,视之为 

语a的枢纽，而希伯来人却不把元音写出来。原因何在呢？因为 

他们的元音写不出来。这些元音的发音异常生动，组织得相当巧 

妙，而气流的运动又十分微妙，给人以玄虚之感，因此它们很快无 
影无踪，不能用字母来把握。只是在希腊人手里，这类生动的送气 
音(AspimtioneiO才第一次由正式的元音标示出来，但仍须借助于 

送气符号(Spirims)等等。在东方民族那里，言语仿佛完全是送气 

或持续的呼气，或就像他们在形象生动的诗歌里常常说的那样，是 

口中的灵气。这样的语声是吹拂过耳朵的气流，是神明的颂曲，而 

把它描画下来的静滞的字母只不过是一具僵尸，必须通过阅读才 

会获得生命的活力《关于这神语声在东方语言的理解活动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这里没有必要讨论；至为明显的是，这种语声披露了 
语言的起源。还有什么比含糊的自然音更难以写下来呢？既然语 

言距其起源越近，发音就越不清晰，那就只能这样来推论:语言的 

二十四个字母并不是由某种超人的力量发明的，也并不是同语言 

-道问世的;这些字母事实上很晚才出现，仅仅是一次不太成功的 

试验的结果，目的在于设立一些便利记忆的标记;语言并非脱眙自 

神的语法书上的字母，而是源于人类自由的器官所发出的野性的 

声音。假如神是从这样一搜字母中发明出语言，并借助它们将语 

言赋予最早的人类，那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因为它们其实是 



世界上最不完善的字母,丝毫不反映语言的精神，而且它们的全部 

构造显然也表明，它们并不打算反映语言的精神。 

对于上述字母假说，实际上不值得作太多的说明。但由于这 

一假说流布甚广，且受到种种粉饰,我便不得不揭穿其荒谬性。现 

在让我们回到下述思路上来： 

i‘二抽’搭’哀泣’的受 iii 丄个“ 

申*吟*的人，甚至看到一头痛苦地挣扎着的牲□,有谁 

能不从心底里喊一声“啊!”？难道世界上会有那么毫无感情的野 
蛮人吗？ 一种动物敏感的心灵之弦甚至会为它类动物而震颤5心 

灵的弦振动越是和谐,动物个体相互之间的感受就越强烈：它们的 

神经达到同一的紧张程度，它们的心灵达到一致的情调，从而以机 

械的方式生成同样的感受。一个人要有多么坚硬的神经，多么强 

大的力量，才能把自身的感觉通道堵住，对眼见的一切装聋作哑！ 

狄德罗以为，对于一只蒙难动物的泣诉，天生的盲人不如正常人那 

么敏感。®我却相信，在某些场合恐怕恰恰相反。的确，盲人看不 

到一只苦苦挣扎的动物所表现出的感人的一幕，但所有的事例都 

表明，正是由于他看不见，他的听觉才更加专注集中，能够更加深 

刻地体察对象。他是在黑暗中，在他那永恒的夜的寂静之中倾听， 
每一声泣诉在他听来都像一支射向心头的箭，更显肉在，更为深 

刻！而且，他还可以利用他的触觉，慢慢地抚摸抽搐着的动物，完 
整地体会到这一机器（Mascfeine)受到的折磨;惊恐和痛苦传遍他 

的肢体，他的内在神经组织感觉到，它正在崩溃，走向毁灭。于是， 

他衆出了象征死亡的哀叫。 

有教养的欧洲人也好，在世界各地都 

①见狄德罗（关于盲人的一封信>,1749年出版于伦敦。——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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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土著居民野性十足的哀哭深深地打动过。莱瑞从巴西报道 

说®，他手下的人竟被美洲人表达爱情和友谊的那种无拘无束、激 
情横溢的喊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北美人打仗和行巫事时唱的 

歌，直让人心惊胆战，沙勒瓦等人说®，他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来描 

述这种感觉。以后我们不但要指出，古代的诗歌和音乐充满了这 

类自然的音，而且要更多地从哲学上解释自然音的功用。例如，希 
腊人最早的歌舞,古老的戏剧乃至一般的音乐、舞蹈和诗歌都充分 

利用了这种野性的自然音。甚至在我们今人当中，虽然理性往往 

压倒感觉,人为的社会语言_$ 了自然音,但是，演说者慷慨激昂 

的陈词，诗人如泣如诉的表:师念念有词的占卜难道不是常 

常在模仿，都很接近于这种自然的语言么？在群集的民众中间，什 

么才能引发奇迹，什么才能打动他们的心，震动他们的灵魂1是抽 

象的言辞和形而上学的表述么？是比喻和形象么？还是艺术和冷 

冰冰的信念？在尚未彻底陶醉之前，他们身上一定发生了许多事。 

上面说的种种因素，都起了作用么？特别是彻底陶醉的那一片刻， 

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完全是由于另一种力量的作用！那就是自然 
的音，加上丰富的表情，简朴的乐调，突然的转折，低沉的话 

音，——除此以外我还能举出什么来呢？在儿童身上，在感觉发达 

的民族中间，在女人和敏感的人当中，以及在病人、孤独的人、悲伤 

的人当中，这些东西比起发自上苍的轻声细语的真理来，所起的作 

用要大过千百倍。我们人类是在童年时代第一次听到这些语声， 

看到这类令人恐惧的浪漫手段等等的运用，我不知道，那时候它们 

把多少畏惧、狂喜、惊恐、欣慰之类附带色彩注入了我们的心灵。 

® 莱瑞(JeanUti, 1534—16⑴，法国新教徒.1556至1558年间在巴西传教.曾 

作（巴西游记)，——译注 

⑦沙勒瓦（Pierre Francois Xavier de Charlevoix, 1682—1761),耶舞会教士，曾作 
(新法兰西史话）（巴黎，1744年K——译注 



当一个词发出声来时，这些附带的东西就像是一群精灵，从心炅深 

底一下子全都庄严地涌现出来；它们使词的纯粹和明确的意义变 

得含混，只有脱离这些附带物，词的意义才能够被把握。结果，词 

不见厂发出的是感觉的声音。于是，我们被含混的感觉所征服， 

轻率的人便开始惊恐地战栗——不是因为思想受到触动，而是为 

音节、为童年时代的声音所感染。这正是演说家和诗人的魔力所 

在，它把我们再度变作儿童。在此，毫无疑问，基本的规律是：¥ 

'我们愿觉吾声语W:那么我认 

为，它的起源就是非常自然的。 

有些哲学家(哲学家即寻求明确概念的人经&到从上述感 

觉的喊叫中寻找人类语言的起源。对此我无法掩饰自己的诧异： 

人类语言同这种喊叫难道有任何相像之处吗？所有的动物，除了 

哑口无声的鱼类外，都会发声以表达感觉,可是没有一种动物，哪 

怕是最发达的动物，因此就能接近人类语言最起码的开端。人按 

照自己的愿望构成、修饰和组织这些喊叫，假如不是知性有意识地 

运用这些声音，我不明白，一种任意的人类语言何以会根据i：述自 

然规律产生出来。儿童就像动物一样，发的是感觉的音，但他们从 
成人那里学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啊！ 

修道院院长孔狄亚克便是这些哲学家中的一个。他的那本书 

从- •开始就把所有这类声音当作发明语言的前提,而且，在每一页 

上我都发现，他描述了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一种正在形成的语 

言中的现象他的假说的基础是“两个孩子，在他们还不会使用 

(E 孔狄*克(ii.B. dc Condillac, 1715—17肋），法国哲学家。他在{人类知识起 

源论>(】746)的第二卷里讨论了舀言起源问JSo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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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符号之前就孤立地生活在一片荒漠之中' 可是，这两个孩子 

一定会死去，或是变成动物；在荒谟里，他们维持生命和发明事物 
更加困难;任何出生几周的婴儿都离不开自然符号和知识的运用。 

孔狄亚克提出这一假说，是想探索人类知识的自然进程，但他为什 

么要这样来假定，为什么要把那么不自然的、自相矛盾的材料当作 
立论的基础呢？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回答。而我则想证 

明，解释语言的起源不能依靠这样的材料。他的两个孩了•是在不 
懂任何符号的情况下相遇的！清看他在书里怎么说：自一开始， 
“他彳f I就已经处在相互交际〔Kommerz)之巾”（见其著第二卷， 

§2),然而，唯有通过这种相互交际他们才学着“把思想号感觉的 

喊叫联系起来，这类喊叫是思想的天然符号' 通过交际來学习感 

觉的灭然符号吗？学习把什么东西与思想联系起来吗？可是，在 

相处的第一刻，连最愚蠢的动物都有的知识还不具备，这两个孩子 
就已经懂得.交际，会学着把一定的符号同思想匹配起来吗？一 
我可真被弄糊涂了。“由干类似情景的重复出现（§ 3),他们便习 

惯丁-把思想跟感觉的发声以及身体的各种信号联结起来。这样， 

他们的记忆就得到了锻炼。渐渐地他们能够驾驭S己的想像力， 

并且终于能够通过思考来处理过去只凭本能去做的事情。”（可是，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孩子在开始交际前是什么也不会做 

的0——我还是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符号的运用使得心灵的 
作用扩大了（ §4),而这反过来又使符号变得完善。所以，是感觉 

的喊叫使心灵的力量发展起来（§ 5),是感觉的喊叫促使他 

们形成一种把观念与任意的符号联系起来的习惯（§ 6);是 

感觉的喊叫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样本，引导他们去创造一种 
新的语言，清晰地发出新的音，培养起用名称表示事物的习愤。” 

我在这里重复了他的所有这些老生常谈，结果还是什么也不明 

白。 
13 



进而，孔狄亚克从语言的这种儿童起源中推导出古代语言的 

韵律(Prosodie)、咏诵（Deklamation )、音乐、舞蹈和诗歌，间或插入 

一些很好的注释（可是跟我们的目的却毫不相千）。然后他继续 

说:“要弄清楚人fn怎样就他们最早想用的言语的意义达成二致， 

只须注意到一点就够了 ：人们已经组成一个联盟，人人都把言语与 
同一些观念相联结,正是在这种境况里他们把音发了出来”，等等， 

等等r总之，因为有了言语，才产生了言语。至此，我想已经不值 

得再跟着我们这位讲解者的思路走下去，因为这条思路没有任何 
事:实根据。 

我们知道,孔狄亚克对语言起源的这种空洞的解释促使卢梭 

在本世纪以自己的方式探讨了语言起源问题，也就是说，他对孔狄 

亚克的解释产生了怀疑。这个问题的讨论因此热烈起来。其实， 
没有卢梭，孔狄亚克的解说照样也会受到质疑。卢梭的热情（或 

者,也可以称之为卢梭式的飞跃①)表现在，他从怀疑竟然走向了 

杏认人类发明语言的可能性。是因为孔氏解释得很糟糕，因为像 

他那样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解释吗？还是因为，从感觉的声青中永 

远不会产生出人类的语言，于是就得出结论，人类语言也不可能有 

任何其它来源？ ■ 

显然,是这后一个被掩盖起来的谬论把卢梭引上了歧路，这一 

点我们从他自己的计划就看得出来：“或许语言真的源出于人类自 

身，可是它是怎样产生的，何以一定要产生呢? ”像孔狄亚克一样， 

他把自然的喊叫看作人类语言的始点■=但我实在想不明白，人类 

语言怎么会从自然的喊叫中产生出来。也许，以卢梭的敏锐目光， 

能从中看出点名堂来吧。 

①Sprung (飞跃)与Schwur^ (热情)谐音，赫尔德是在取笑卢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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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莫白迪,他的短文我手头没有。®不过，如果可以信赖某 

个以忠实准确著称的人所做的摘录©，那么我可以说，莫白迪也没 

有把人类语言的起源同逸类动物式的发声完全区别开来，他与孔 

狄亚克、卢梭等人走的是同一条路。 
最后是迪奥多（Diodor)和维图(Vitruv),他们并没有推导出 

语言源于人类自身这样个结论，而只是相信会如此罢了。他 

们以为，人类长时间里一直是喊叫的动物，生活在森林之中，然 

后有一天——天知道从哪里，为了什么目的一突然就发明了 

语言。 
现在，由于大多数捍卫人类本源说的人立足点极不牢靠，而另 

一些人如苏斯米希又有那么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科学院便想看 

到有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争端。关丁这个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 
题，甚至科学院的某些前院士看法也不•致。 

我们面对的这个宏大的题目，深深地关系到心理学和人类自 

然秩序，关系到语言的哲学以及一切借助语言形成的知i只，有谁不 

想试着回答一下呢？ 

既然人类是已知唯一使用语言的动物，并且正是靠语言区 
别于所有其它动物，那么，我们的探讨应该从哪里开始才更有把 

握，不局限于有关动物与人的区别的经验之谈呢？孔狄亚克和 

卢梭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都走上了歧路，就是因为他们对动物与 

人的这种区别认识有误。而且两人错误还不一样，孔狄亚克把 

动物当成了人，卢梭则把人当成了动物。所以，我必须另外寻找出 

(D 英白迪（PhiUppe Louis Moreau dc Maupertuis, 1698—1759),法国数学家、天文 
学家，1731年入法国科学院。1741年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并曾担任该科竽脘主席& 

其短文题为(论人类表达思想的不同手段>.发表于1754年。 

②指苏斯米希在<试证枭早的语言并非頤于人>一作（附录110页）中摘引的 

莫B迪的原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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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 

豕f—神㈣，巧轉种轉。 

而i今为止，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我们德i的一位非常众i的哲 

学家®，都未能成功地解释动物的这种艺术本能；同样，人类缺乏 

艺术本能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得到说明。我觉得，人们忽略了一个 

重要的观察角度，由之出发虽然不能指望做出完整的解释,但至少 

可以揭示动物的本性;而且，我希望由此还能够极大地启发人类心 

灵学（die ftienschliche 5沈16士1^>的研究。这个观察角度就是争 

_印琴ift ‘ 

'i-•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范围，从一出生它就进入其中，始 

终生活在那里面，直至死亡。奇怪的是，Wf fms,夺毕 

作品就越单调。我曾经探索过这类情况，处处在在我都发现，在动 

物的艺术本能与它们的活动空间、坏境、食物、交配、繁衍、教育、社 

会等等之间存在着奇特的反比关系。蜜蜂构筑蜂房的那种智慧， 

是埃杰莉娅无法教给努玛的®，但是，离开了蜂房，离开它们在蜂 

房里的限定的工作，蜜蜂就什么也不会。蜘蛛造网的艺术，堪与密 

涅瓦的艺术一比高低®，可是蜘蛛的艺术就限于在一张网的空间 

里发挥，那便是它的全部世界。昆虫的本领多么令人吃;惊，作用范 

①指雷冉路斯（Flermann Samud Reimarus, 1694—^768)1写有〈关于动物本能特 

别是其艺术本能的一般考察>,1760年出版于汉堡t -一^^译注 

©埃杰莉娅罗马神话中的司泉女神。努玛，即努玛■庞皮琉斯 

R>mPiIiuS),传说中的第二位罗马王,埃杰莉妊是他的妻子，曾经教给他宗教礼仪。—— 

译芘 
③密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智葚女神。——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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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却多么狭小！ 

相反，a tf w /s§f) ffi r- T f f 

,，i'fnwfMM^：, Mf f , «fn 
mi —i—•皁—.if。5sa, 

得’已’无’必*要举例证明这W贸i着一切的进*程的重要关 
系。我把寻找证据的工作留给每-位读者，或者等以后冇机会再 

说。先让我fi'」把讨论继续下去： 

(Vorstellungskrafte)*^#.除非我们i又为，这•切是肓目发的 

(雷玛路斯就t张肓目决定论，这神论断对哲学来说无异于•场灾 

难)。如果极为精细的感官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和一种单调 

的活动方式内，除此以外对整个世界都视而不见，感官就不得不拼 

命强化！如果想像力被封闭在•个狭小的范围里,并旦具有相匹 

配的感性力童，想像力就不得不尽S施展！最后，如果感官和表象 
(Vorstdlung)都针对目标，由此生成的除了本能外，还会是什 

么？不同沖类、不同i‘阶段的动物，其敏感、能力和本能的起因 
就在于此„ 

丁•是，我可以确立这样•条定律:爭f吵嘐寧、苹2乎芊 

iff 
'‘ ‘k+人•的未如二狭窄，•等待着他的工作决不 

止一项。他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有许许多多任务要完成。 

他的惑觉和机体组织并不只在一个方面特别发达，在所行的 

方面他的感官都起作用；当然，就每个具体的方面来说，感官也就 
更弱更迟钝。 

他的心灵的力量广及整个世畀，他的想像并非仅仅计对一个 

方向，因此他就没有任何艺术的本能、艺术的技巧，同时很自然地 

也就没有动物式的语言。 
17 



我们把有些类动物的发声称作动物语言。这种发声若不能简 

单地视为一台感知机器发出的声音的话，应该如何定义呢只须 
把我在上面已阐述的要点综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 一条定义：动物 

语言也即一种动物的成员之间达成的同一认识，这种认识是含混 

的、感性的.目的在于协调一定范围内的活动。 

所以，感官越灵敏，想像 

越专注，本“越ski,它们对会声、符号和表达就越难 
以认可。动物只是一种有生命的机械（Mechanismus),在它们身 

上,负责听和说的是本能。为了能被知觉到,它们只需要讲很少的 

话。 

生存范围最窄小的动物甚至连听觉都没有。在它们的世界 

里，触觉、嗅觉或视觉就是一切；只有一幅单调的画面,单一的线 
条，千篇一律的活动。所以，动物只有极少的语言，或根本没有语 

a o 

反之,丰亨f _-木，_等:兮平華竿……够了，难道我 
还有必要重复这•一_切_吗’？ •由’于■人mkk, ’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再 

会说话的动物，发声再丰富的动物，其语言也不适用于人类活动， 

不能满足人类最起码的需求！对于人的多神多样的欲望,对于他 

的分散开来的注意力，对于他那已经变得愚钝的感官，动物的那种 
朦胧的语言有什么用呢？对人来说,动物的语言既贫乏又含混，既 

不足以表达事物，也配不上他的官能，换言之，这根本不是人类语 

言^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一种生物独有的语言，必须适合于它 

的需求和活动的范围，适合于它的感官的组织，适合于它的想橡的 

方向和欲望的大小，除此外,语言还能是什么样子？哪一种动物的 
语言是适合于人类的？ 

其实摁出这个问题就是多余的。人有没有这样一种语言（除 

了前面说到过的机械的语言外)，像所有动物那祥本能地运用于一 



定的领域？回答很简单这个简单的回答也是最终的回答。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4何动物的语言都表达了如此强烈的 
感性的表象（Vorstellungen),以致这类表象变成了本能。它们的 

语言，连同感官、想像、本能等等，是生来俱有的，绝对自然的。蜜 

蜂会嗡嗡叫，如同它会啜吸花粉一徉；鸟儿会唱歌，如同它会筑巢 

一样。可是人生来怎么说话呢？根本就不说话！因为人不像动物 

那样行动，他很少或完全不依赖于十足的本能。在这里，我把一个 

新生婴儿发出的那种敏感的机械的喊叫排除在外;不算这种喊叫， 

婴儿就是哑巴。他既不用声音表示想像，也不用声音显求本能，而 

所有的动物却都会这样做u如果把他放到动物中去的话，那他就 

是自然界中最孤苦伶仃的孩子,全身赤裸，贫困孱弱，羞怯胆小，无 
力自卫。而最增糕的则是，他被剥夺了任何生活的导向线索。他 

的感觉那么分散，那么迟钟，他的能力那么弱小,那么定向不明，他 

的本能那么不专一,那么慵懒乏力，显然，他生来就有成百上千种 

需求，注定要生活在一个广阔的领域里，而与此同时，大自然又把 

他遗弃在那样一种境地，使得他生来就连一种能够表达他的需求 

的语言也没有。不，这样的矛盾不会是自然的安排。在人的身上， 

肯定潜藏着另外一些井非本能的力量。人生下来喑哑无语，但是 

①手镐中接着还有一句，但是，他或许会自B创造出语言! _—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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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但我不想一下子跳得太远。我并不认为人突然就有了新的力 

量，一神所谓任意的Qualitas occulta®似的语言创造能力。我只想 

接着上面指出的人的缺陷和毛病继续讨论。 

毕吁味寧疼:哮旱括，除非大自然对他就像最 
残酷二海耒么,’要‘知k: ‘ ‘对于每一种昆虫都是一位 

最最慈爱的母亲。她给于了每一神昆虫它正好需要的东西：适合 
于想像和本能式的想像的感官，必要的语言器官，以及理解这种语 

言的器官。而在人身上，他的感官和需求，他的力量和他所在的 

活动范围，他的器官和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协调。看 

来，我们一定忽略了某个中间环节，缺了它就无法说明这样的不 

协调。 '''' 

假如我们能够发现这个环节，那么，根据自然的类推,它就应 

该是人所独有的东西，是人类种属的特征，而不偏不倚的理性就要 

求我们把这一发现看作人的自然禀陚,它对于人就像本能对于动 

物那样重要。 

的确,如果我们正是在这一种属特性中找到人类缺陷的原因， 
并且恰恰是在这类缺陷的关键的一点，即完全没有艺术本能上面 

找到语言代之而起的根'源,那么，这种一致关系便是一个发生上的 

证据，证明人类真正的发展方向就在于此；同时也证明，+ 

动物并不是程度有别，而是种属不同。 * ' 1 ' 

①拉r文:“潜*的力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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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一新发现的人类持性中，我们甚至找到r必要的遗 

传学的根据，町说明人类这一新型生物的语言的产生（就像我们在 

动物的本能中寻找每一种动物语言的直接原因那样），那么，我们 

就完全达到了 3的。丁•是我们可以说，KZ 

请看，我/是:从¥何'任'意•的'或'社 
力量，而是从动物的一般舒济原瑰（Okonomie)出.发来进行推论 

的。 

由此我们便看到，虽然在-小决七地上，在一件工作屮，在一 

定空间的生活里，人的感官远不如动物的感官灵敏，何正因为这 

样，人才获得，一个长处，即正因为不定向于一个方面，人 
的感官才成为更-•般化的、面'向整个世界的感宮„ 

由于人的想像力并非仅仅针对蜂房的构筑和蛛网的编织，在 

这方面当然比不上动物的艺术能力，何因此，人的想像力便获得了 

更加广阔的前景。人做亊情，没有一件能做得完美无缺，但是他有 
自由活动的空间，他可以试着去做许多事情，并且可以不断地自我 

改进。没有一个思想是自然的S接产品，正因为此，思想才可以由 
人自己来生成。 

氺能完全是由感官的组织和想像的领域造成的，而不是盲冃 

决定的。人不得不抛弃本能，但因此他就获得r若干发展的可能 

性。由于他可以广泛地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方而,他就享有充分 
的S由，能够为自己开辟•个反映（Bespiegelung)的领域，能够自 

我观照（sich in sicli bespiegeln)。这样，人就不再是大自然尹中的 

_ '台没有缺陷的机器，而是以他自身为行动的目的。人的力量所 
具有的这神倾向(Disposition)，有人称力“知性”（Verstand)或“理 

性”（Vcrntmft),也有人称为“意识”(Besinnung)①，等等；只要不把 

① Besinmmjj,脊淸稿中为flexion^-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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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理解为分隔开来的力量，不把它们仅仅看作动物力量的高级 

形式，这些名称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人的所谓理性,就是了 

类力量的总和形式，就是人的感性本质和认知本质（erkennende 

Natur)、认知本意愿呼^(wollende Natur)的结合形式，或更 

理性于人，恰&士朵于4物;’¥人“为“iki则称为本 
能。差别不在于程度高低或力量强弱，而在于争那$韋-聲了寧 

幸f辱印学寧亨!不管是莱布尼茨的信徒还是洛’克的信'徒'，不 
“瓦尔（Knmvall),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 

者,都不会不同意以上所述的一点：一切的一切取决于人类的独特 

属性。 

所有把问题弄得一团糟的人，都为错误的观念和含混的概念 
所缠绕。人们以为,理性是心灵中的一种崭新的、完全割绝存在的 

力量，这种力量没有添加到动物身上，而是添加到了人身上，成了 

人独有的属物；所以，理性似乎是一座楼梯的第四级台阶，在它底 

下还有更低的三级，它应诙被独立起来考察。这种说法简直是哲 

学上的一片胡言，大概只有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才说得出来。照这 

样看，我们人和动物心灵的所有力量及其作用就只是一些形而上 

学的抽象！由于我们的精神过于贏弱，不能够一下子把握这些力 

量，就只好把它们分割开来;它们像一本书分成章节那样被分成若 

干部分，但这不是因为它们在自然中也分散孤立地作用，而是因为 

对一个缺乏经验的研究者来说，这样做最容易把它们解释淸楚。 

我们把这些力量的一定活动分别用一呰名词来表示，如“机智” 

(Witz)、“聪明 ”（Scharfsinn )、“幻想”（Phantasie )、“理性”，等等，这 

© 塞奇（Edward Search),原名 Abraham Tucker,这里指其著 Light of Nature 

Pwrsud。-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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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所能发生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精神行为，“机智” 

或“理性”只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因为，我们在这一行为中主要看 

到的是我们称之为“机智”或“理性”的抽象活动，例如观念的比较 
或解释。事实上，不论在何处,心灵的作用都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 

体„假如一个人哪怕只有一次完全像动物那样思考,那他就根本 
不再是人，不再有人类行为能力了。一个人哪怕只有一瞬间不具 

理性，那么他一辈子都是不可能运用理性来思维的，除非他的整个 

心灵、整个本性都起了变化。 

因此，正确的理解是：乃是人的种属特性，它与我们 

所想像的不同，是人身上«寧» f 

按照这一理解，我们就可d利iffl ‘有+前+述•类•比:i aS雀.二可^•的•结 

论，那就是—— 

假如人有爭吻：ff的话,就不会有我们如今称为理性的那种 

东西；因为这类¥能'必k会把他的力量强行导向一个盲目的方向， 

使得他没有一寸自由思考的领地。所以—— 

假如人有动物的感官，也就不可能有理性，因为，动物感官的 
敏感性以及由之促发的大量想像必定会扼杀一切冷静的悟性。当 

然，大自然是懂得经济规律的，它的上述有规律的联系反过来应该 

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动物的感性和封闭性使得它停滞在一个方向上，那 
么，另一种生物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就不仅能够认识、希求和行 
动，而且知道它自己在认识、希求和行动，因为它的积极的力量以 

更精巧的组织形式、在更大的空间中更明白地显示了出来。这种 

生物就是人。为避免与自身的理性力量等等相混淆，我们将把人 

的这种天生的禀赋称为悟性（Besormenheh)。“感性”和“本能％ 
“幻想”和“理性”，所有这—实际上只是定义了一种统一的力量， 

在这一力量中，一切对立都相互抵消了，所以，根据上述联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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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既然人不是本能的动物，由于他的心灵具有更自由地作用的 
积极力量，他就必须是一种能悟识的生物（ein besonnenes 

Geschopf),,——要是我们把推论再继续下去，我可以预见到有人 

会提出一些异议。 

如果理性不是分割开来、单独作用的力量，而是人类特有的力 

量总和的一种方向，那么，人正因为他是人，从一开始就必须具有 

理性《正如昆虫S姶至终表现出昆虫固有的一切，在儿童最早的 

思想中，悟性肯定已得到体规。这一点，许多研究者都未能意识 
到，因此我现在正在写的这个题目才会招致那么多极其肤浅、令人 

反感的异议。他们之所以不能认识到，是因为他们的思路错了。 
难道理性地思维一定是指用尽亭^Kausgebildete)理性思维吗？婴 

儿运用悟性思维，难道就意味着'他像讲坛上的论辩高手或内阁里 

的政治家那样善于推理吗？幸运的是，婴儿对于这种乌七八糟的 
所谓“理性”还一无所知！但是，我们面对的异议事实上绝不否认 

一种积极的心灵力量本身，而只是否认心灵力量的某种相当发达 

或不太发达的运用，这一点人们难道看不出来吗？有哪个傻瓜会 

声称，-个人在出生的一刻就像经过多年的练习后那样思维呢？ 
除非他无知到竟然否认一切心灵力量的成长。在我们的世界里， 
这一成校当然只能意味着一种逐渐提高、加强、丰富的运用，然而， 

能够被运用的东西，不是已经有其存在，将要生长起来的东西，不 

是已经有了一个胚芽么？ 一粒种子里面，不正包含着整棵大树么？ 

既然婴儿没有巨鹰的喙和雄狮的牙齿，他就不可能像巨鹰和狮子 
一样思维;如果他像人一样思维，那么，悟性——即把他的所有力 

量限定在一个主要方向上的那种能力——自始至终就是他命中注 
定的属物。理性在他的感性之中表现得如此真实，显然,创造了人 
类心智（Seele)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自一开始便已看到了生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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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系统;这就好像…个从半测算的人，根据一定的类型，可以 

从等差序列的•个项推知全部的比例关系。 

“但是这样看的话，理性在初始阶段与其说是现实的力量，倒 
不如说是潜在的理性能力（VernunftfShigkeit [reflexion en puis- 

sanCT；])吧？这个附带的条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即使不存在阻 

碍，纯粹的能力也不是力量，而仅仅是能力，——可是这样的能力 
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等于是说，雕塑形式仅仅构成形式，向本身不 

是任何形式。如果能力本身不表现出最低程度的积极能动的倾 

向，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能力这个词就只是4本上的一个抽象而 
已。我们将会看到，最近有个法国哲学家把1‘reflexion en puis- 

Sance”这个虚幻的概念耍弄得叫人眼花缭乱®然而他翻来覆去摆 
弄的其实只是一个漂亮的气泡，不知哪天就会突然在他面前炸裂。 

如果理性能力是空的，什么现实的东西也没有,它怎么会进入心灵 

呢？如杲在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积极的理性进入心灵，那么接下来， 

理性在T百万人身上何以会成为现实呢？通过运用，能力会变成 

力S，可能性会转变为现实性,一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 

法。如果不存在任何力量，就谈不上运用。更何况，心灵中分离存 

在的这两样东西，（潜在的）理性能力和理性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样令人费解。我们看到，人作为一种特 

殊的生物被置丁宇宙之中，他具有一定程度的感性和有机组织：整 

个宇宙从各个方面、通过所有感官加于他的身心之上，然而却是以 

人类的方式、通过人类的感官引发他的感知。所以，人这一能思维 

的生物不像动物那样完全被宇宙所制服。人拥有更S由地施展力 
量的空间，这种自由的乂系就叫做理性力量（Vemunftmiissigkeit)， 

CD reflexion en puissance*法文，意为“思考能力％ ■…译注 

②“法国哲学家'指卢梭9 一一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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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纯粹的能力么？哪里还有什么割绝开来的理性 

力量？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统一的、积极的心炅力量——感 

性一强，理性就弱；理性的成分一多，生动的色彩便会减少，问题就 
是这么简单！即使是人的最感性化的状态，也是人类的状态，他身 

上仍有悟性存在，只不过不那么明显可识罢了；而在动物，哪怕最 

不具感性的状态也是动物的状态，所以，其思想再明确，也没有丝 

毫人类意义上的悟性。好了，让我们不要再把这种文字游戏继续 

下去了！ 
很抱歉，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仅仅是为了确定和整理概念。 

但花这些时间是必要的，因为近年来，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已经被践 

踏得只剩下一片废土了。特别是法国哲学家，他们在动物和人类 
本性的某些表面的区别上把问题弄得一团糟。至于德国哲学家， 

则把大多数概念纳入他们自己的系统，并且按照自己的观点加以 

整理，而不顾它们在一般人的思维中造成的混乱。为了清理这些 

概念，我并没有兜圈子,相反,我们一下子就达到了目的！即： 

[reflexion])| Tf f, T® •那么•，存 
么是思考能. 

这种悟性是人类种属固有的，语言和语言的发明也同样如此。 

所以，物， 
然！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进’一步阐发这两个:既念二二 
ia 
如果心灵的力量极度自由地发挥了作用，使得它能够从经由 

感官蜂拥而至的大量感觉中分离出一股流向（如果可以这样表达 

的话），祀它保存起来，将注意力集中到它上面，并且能够意识到自 
己在这样做，那么，人就证明了他有思考能力。许许多多飘忽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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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从人的感官面前掠过,如果他能够聚拢精神，自觉地停留在 

其中的一幅图像上，清醒冷静地加以观察，并且能够区分出它的一 

些特征，确定它是这一客体而不是任何其它客体，他就证明了他的 
思考能力。也就是说，人的思考能力不仅表现在他能清晰明确地 
认识事物的所有特性，而且表现在他能确认一个或若干个区分特 
性。这神确认行为(Anerkenntnis®)第一次发生，就搏成了明确的 

概念，这也是心灵作出的第一个判断。那么—— 

确认行为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发生是由亍，人必须区分他 

明确意识到的持征。好啊！让我们向他欢呼一声：“发现了！” 

UuprjKa!)亭爭了个學亭平；旱令早哼，！亨，了寧，早 

f ^了。 
* 二只羊在人的眼前经过，在人看来，这幅图像就与呈现 

在任何其它动物眼中的图像完全不同：不同于饥肠辘辘、东张西望 
的野狼眼中的图像，也不同干嗜血成性的狮子眼中的图像；狼和狮 

子的习性根源于精神深底，感性和本能把它们彻底征服了。它又 

不同于一头正在发情的公羊眼中的图像，这公羊感觉到的仅仅是 
享受的对象，因此仍然为感性和本能所压倒；当然也不同于任何一 

只对这羊儿漠不关心的动物眼里的图像，它对羊儿视而不见，因为 

本能把它引向了其它对象。可是对人来说就完全是另外一幅图 
像。一旦他需要认识那羊儿,就没有哪神本能会妨碍他这样做，也 

没有哪种感官会强迫他过于接近或远离对象。那羊儿就站在那 

里，他的感官告诉他:它是白色的，柔软的，毛茸茸的。他那练习着 
思考的心灵在寻找一个特征一一过羊儿在叫,于是，心灵便 

找到了特征。内在的意识开始发挥作用。4心灵_来最强烈印象 

的，正是这咩咩的叫声，这叫声从所有其它观察、触摸到的性质中 

①參考英译:apperception (知觉T统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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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出来，深深地楔入心灵，并且保留在心灵之中。现在，这羊儿 

又来了：白色的，柔软的，毛茸茸的；人的心灵看到了，感觉到了，开 

始思考，寻找特征.——羊儿咩咩地叫了，于是心灵终于又认出它 

T! 原来你就是那咩咩叫的！ ”心灵内在地感觉到了，尽 

认识到r这一切，因为它明确地认识和命名了一个特征。会 
不会不那么明确呢？假如那样的话，心械就什么也知觉不到，因为 
没有任何感性或本能可以补救心灵含混不清的缺陷。会不会识别 

不出特征呢？假如那样的话，任何感性的生物都不可能感知到自 

身之外的东西，因为它始终必须压抑其它感觉，必须通过第三个东 

西去认识两个东西之间的区别。总之，只能是借助一个特征。但 

这个特征作为内在的iff (Merkwort),又是怎样的呢？羊儿咩咩 
的叫声由人的心灵知觉为羊儿的标志，并且由于这种意识活动而 

成为羊的名称。人从这叫声上识认出羊儿，叫声是一个听到的符 
号(Zeichen)，心灵通过它想到一个明晰的观念。这不正是词么？ 

整个人类语言不正是这样一些词语的集合么？即使他从未有机会 
把这个观念传递给另一生物，从未想要发出或不能够发出这一意 

识到的特征，他的心灵仿佛也在内部咩咩地叫着，因为心灵已选 

择了这个声音作为记忆的符号；而当心灵凭记忆识认出这个声 

音的时候，在它的内部就又咩咩叫了起来,——T—孝¥寧葶岑：0 

了！语言的发明那么自然，对于人那么必不可缺，•就if乂h“4A 

. 

绝大多数讨论语言起源问题的人并没有深入到唯-•能够找到 

答案的地方。许多人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以为不可能在人类 
心灵中发见语言的根源„有人在言语器官改善了的发音中寻找答 

案，似乎獲猩用同样的器官也可以发明语言！有人以为语言发源 

于激情的发声，却忘记了所有动物都有这类声咅，好僳任何动物都 
能发明语言！也有人提出一神模仿自然声音的假设,似乎这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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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倾向竞会把人引句思维，似乎具有同样倾向的猴子和能够维 

妙维肖地模仿声音的乌鸫也能发明语言！更多的人则相倍一神约 

定论的说法，对这种说法，卢梭是最激烈的批评者。的确，什么叫 
天然的语H契约？难道还冇匕这更莫名其妙的表达么？所有这些 

.关亍人类语H起源的荒谬说法却几乎成r 一种許遍的真理！但我 
不希望丰情永远如此继续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观点，嘴 
巴的构造与语育的发明并没有关系，因为人即使__ '辈子喑哑无语， 

也仍然是人，只要他在思考，语言就存在于他的心灵之中！感觉的 
喊叫也不起作用，W为发明语苕的不是一台呼吸的机器，而是一个 

会思考的生物！心灵中也绝没有模仿的原则，对自然的某种模仿 

只不过是一种f■段，服务于我们在此要解释的唯一 P1的。至f社 

会的任意约定和协调，更没有道理。森林中孤寂独处的野人，哪怕 

从不说话，也必须为0身发明语著„这足他与他的心灵之间的协 

约，一种就像人只能是人那样必然的协约。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的是，何以人类心灵能发明语而我觉得，何以人类心灵在没有 

嘴巴和社会参与的情况下也必须能够发明语言，这才是真正令人 
费解的问题0 

要把语H的这一起源解释清楚，最好是借用反对者的看法^ 

语言神授说的那位最彻底、最全面的卫道士'几乎可以说就是地 
道的人类本源说的捍卫者，因为别人仅仅浅尝即止，W他却深入到 

了表层现象的下面,，他已处在证明的边缘，他的主要论据只须稍 
加修正，就可以用来驳难他自己，从而证明他所反对的观点，即人 

发明语萏的可能性。他本可以证明，语言的运用对于理性的运用 

是不可或缺的。假如他这样做了，毫无疑问他就证明了这一点：理 
性的运用属于人的自然本质，语言的运用也同样如此。不幸的是， 

® 指苏斯米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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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就此作出证明。他只是花了很多力气去证明，诸如注意、思 

考、抽象等大量精微复杂的行为若不借助于心灵所依赖的符号，是 

不能有敢地发生的。可是，像“不餌有效地、不易于、不大可能”这 

类说法是无助于彻底澄清问题的。我们人凭藉有限的抽象力量, 

不借助感性符号，当然只能进行有限的抽象活动,而别的动物没有 
这种符号，却可以有更多的思维;但由此至少还不能得出结论，没 

有感性符号的话,任何抽象活动都不可能进行。事实上我已证明, 

假如不把事物的特征先区分出来，不要说无法有效地运用理性，就 

连最低程度的理性运用、最简单的明确概念以及人类悟性最基本 

的判断也毫无可能。因为两个事物之间的区别唯有通过第三个事 

物才能得到认识。而正是这第三个事物，即区分的特征，成了心灵 

内在的记号，所以，语言是从理性最初的行动中极其自然地生成 

的。 

苏斯米希想说明，理性较高级的运用不能没有语言的参与，为 

此他引用了沃尔夫的话，但沃尔夫在这类场合也并不肯定，只是说 

大概如何。$不管怎么说，这K我的推论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 

于语言构造最初的形成来说，理性的高级运用（例如见于思辨科学 

的那种运用)毕竟不是必需的。苏斯米希先生的这一很容易证明 

的论点也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哪怕是最初始、最低级的理性运 

用，没有语言也不可能发生。这一点我相信已经被我证明了。可 

是苏斯米希接下来的推论是，“没有人能够自行发明语言，因为理 

性是发明语言的必要条件；而同时，在理性出现之前.语言就已经 

不得不存在了。”一-我把这个永动陀螺止住，仔仔细细观察了一 
番,从中看出的却完全是另一种关系：Ratio et oratio! ©如果人没 

①沃尔夫（Christian Freiherr vcn Wolff, 1668—1754)，德国宵学家。-译注 

©拉丁文，意即“理性和语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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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语言就不可能有理性，那么很明显,语言的发明对于人就像理性 

的运用一样自然、古老和初始，一样为人类本质所固有^ 

我把苏斯米希的推论方式称为一个永动陀螺，因为他可以把 
这陀螺转起来对付我，我也可以把它转起来对付他，这东西就可以 

这样一直不停地旋转下去。没有语言，人就没有理性，而没有理 
性，也就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和理性，人就不能接受神的教授，而 

没有神的教授，他当然也不会有理性和语言。这样的推论会把我 
们导向何方呢？如果人没有理性，他怎么通过神的教授来学习语 
言呢？而没有语言的话，他连最起码的理性运用也达不到„这么 

说，人在有语言和能够获得语言之前，已经应该拥有语言了；或者 

说，在还没有最起码的理性运用的时候,人就已经具有理性了。正 

如苏斯米希先生自己也承认的那样，为能听懂神所教授的第一个 

音节，人必须已经是人，即能够清晰地思维，而当人初次形成清晰 
的思想时，语言业已存在于他的心灵之中；換言之，语言不是由神 

来教授的，而是由人自身的手段生成的。我知道，人们说的这种神 

的教授实际上多半是指父母把语言教给孩子。但是请想一想，这 

跟所谞神的教授能同日而语么？如果没有孩子本身自始至终的创 
造活动，父母是永远教不会他们说话的。父母只是用一定的词语 

符号让孩子注意到事物的区别，所以，父母并不能代替孩子思维， 

而是通过语言来启发和促进孩子的理性运用。也许有人出于其它 

原因假定超自然推动力的存在,但这跟我的目的毫不相干。即使 

存在这种推动力，上帝也根本没有为人发明语言；相反，人必须始 

终运用自身的力量为自己找到语言。要想能够从上帝的嘴里接受 

第一个词，即理性的区分标记，就需要具备理性;要把这第一个词 

作为真正的词来理解，人就必须运用他的意识(Besinmmg),就好 
像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词的存在。于是，我的对手使用的 

武器全都对准了他本人。为了学习神的语言，人必须实际运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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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一个正在说话的孩子，只要他不是像一只鹦鹉那咩毫无思想 

地重复一些词，也始终在运用理性。难道像鹦鹉那样学话可以被 

认为是神的尊严的学生该干的么？假如人就是这样学习语言，我 

们的理'性语言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相倍，假如我的那位可敬的对手还健在，他会明白他提出的 

异议经过进一步的解释后，可以成为最有力的反证。也就是说，他 

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书里面搜集起来的材料足以推翻他的理论。假 

若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不会那么闪烁其辞，说什么存在着“一种 

还称不上是最低限度理性的理性能力”。站在我们的立场t,马上 

就可以发现矛盾。竟然会有一种连最起码的理性运用也没有的理 

性生物，或一种没有语言，却能运用理性的生物！ 一种不具理性的 

生物，却能为理性所教化;或一种能够教化的生物，却不具有理性！ 

—种不知如何运用最简单的理性的生命体，然而却是人！ 一种不 

能依靠自身固有的力量使用理性的生命体s但通过超自然的传授 

却能学会自然的运用！ 一种根本不属于人，即并非由人类力量生 

成的人类语言，或-种完全属于人的语言，没有它，人的任何固有 

的力量都无法表现出来！ 一方面，它使人得以成为人，另一方面， 

人没有它仍然是人;在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还不能自我 

表现之前，就必须自我表现，等等，等等。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理 

性和语言是现实性而非可能性，一旦我们把“能力”（人类能力、理 

性能力、语言能力）这个词的虚幻的外衣剥掉，上述种种矛盾就暴 

露无遗了。 

有人会问，“与熊生活在一起的野孩子，他们也有语言么_?他 

们难道不是人么?”然而，首先，如果人处于非自然的状态，他就会 

退化！拿一块石头压在一株植物上，这植物岂不会长歪么？就本 

性而言，它是向上生投的植物；它弯曲着把石块缠绕起来，不也表 

萌它有直向生长的力量么？其次，即使是这神退化的可能，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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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的本性：正是由于人没有动物的强大本能，由于人在所有的方 

面都有不那么强的能力，总之，正是由于他是人，他才能退化。假 

如他没有那么灵活的发音器官和四肢，他能学会像熊一样咆哮和 

爬行么？有没有别的动物，猴子也好，驴子也好，能够学到这种 
程度呢？人能变得那样不自然，恐怕他的人类本性也起了作用 
吧？ 

再者，不管怎么变化，人类本性总归得到保留。他恐怕并不完 

全是僳熊那样吼叫、爬行、搜食、嗅闻，而是一个跌跌撞撞、结结& 

巴的熊人，即一个既非熊也非人、过着双重生活的生物。他的皮肤 

和脸容，他的脚和舌并没有变得接近T熊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有理 

由怀疑，他的心灵本质会起变化。他的理性受到感性和类似于熊 
的本能的压制，但它仍然是人类的理性，因为那种本能毕竟跟熊的 

本能不同。事情的发展最终也证明r这一点。一旦障碍不复存 
在，我们的熊人回到了同类当中，他不是就能学会更自然地直立行 

走和说话么？就像他曾经学会不自然地爬行和吼叫一样。爬行和 

吼叫这样的行为他只能学得接近于熊，而直立行走和说话他则能 
够在短时间内完全以人的方式学到。试冋在他从前的森林兄弟 

中，哪一个能这样学习？熊无法这样学习，因为它不具备为此所需 

的机体和心灵的禀賦，那么,熊人即使处于退化状态，一定还保持 

着这种禀赋。假如熊人只是通过教授和习惯学会直立行走和说 

话，为什么熊做不到？ 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性和人性，又怎么能把理 
性和人性教给他呢？难道可以说，使眼睛具有视力的是一根针，因 

为它挑去了眼中的白翳？——说到底，从这种极不自然的事例我 

们可以推导出关于自然的什么结论呢？我们应该承认，虽然这是 

很不自然的事例，却恰恰证明t自然的规律！ 

众所周知，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全部假说就是以上述退化 

車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对语言源出于人本身有所怀疑。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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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有关语言产生方式的错误解择时，他是言之成理的。然而他 

也被前面说过的那一难点迷惑住了，以为理性应该是发明语言的 
必要条件。这一点其实已经被推翻了，而且根据卢梭本人的论述 

也不能成立。一方面，卢梭只让他笔下的那个幻影，那个自然的人 

或退化了的生物拥有[潜在的]理性能力；另一方面，这个自然的人 

又生来就如此完美，竟能从一切动物种类那里学到东西。凡能给 
予他的，卢梭都给了他!比他需要的还要多！这个自然人的第一 

个思想是：“瞧，这是动物固有的，狼嗷嗷叫唤，熊发出咆哮这个 

思想当然已是真正的思考。如果与他的第二个思想“而我却与它 

们不同r联系起来，就更可见思考行为的现实性。接下来是第三、 

第四个思想：'‘以我的本质，恐怕也做得到！我或许可以模仿，我打 

算模仿，通过这样做我的种属会更加完善r这是一系列多么细腻、 

多么连贯的思考活动！可是，我们的这个自然人要想形成哪_只 

是初始的思想，也必须拥有心灵的语言，并且具有一种造就了i兑话 

艺术的思维艺术^猴子总是在看徉学样，但它从不有意iR地模仿， 

从不通过悟性对自己说，我打算漠仿，使我的种属变得完善! ”假 

使它这样做过，哪怕仅仅一次主动地进行过模仿,有选择有意图地 

将模仿固定为种属的行为，假使它曾有一次能够做出一个思考，那 
么在同一瞬间它就不再是猴子了！在这神情况下，尽管它仍是猴 
子的样子,嘴里也发不出一点语声，却已是一个内在地说话的人， 

迟早会发明违外部语言。然而,有没有一只猩獲，用它那种像人一 

样的发音器官说出过一个人类语言的词呢?® 

的确,在欧洲我们会听到一些黑人兄弟这样说：“是啊，或许 

——只要猩猩愿意说话，或者到了必须说、能够说的时候，它就会 

ffi在论文的修订版中，接尔德根据堪®(Fet« Camper)的解剖学研究成果，修正 

了关于猩a的发音器育的看法,u橡人一样的••改为“类似于人的' —译注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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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r或许能说话！我也希望最好如此。可是，动物的历史足以 

证明，这样的假定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已说过，发音器官对于它 

的能力并不构成障碍猩猩的头部从外到内都接近于我们人类， 

但它曾经说过话么？鹦鹉和八哥学到的人类语声够多的了，但它 

们曾经用人类语言的词思维过么？词的外部音响在此跟我们一点 

关系也没有，我们指的是，卷申辛f学睪印享丰，这样的词是了个 

难道有过一种动物以某种方式说出ii这 
样的词么？思想的线索和心灵的对话始终需要得到标示，想要表 

达的似乎都应该得到表达。但哪一种动物曾经送样做过呢？狐狸 

千百次按照伊索的安排行动，但它从未像伊索那样自主地行动；哪 

怕只有一次能够这样做，狐狸就会发明它的语言,就可以像伊索谈 

论它那样谈论伊索了。狗学会了听懂许多话和命令，但不是把它 

们当作词，而是当作与手势、行为相联结的信号来理解;假如它能 

理解人类意义的词，那么它就不会甘当仆从，就能为自己创造艺 

术、建立共和国、发明语言了。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考察语言起 

源时忽略了这一点，就会犯两个极端的错误。一个极端是把语言 

完全看作超人的东西,惟有上帝才能发明它；另一个极端是把语言 

看得一点人类性也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只须付出努力，似乎都能发 

明语言^其实真理仅仅在于一点，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握 

全局——为什么任何动物都不能发明语言，为什么语言不该是神 

的发明，为什么人作为人,能够而且必须发明语言。 

关于语言源于神的假说，我不打算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再继续 

讨论，因为这一假说的谬误在心理学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为了理解 

①从堪伯(Peter Camper)对S®的剖研究来看，我这里的说法是不够谨慎的 

(请参看他的短文集的译文L不过在我写作的时候，这还是学家n的音遍观 
点。——修订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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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亚诸神的语言，人必须拥有理性，因此也就必须拥有语言1; 

至于动物语言的细节，我更不想深究，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 

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都有天渊之别。在此，最遗憾的是我不能就 
某些线索展开讨沦。这些线索可以把我们的思路从语言在人类心 

灵中的发源引向一系列其它领域一逻辑学、美学、心理学，特别 
是引出下述问题，如果孕亨语言，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思维？ 

f _语言，他可以进行什+么+思维?”这个问题实际上几乎跟所有的 

■都有关。不过这里我们还是满足于确认，语言乃是我们人类 
神属吁李的区分特征，正如理性是人类的$孕区分特征一样。 

在4多语言里，“同”和“理性”、“概念;’ ^ “词”、“语言”和1‘起 

因”是用•个名称表示的，这神同音现象反映出语言的全部发生根 

源。在一些东方国家，把确认一事一物称作“命名”（Namenge- 

bung)，这巳成为那里的语言最普通的特点；显然，在心灵的深底， 

这两种行为是统一的。人被称为“说话的动物”，不具理性的动物 
则称为“哑巴”。类似这样的表达体现出感性特征，而希腊语的 

c'Xoyos (无语言的，无理性的）恰好把语言和理性二若综括了起 

来。语言可以说是坪牟巧_參ff,对于人类心灵它是-种必要 

的感官,就像初民敏心kk V开眼睛，蜜蜂筑巢离不开本能- 

样。 
妙不可言的是，精神的这种崭新的、自行生成的感官，在发生 

之初即又成为一坤交往联系的手段。除非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或 
昔试图与其他心灵对话.否则我想像不出最早的人类思想是什么 

样子，也猜不出悟性的第•个判断是什么。就本质而言，第一个人 
类思想已准备好与他人妃话。所以，我可以这样来总结：第一个区 

分特征对于自我是导兮,对丁-他人则是f毕 
Sic verba, tjuibus voces sensusque nolarent, 

Nominaque inven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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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 tius 

(直到他们发明词语和名称，把感情和有声的感觉唤醒J 

——贺拉修① 

①引臼罗马诗人贺拉修(公元前65-8)< 论讽剌 > 第一章第三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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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我们已经发现了普罗米修斯在人类心灵中燃起圣火的焦点， 

语言与苐一个区分特征一同产生，但语言要素最早的标记是什 * 

么呢？ 

I.语声 

契舍尔顿用盲人做的实验表明®，视觉的发展是一个缓慢 

的过程，心灵形成空间、形状和颜色的概念非常不易，而要能够 

清晰明确地运用这些概念，不知先要进行多少次预测和尝试。显 

然，视觉对语言来说并非最适当的感官。此外，视觉所及的现 

象是冷冰冰的、哑然无声的，而其它感官更不灵敏，其知觉更含 

混不清。所以，自然的本性决定了if曹巧竿了个亭，學f 

莩。 '. 

我们仍用羊儿来做例子。在自然的巨大舞台上,有那么多的 

事物、图像和颜色从人的眼前漂浮而过，羊儿只不过是其中之 

一,——这太难以区分了！所有的特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 

法用语言来表达。形状说得出来么？颜色说得出来么？人用手触 

摸羊儿，感觉因此可以可靠和完整一些，但还是不够清晰t这种情 

O见Philos. Transact」— Abridgment.也可参看他的解剖学教科书，以及凯斯特 

纳(Smith Kktner)的光学著作，布封的0然史著作等。——原注 

按手稿中无此注。契舍尔顿（William Cheselden, 1688—1752),英国外科医生，解 
射学和医学教师，其解剖学教科书一度为西方学校的权成课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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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谁能把他感觉到的说出来呢？可是，听！羊儿咩咩叫了！于 

是,便有一个特征从五彩缤纷的画面上，从混为一团、难以分辨的 

感觉中挣脱出来，深深地、明确地揆入了心灵。“哈哈! ”我们这位 

尚未长成的学习者（就像契舍尔顿实验中的盲人一样）于是会说, 

“现在我可以再认出你了，你这咩咩叫的家伙。”然后他又听到斑鸠 

咕咕地叫，狗汪汪地叫。这样就形成了三个词。他从这三个明确 

的观念开始构筑自己的逻辑，在三个相应的词的基础之上建立自 

己的词汇。理性和语言携手迈出了谨慎的一步，大自然通过听觉 

向他张开怀抱。自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发出声音，而是把声音深 

深地灌入心灵！心炅听到了发声，马上把它抓住,于是就形成了一 

个有声的词！ 

即使是盲人•和•哑•巴•, ki丨也糸k i‘溢觉不# +A语言。 

如果让他安逸舒适地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大自然会通过听觉向他 

展示自身，千百种他看不到的生物会同他说话；即使他的嘴巴和眼 

睛永远不起作用，他的心灵也不会完全没有语言。树叶沙沙作响， 

给这个孤寂可怜的人送来荫凉；溪水淙淙淌过，催他进入梦乡；西 

风轻轻吹起,拂过他的脸颊——咩咩叫的羊儿供给他奶，潺潺清泉 

供给他水,簌簌抖动的大树供给他果实一所有这些令人惬意的 

东西，都引起他的兴趣;即使没有眼睛和舌头，他也迫切需要 

在心灵中对这些'东+西一一_夸。于是树就叫做“沙沙”，风叫做“嗖 

嗖'泉水叫做“涼淙'这样\ 4就有了一部小小的词汇，等待着发 

音器官给它们打上印记。当然，与这样一些声音相联系的观念一 

定是非常简陋，非常特别的！ 

现在，这个还不会说话的人开始让所有的感官都自由地发挥 

作用。他同时看到、触摸到、感觉到所有朝他的耳朵说话的东西 

——天哪！这是一座多么出色的观念和语言的课堂！虽然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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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舞台机器让墨丘利和阿波罗从云,层中降临人间但是， 

所有的生物展示在人的面前，每个生物于是就都有了他给起的名 

称。所有的生物都对人俯首称臣，对它们来说，人就是既神秘又可 

见的神。每一生物都把自己的记号当作贡品献给人，而人则把它 

载入他用来统治世界的书，这样,将来他听到这记号,就会想起那 

个生物，并且也用这个记号来称呼那-生物。真理无疑是： 

“人依靠知性统治自然，而知性也正是语肓之母；从物体发出 

的声音中，人提取出区分特征，从而构成•种生动的语言， 

我在想，这个严爾的真理如果用东方民族的方式来表述的话， 

或许可以显得更加崇高华美：“上帝把咎种动物带到人的面前，看 

他怎么叫；他给动物起什么名字，动物就叫什么名字。” @这种东方 

式的i寺肷手法表达的意思正是：+ f㊁率〒丁ip f!他从生动的 

自然界的声音开始，使之成为统治一切的知性的区分特征！—— 

这，就是我要证明的一切。 

假如语言是由天使或圣灵发明的，那么，语言的全部构造必定 

会是圣灵的思维方式的翻版。除了根据超凡脱俗的天使特征外,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认识天使所画的图像呢？可是在我们的语言 

里，哪里找得到天使的特征呢？不要说结构和框架，就连语言这座 

宫殿的第一块基石,也显露呂人类性！ 

在哪种语言里，超自然的、精神的概念是最早生成的？按照我 

们人类思维的规律，这类概念似乎也应该是最初始的。比如主语 

(Subjekte)的概念和一般概念（Notiones communes),按理说是认 

①舞台机器：古代戏剧的一种技术，通过机械装置让悬挂着的袢像显示出来&車 
丘利(Merktir)是罗马神话中的商神。——译注 

© 见（旧约•创世纪)苐'章卜九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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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活动的基本要素，是4刀思想的轴心和归宿，但这些关键的成分 

也屉语言的要素么？主语先于谓语,最简笮的主语先于复合的王 

语，行为主体先于行为客体,本质的、确定的成分先于偶然的、不确 
定的成分,等等'—自然的发生顺序本来应该如此，可是在我们原 

初的语言里，显然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只知道存在着一个 

冇听觉的、留意倾听的生物，而看不到任何圣灵，因为—— 

的勢i^Ktdnende Verba?是语言中最早的生命要素。只有 

发声的词么？只有行为、活动，而没有行为主体么？只有谓语， 
而没有主语么？超人的天才会为此感到羞愧，但感性的人不会3 

还有什么东两比发出声音的行为更能打动人的内在心灵呢？所 

以，岑:正是人类发现 

的历史！语存神’授说什’么也’说’明‘不’了’,南必也未“自圆其说;就像 

培根在另一件事情上说的那样，一;t圣洁的处女被奉献给神,但是 
不能生育，虽然很虔诚，却毫无用处！ 

由此看来，最早的词汇是由整个世界的声音聚集而成的。每 

个会发声的物体都说出它的名称，人类心灵于是把物体的图像铸 
刻在那上.面，把声音当作区分的特征。这类发声的感叹词就是语 

言中最弘的同,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例如，东方民族的 

语言充满了动词，它们是if寧^在这些语言里，关于事物本 

身的观念尚在行为主体和+行为+之W揺摆不定，事构发出什么声音， 

就用什么声音表乐事物。所以，夸f旱if却辱岑-芊印，¥_个'旱f 
早。儿童不是把羊称作羊,-而是二 
同变成了动词。根据人类感性发展的阶段性，这个问题是可以解 
释清楚的，但用超人类的精神的逻辑却无法解释。 

所有古老、原始的语言都有大量这种来源的词。如果把东方 
语言的哲学辞典里的每个根词连同其词族都分类整理好，那就成 

了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图画，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而整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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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则可以最好地证明冬寧兮旱巧寧0^零乎。是否也会话明上帝 

教授语言的方法呢？对此矗溱•… 

由于整个自然都在发声,感情发达的初民很自然地会觉得万 

物都有生命，都会说话，都在行动。我们的那个野蛮人现在看到了 

一棵大树和它那高耸入云的顶端，他惊叹不已。树梢沙沙地响起 

来了！这是神意的显示！野蛮人赶快跪倒，开始祈祷！这里，我们 
看到了感性的人迈出的两个步子。一步是，名词如何不知不觉地 

从动词变来;另一步是，具象很容易地就转变为抽象。例如在北美 
的土著人中，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每样东西都有精神，有守护神；古 

希腊人和东方民族也曾经如此，我们从他们最古老的词典和语法 

书可以看出来。在最早的语言发明者眼里，整个自然就是一个神， 

而事物则是众神，是行动的生灵！ 

人与周围所有的事物建立起关系，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在对他 

说话，都在为了他的利益行动或与他抗争;而他则要对它们作出反 

映，或赞同或反对,或示以爱心或表露憎意，以人类的方式尽情展 

开想像。冬参爭f亭荦?^李f存I卒了零f 号：丰$!最 

早的名称或‘r 褕 iks: 

里,正是这类感情决定了语法上的性。一切事物都被拟人化，分为 

男性和女性;处处在在都是男神和女神，有的是善良的化身，有的 
是邪恶的象征；怒吼的暴风雨和轻柔的微风，清澈的泉水和强大的 

海洋——他们的全部神话体现在其古老的宝藏即语言的动词和名 

词里面，最古的词汇其实就是发声的众神，是男女两性聚会的大 

殿，反映着自然给予最早的语言发明者的感觉印象。在这方面，那 

些古老的原始民族的语言和他们的神话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可 
以揭示人类幻想和热情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每个词族都像是一 

片灌木丛，围绕着一棵神圣的橡树——即一个感性的基本概念 

——交错纵横地生长起来,而在那棵橡树上面还残留着一些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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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宥得出树精或森林女神曾I带给语言发明者的印象。他的感 

觉和情感汇合在一起：凡是在动的都是生灵，凡是发声的都在说 

话;而既然这声音不是为你而发，就是与你为敌，它于是就成为你 

的朋友或对手，成为男神或女神。…切都像你一样充满热情！ 

我喜欢感性的人类生物具有的这种思维方式。处处在在，我 

看到的都是一个弱小、羞怯、敏感的人，他必须去爱或者恨，必须信 

赖或者畏惧，他胸中的这些感觉被散布到所有的物体上面。处处 

在在，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弱小的生物,但在跟宇宙抗争时他却表现 

出强大的力量:他需要整个宇宙，他向一切事物发起挑战或与之和 

平相处，他依赖于一切但又统治着一切。所以，if f■宁亭 

f作別尽兮尽咚了冬季啤奉寧，而言语仿佛成T 乂‘碰& 

延续。如果是一个超人的天+从星空中带来了这一切，他怎么才 

能做到呢？ 一个从天上来到我们地球的天才，他会卷入爱和恨、脆 

弱和畏惧的激情之中，以致把一切都当作喜爱或憎恨的对象，使所 

有的同都有恐惧、兴奋等感情色彩，并且最终将一切都建立在两性 

交配加基础之上吗？他能像人一样认识和感觉吗？名词要分出性 

别，配上不同的冠词；动词要分主动和被动，要分清它们那么多的 

亲生子女和养子养女®总之，寧个if▼學gXjt冬季琴卓巧寧f冷 

而我们的那位天才能认识和感觉到这一切么？ 
语言i自然起源的人提出的证据之一是语言的神圣秩 

序：“绝大多数根词（Siammwort)是单音节的，而动词绝大多数是 

双音节的,语言就是这样根据记忆的规则逐层构造起来，可是，这 

个说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结论也不可靠。在被认为最古老的 

现存语言里'词根都是双音节的动词，其原因我根据k上所述完 

CD 盂栺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译若 

②指希伯来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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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以解释,而超自然起源的假说则无能为力。实际上，这些动词 

是以源自会发声的大自然的语身和感叹词为基础直接构成的，所 

以，在动词里面往往还听得见自然的声音，动词常常还起着感叹词 

的作用。但多数情况下，这种自然的声音由于不完全是清晰的分 

节音，便会在语言形成的过程中消失。在东方民族的语言里，我们 
就看不到人类尚不熟练的发音器官最早曾经做过的这种尝试。其 
实，在动词中听不到自然的声音或只能听到少董有规律的残留成 

分，这恰恰也证明了语言的原始性和人类性。这样的词根是上帝 

的理性生成的抽象的瑰宝，还是人的耳朵听到的、笨拙的舌头最初 

发出的声音呢？人类在童年时期构成的语言，正是幼儿结结巴巴 

说的语言，-如育婴室里那种u齿不清的话语——这种话我们从 
成年人嘴里怎么听得到呢？ 

许多古人说，诗歌比散文古老！许多今人也并不动情地重复 
过这话。由此正能看出语言的感性生命力。最早的语言不就是_ 

零呼兮亭么？诗歌源于对积极活跃的自然事物的发声所作& 

它括+所有生物的感叹和人类自身的感叹;诗歌是一切生物 

的自然语言，只不过由理性用语音朗诵出来，并用行为、激情的生 
动图景加以刻画；诗歌作为心灵的词典，既是神话，又是…部奇妙 

的叙事诗，讲述了多少事物的运动和历史！即，它是永恒的寓言诗 
(Fabeldichtung),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引人人胜的情节！——除此 

以外，诗歌还能是什么祥子？ 

让我们再推进一步。古典文化传统告诉我们， 
亭季f嗶;不少出色的音乐家推想，人可能是从鸟类 

的。$多人实际上都相信这一点！ 一架巨大的钟，如果它的齿轮 

十分精密，发条上得很足，重锤设置适当，就能敲出一曲好听的钟 

乐。但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还只有一些积极的本能和需 
要;他的感觉非常强大，但几乎还没有自觉的方向；而且他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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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也还不发达„这样的一个人，要让他来模仿夜莺的歌唱并由 

此设计出一种语言，我认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可是，关于音乐和 

诗歌的历史，许多故事就是这样讲的。当然,通过乐调也许有可能 

形成一种语言（莱布尼茨就曾有过这个想法®),然而最早的自然 

人却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语苜，因为它太精巧、太艺术化了。在动物 

世界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发声，因此又有自己的语言。表达同 

样的爱意，夜莺用甜美的畋声，狮子用大声的咆哮,野人用发情的 
狂呼,猫儿用呜呜的长嚎。每种动物都用自己的语g，都是为自身 

而不是为了人;对于一种动物自身，其表达就像佩恃拉克的歌声在 

他的劳拉听來一样悦耳动听! @任凭人怎么想像，夜莺也不是唱给 

人听，所以人也不会去学夜莺，通过学习夜莺而发明语a。假如在 

岩洞或森林里，有一个人像夜莺一样歌唱，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说，最早的人类语言是歌唱，那也是一种+呼5 

H拿f哗畔琴亨f寧辱+率年I _ np,就像夜莺飘_荡_在'空'中'的‘ 

唱只属干它和它的同^一样。这就是我们人类最早的有声语言。 
孔狄亚克、卢梭和其他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只答对了一半。他们 

认为，最古老的语言的韵律(Prosodie)和歌曲是从感觉的喊叫演变 

来的。感觉将生命力和崇高的情调赋予了最初的发声,这毫无疑 

问。但是,从纯粹感觉的发声中是决不可能产生岀人类语言的，即 

使是所谓歌唱的语言也不可能，因为这里还缺乏生成语言所必需 
的一个步骤，那就是每一种生物用它自己的语言迸行的命名活动^ 

我们听到，整个自然都在鸣响、歌唱，而人要运用其知性,把握其感 

觉，尽可能地运用其器官，才能形成自己的歌唱，他的歌唱可以说 

是一台汇集了所有自然声音的音乐会。这的确是歌唱，但它既不 

① 见弟布尼茨（人类理智新沦>第一卷第一章“论甸或论一蕺的语言”。——译汴 

② 佩特拉克（FmicescciPetr机h, 13U4—1374)，意大利抒悄诗人。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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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夜莺似的歌唱，又不是莱布尼茨所谓的音乐语言，也不是动物般 

纯感觉的喊叫，而是一切生物的语言在人类语声的自然音阶内获 

得的表达！ 
甚至当语言变得更有规律，变得单调乏味、秩序井然以后，它 

仍然一直保留着某神形式的歌唱，许多原始民族的语言里的那种 
重音（Akzente)就是证明。从这神后来得到完善、升华的歌唱中， 

产生出了最早的诗歌和音乐，这一点已为不少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本世纪有一个富丁-哲理的英国人考虑过诗歌和音乐的这一起 

源叱假如他不那么坚持从自己的系统出发，不把语言的精神排 

除在自己的研究之外，将诗歌和音乐最终合而#一，混然不分，以 

为二者共同产生自人类的本性，他本可以取得卓著的成就。由于 

古代诗歌的最佳篇章正是那一歌唱式语言的时期遗留下来的，所 
以我们看到，当人们理解最古老的诗歌、希腊人的悲剧和朗诵的时 

候，就会因不能忠实于原作和缺乏鉴赏力而犯许许多多的错误。 

要是有这么一个哲学家,他来到尚处于那一时期的原始民族中间， 

学到了他们的语言，能够读懂他们的作品，那就再理想不过了！否 

则，我们总是不能把握真实的图景，就像错把一块地毯反面的织纹 
当成了正面的图案那样！ Disiecti membra poetae! ^-在这个问 

题上t如果我们继续深入考察具体的语言现象，就会陷入困境而不 

能自拔.所以让我们还是回到人类发明语言的最初阶段。 

知性把语声铸成区分特征，语声于是成为词。这是很容易理 

解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事物铘会发声。那些并不发声的事物，人 

©指英阐人John Browrt及其箸作<关于诗敢和音乐的思考>(德文版J769 

年)0 —一译注 
②拉厂文.意为“一个被肢解的诗人的四肢r见贺位修《论讽剌>第1卷第4章， 

62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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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来的本领把它们变成语声，心灵怎么才能命名它们，使其获 

得符号？颜色、形状与它们的命名有什么关系呢？这类名称的产 

生与咩咩的叫声成为羊儿名称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超人起源说的 
捍卫者们对此有现成的回答：“这是任意的！为什么绿色叫‘绿’而 

不叫‘蓝’？这有谁能解释，有谁能在上帝的理智中找到原因？毫 

无疑问，上帝喜欢这样，仅此而已！ ”这一来，线索就被剪断了！所 

有关于语言发明艺术的哲学探索于是都成了随意杜撰的空中楼 
阁，每个词对于我们人类都是某神神秘的力量（qualitas occulta), 

某种任意的东西！也许人们有理由责怪说，我没有理解这里说的 

“任意”这个词。人类心灵对每一种行为都要了解它的起因，哪怕 

只是部分的起因，所以，认为一种语言未经任何选择，就从人脑中 

任意地发明了出来，这种说法对于心灵来说，不啻于肉体被死神的 

手抚摸所遭受的折磨。而且，一个充满感性的粗野的自然人虽然 

很强壮，但还很笨拙.能力还不发达，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急迫的 

原因，他不会去做任何徒劳无益的事情。所以，一种根据肤浅空洞 
的任意性创造出来的语言是与他的整个善于类推的本性相背的； 

一种完全任意地构想出来的语言，事实上也同一切人类心灵力量 

的类推原则格格不入。 

II.缺乏声音的场合 
好了，现在让我们转入正题。 

人何以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发明出•语言•？ •视觉和听觉扁词、 

香味和语声是怎样相互联系起来的？ 

事物和事物之间井不存在这种联系。那么，事物的颜色、形状 

等属性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我们的感性知觉罢了。而作为感性知 

觉，这类属性难道不会聚成一体么？我们拥有的是一种能思维的 
普遍的感官(ein denkendes Sensotium commune),只是在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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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受到触发。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此。 

所有的感官都以触觉为基础，而触觉将_ -神内在、强烈、难以 
言状的联系纽带赋予了极不同的感觉，以致从这一联系中产生出 

了极为独特的现象。我知道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的人可能是出 

于儿提时代的某个印象，会突然把某个音与某种颜色联系起来，或 

被某种现象触发了某种含混的感情；整个行为过程那么自然而又 
那么必不可免，跟迟缓的理性一点关系也没有。有谁能把声音与 

颜色、现象与感情作理性的比较呢？我们极不同的感官充满了这 

类联系，然而，只有当它们突如其来的时候，在病态的幻想中或在 
其它明显表现出来的场合,我们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通常的思 

想过程非常迅捷，感觉的波涛滚滚而来，混乩不堪——我们的心灵 

一下子承受了那么多的东西，因此，我们绝大多数的观念像似处于 
一个人在泉水旁昏昏欲睡的那种状态：虽然他听得见流水潺潺的 

声音，但是一切都那么模糊不清，最终还是让睡意带走了所有的感 

觉。假如我们有可能让思想的链带停止不动，把每一个联系环节 
都看清楚，那就一定会发现，极不同的感官形成了多么奇特的 

联想，多么怪异的类推！而这一切其实只是心灵很普通的运作方 

式。在•神纯理性的生物看来，我们人类或许就类似于某种疯 

狂的动物，虽然能够聪明地思维,但思想的联系却不可理解，形同 
白痴！ 

感性的生物通过许多不同的感官同时进行感觉活动。所以， 
对于感性的生物来说，这样的观念混合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感官 

不正是同了呼积极的心灵力量所具有的知觉方式（Vorstel- 

lungsarten)吗？我们_对之作出区分，但只是通过感官这样做,也就 

是说，通过知觉方式来区分知觉方式。我们花很大的力气学着在 

运用中把它们分别开来，可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它们在一定程度 

上仍然共同发挥作用。布封、孔狄亚克和伯尼特对人的感觉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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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区分'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哲学家在跟踪一条感觉线 

索的时候，不得不把其它的感觉线索放在一边，而在自然中，所有 

线索实际上属于同一幅织物！人的感觉越含混不清，彼此就越交 

混成一团；而越不善于运用某种感觉，越不会灵活明确地运用某种 

感觉，感觉也就越含混不清！现在让我们用这…观点来考察语言 

的起始阶段吧！由于那时人类还稚嫩无知，语言于是也很简单和 

纯朴！ 

人来到这世界上，他面对着那么多的事物；他要花多么大的力 

气去学着区分和辨认感觉，运用已知的感觉！视觉是最冷冰冰的 

-种感觉，假如它一直那样冰冷，假如它自一开始就非常清晰（经 

过许多世纪的努力和练习，我们的视觉已经变得这样了），我不明 

白何以人能使看到的东西也听得到。可是，大自然为此做了安排， 

给人指示了一条道路;在初始阶段，就连视觉也只是一种朦胧不清 

的_零，就像婴儿和曾经失明者的视觉那样。大多数可见的东西 

是活动的，许多东西在运动中发出声响，它们对于最初的视觉似乎 

更亲近、更直接，可以让人触摸到。这种感觉与听觉的关系非常密 

切。像“坚硬”、“粗糙”、“松软”、“毛茸茸'“细软光滑”、••多毛”、 

“温固”、“平滑”、[‘简洁”、“毛发短硬”等感觉，实际上仅仅涉及事物 

的表面而丝毫未及内里，当它们作为名称发出声时，好像就能让人 

有所感知。这类交混成一团的感觉一齐涌入心灵，心灵便不得不 

为之创造语,于是，心灵便有可能从混合的感觉流中抓住一个相 

邻感官的词。这样一来，所有的感觉，哪怕是最冷冰冰的感觉，就 

都有了名称。闪电本身并不发声t它是深夜的使者： 

①布纣(Georges ih Buffon, 1707—1788)，法国自然科学家，曾与他 

人今其（自然史乂44卷，1749—1即4年出齐。——译注 

伯尼特P2U — 1乃3).瑙士自然科学家、哲乍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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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刹那间照亮了天和地， 

市当人还没有来得及说，瞧啊！” 

它就落入了黑夜的深渊——11 

但如果需要予以表达，当然会有一个词产生出来。先是眼睛看到 
了闪电！由此产生的词通过某种中介感觉,就把眼睛对转瞬即逝 

的闪电的知觉传递给了耳朵。诸如“香味、声音、甜、苦、酸”一类词 

都发出声音，仿佛能为人感觉到；一切知觉最初不都正是那神含混 

不清的触觉么？关于感觉何以能够获得语音表达,我们在本文的 
第一篇里已讨论过，并视之为一台感知机器的纯自然规则，所以没 

有必要再作解释。’ 

至此，所有的疑难都可以归为以下两个已得到证明的论点： 

1. 一切感官都只不过是心灵的知觉方式，而只有通过亭兮, 

m,心灵才能形成明确的观念;与区分特征一道，便产生了 士卷心 

语言u 
'*2. 一切感官都只是了个旱的触感方式，在人类的童 

年阶段尤其如此;而根据感知规律,任何触觉都会 
自动获得语音表达，所以，一旦这种触觉明晰起来，升级为一个区 
分特征，■^作为外在语言的符号就产生了。这里，我们不得不作一 

系列特殊k思考：自然的智慧究竟怎样构造了人，使他能够自行发 

明出语言„以下便是主要结论： 

人从自然这位教师那里接受语言，完全是经由听觉,没有听觉 

他就不可能发明语言。所以，听觉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为他的中介 

感官，成为通往心灵的门径，成为所有其它感官的联系纽带。 

让我来作一下解释。 

1)面对吁坪印,學，听觉是人类各种感官的中介。触觉 

(D莎士比亚(仲戾夜之梦〉第一*第一场3——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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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自身的感官之内进行感知，视觉把我们远远地抛出在自身 
之外，而听觉在传递讯息的远近程度上恰好处在触觉和视觉之间D 
这对语言来说意义有多重大呢？假如有一种生物（就算它是有理 

性的生物〉把触觉当作首要的感官,那么它的世界会多么狭小！由 

于不是通过听觉感知世界，它或许会像昆虫一样去织一个网，但决 

不会利用声音构造语言！再假定有一种以视觉为唯一感官的生 
物，它观察到的世界便无穷无尽;它会被抛到离自己远得不可想像 

的地方，注意力会因无限多样的对象而分散得不可收拾！它的语 

言（我实在想像不出那会是什么样子）或许会是极为细腻的手势， 

它的文字可能是由颜色和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但它决不会有发 

声的语言！我们人却是会听的生物,处在上述两种生物之间：我们 

也看,也触摸，但被看到和感觉到的自然界对我们来说是发声的， 
它通过声音教会我们发明语言；而我们通过所有的感官，最终似乎 

成了以听觉为主的生物！ 

我们可以来体会一下听觉的便利。_了吁寧亭爭 

当然,听觉实际上只是重ktfsxkim 
声音，+而是只能发现和槙仿声音。但是，一方面近有触觉为 

伴，另-方面又有视觉相邻，这些感官联合起来，阻离把区分持征 
变成语声就不远了。这样，人所看到的，触摸到的，就都可以发出 

声来。通向语言的感官于是成为我们的中央联系感官，我们成了 

'' i) >碑荜而言，听觉是适中的感官，因此便是达到语 

言的首要感'官\ '触*觉'实在太含混不清了！它无力应付世界，不加 

区分地感知一切。依靠触觉很难确立一个区分特征，其感觉是难 

以言状的！ 

视觉则太明亮，它所提供的大量区分特征叫人眼花缭乱;心灵 

因此为现象的丰富多样所窒息，或许只能勉强区分出一个特征，日 



后却难以再度识辨。处在视觉和触觉之间的仍是听觉：来自触觉 

的所有交织成一团的含混特征都被弃置一边！来自视觉的所有过 

于细微的特征也被剔除在外。但是，被触摸和注视的物体发出了 

一个声音，这个声音集合起了触觉和视觉所感受到的特征——于 

是，这个声音就成了词语符号！也即是说，听觉从两个方面T手， 

使过于模糊的感觉变得清晰，使过于明晰的感觉变得舒适，这样， 

触觉含混的多样性和视觉清晰的多样性就分别达到了统一。fflf 

轉特了，轉轉f㈣轉，ifflp丰了。 ' 

*3) k+丰•听‘觉■也!强’弱中:d‘迹ui充当语言的感 

官。触觉太+富^^情，视觉则太冷漠；前者太容易使我们产生激情， 

后者让我们过于平静。而听觉接收的声音深入至我们的内在心 

灵，足以成为区分特征，但又不过分挑动心弦，以致失去明确的区 

分性。所以，听觉才是适合于语言的感官。 

要是语言出自粗糙的感官，它对我们来说就会过于简扼、单调 

乏味，让人不堪忍受;但要是语言与精微的视觉相关，它就会使我 

们的头脑乱作一团！谁要是只靠味觉、触觉和嗅觉生存，那他很快 

就会像蒲柏说的那样®,死于芳香；谁要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棱镜 

傻看，用不了多久就会失明。但我们却能长时间地倾听，并且边听 
边能用词思维； 

ff。通过听觉，人便构造成为语言的生物。 

-4)从f f来看，听觉长短适中，因此可以成为语言的 

感官。触i“作+用+是*突然的，它强烈地震动人的心弦,然而为时短 

暂，一跃而过;视鞏把整个世界同时展示在人的面前，数不胜数的 

物象和关系会吓跑初涉世界、欲创语言的人。但是请看，大自然 

①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国诗人。赫尔德这里引用的是蒲柏 

t人论Essay otr Man，1?33)中的说法P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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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言教师，却给了我们一份额外的恩宠，那就是听觉! 

听觉把声音一个接一个地传给心灵，从不让人厌倦,永远有更多的 

东西可以传递。所以，听觉是在实践着一种完整的方法艺术：它教 
会我们晖f ^fj^progresMV；!!有了听觉，人就能理解语言，发:明语 

言！.… 

5) 从|寧李毕㊅寧學来看，听觉也很适中，因此是语言的感 

官。触觉的作用非常含混，难以言状，而且也根本没有说出的必 

要；它只跟我们自身有关，是一种自私自利，自我满足的感官！视 

觉对于最早的语言发明者来说是不可言状的，而且也不需要立即 

得到表达；因为视觉所及的事物仍继续存在，可以用目光、手势等 

指示„听觉的对象却与:相联系，会很快消失，但它们通过运动 
发出声音;这种对象是可以言说的，因为它们必须得到表达，而由 

于需要得到表达,并且是平年旱爭f彳斧_毕，它H就可以言说出 

来。听觉是多么神奇的语_ ‘ + 

6) 从孝學上看，听觉同样适中，因此便成为语言的感官。触 

觉在人自始+至终是完整的：从生命的第一刻起，一个胚胎就像一个 

新生儿一样利用触觉。触觉是自然的基千，从它里面生长出感性 

最幼嫩的枝条；它又好比一个纷乱的线团，从那里面遂渐抽出心灵 

力量的所有纤细的发展线索但心灵的力量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呢？我们已经看到，其发展是通过听觉。自然用声音唤起r心灵 
最早的明确知觉，即，仿佛是将心灵从沉睡的触觉中唤醒，使它得 

以朝着更加细微的感性方面成长。假如视觉先于听觉得到发展， 

或者,假如心、灵的力量不是以听觉为中介感官从触觉发展起来，那 

么，我们的心灵就会因过于明智而一贫如洗，因分辨过细而愚蠢透 

顶！对于一个仅有视觉的生物（就算它是人），要想把它看到的东 
西加以命名，把冷漠的视觉与温暖的触觉即人性的基础统一起来， 

会有多难！这样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本性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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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发展道路，而且只有一条发展道路。所有的感官共同发挥 

作用，而我们仿佛处在自然这所学校里，通过听觉学习抽象思维, 

同时也学习说话;视觉随理性一道完善起来，而理性的成长则与命 
名表达的能力相关。所以，当人面对着视觉现象极为细微的特征 

时,实际上已拥有一些现成的语言手段和类似语言的手段。他正 

是通过语言的感官即听觉走出触觉，去发展能够产生更美妙的幻 

想的感官——视觉;这也就意味着，他学会了用声音表达用视觉观 
察到的和用触觉感受到的东西„ 

现在我也许可以综合起所有的线索，把通常称为人类本性的 
那一组织(G«webe)—举展现出来这完全是一种注定要造出语 

言的组织。我们已经看到，为了造就语言，人类积极的思维力量获 

得了足够的空间和领地，拥有适当的质料和形态、内容和形式；为 

了造就语言，人的感官适到好处地组构起来！人的思维因此既不 

过于明晰，又不过于含混；他的视觉和触觉既不过分敏锐，又不过 

分迟钝;他的感官既不嫌多余，也不显匮乏。一切都处于平衡、经 
济、相互补偿的关系之中，一切都经过有意的安排和配置：处处可 

见统一性和相互联系！处处都合于比例和秩序！这是一个整体！ 
一个系统(知stem)! —个具有悟性和语言、能够思考和创造语言 

的生物！在观察到所有这些事实之后，如果还有人想要否定人作 

为语S生物的定义，那他就根本不是要观察自然,而是打算破坏自 

然:他会因此而颠倒一切和谐一致的关系，彻底摧毁整个人类力量 

的美妙建筑;他的感性认识将受到蒙蔽,人在他眼里就不再是自然 

最美好的造物，而是一个充满缺陷和漏洞，既孱弱又病态的生物！ 
而如果他也完全这样来设想语言的话，当然就没有必要把人的机 

体组织和悟性视为语言发生的基础了。 

(D Gewebe (织物、组织)，英译orgamsmt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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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尔茨提出的娱悦理论'听觉的语言优于其它感官的 

语言=在此，我也可以跟着他的思路走下去，作一些比较轻松的论 

述。但那样的话，恐怕会离题太远，所以我们还是沿着貝己的思路 

继续讨论。 

1)语言越古老，越原始,从它们的词根里面就越能看出感官 

的相似性！ 
在我们自己相对晚近的语言里，我们把愤怒描述为视觉现象， 

或者视之为词根中的抽象物，比如通过眼里迸出的火花、脸颊的炽 
红等等來体会偾怒，也就是说，我们只是看到和想到这种情感。但 

是东方民族却能听到愤怒！他们不仅听到怒气冲冲的鼻息声，而 

且通过它听到了胸中燃烧的怒火和眼里迸出的愤怒的火花！这一 

切便反映在词的名称里面：鼻子成为愤怒这一意义的来源,所有表 

达愤怒的词和有关的比喻都令人想到鼻子发出的喘息声。 

在我们的语言里，用“跳动的脉膊”、“流淌的血液”等等来表达 

“生命”；而对东方民族来说，生命就体现在呼吸时发出的声音里。 

“人在呵气”，意思就是活着，否则就死了；从他们的语言的词根里， 

听得到亚当最早的生命的气息。 

表达“分娩”，东方民族与我们也不一样。他们的名称跟女人 

分娩时恐惧的叫喊或者动物抖动脐带的行为有关。这正是他们所 

见到的图景！ 
_‘曙光”这个词在我们听起来意味着美丽、光辉、清新，而东方 

的游牧民族却能在它的词根里感觉到第一道初升的日光;这迅速 

消逝、让人欣喜的日光我们恐怕从未见过，至少从未用触觉去感受 

过。像这类古老原始的语言里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使用这些语 

①指哲学家，教育学家苏尔茨(MannCeorgSuker, 1720—1779)的{论偷快和不 
愉快的感觉的起源）（柏林，1762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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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人们从听觉和触觉出发，对它们作了非常动人而又深刻的描 

述。如果能够把不同民族对上述概念的基本感觉解释清楚，那就 

足以说明我的论点，同时也就完全揭开了人类发明语言的奥秘。 
2)语言越古老，越原始，人的各种感觉在词根里面就越交织 

成一团！ 

打开最早最好的东方语言同典，一种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便 

扑面而来！最初的语言发明者必须把观念从一种感觉中强行分离 

出来，并把它传递给另一种感觉,而那些特别迟钝、特别冷漠或f 

别清晰的感官正是观念的主要来源。他必须利用一切感觉和声 

音，才能从中生成表达！所以，在词的根里面就出现了大胆有力的 

比喻，并且发生了从一神感觉到另一种感觉的义转:一个词千及其 
派生形式的意义会相互交叉甚至对立起来，构成--幅五色斑斓的 

画面。这种现象的起因在于人类心灵的贫乏，在于原始人身上各 

种知觉的汇合a原始人的那种自我表达的需要表现得极为明显， 
而旦，观念越不能为感觉和声音所把握，自我表达的需要就越强 

烈，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就没有理由再怀疑语言的人类本源性。认 

为语言另有起源的人，怎么来解释词根里面各种观念的混合现象 

呢？难道上帝的思想和词汇那么贫乏，不得不运用意义交混不清 

的词么？难道可以说，上帝那么喜欢夸张的手法与不合逻辑的比 

喻，居然把这种嗜好也带进了他的语言的词根里么？ 

所谓神的语言，希伯来语，处处都显露出大胆的夸张和比喻， 
看来东方人真要为自己的语言被冠以神的名宇而荣耀万分了a可 

是，对比喻的这种爱好并不是亚细亚人独有的，其它地方就见不 

到！事实上，字嘈哼炒序琴李吁亨郎寧準旱，只不过因各个.民 
族教化程度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特性而表零得不同^ 一个对感觉 

不作太多太精细区分的民族，或一个没有^身心地去寻求自我表 

达和创造表达的民族，当然不大会为难以表达细微的感情色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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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窘不安，或许他们会借助于不知不觉中形成的类似语言的表达。 

而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则在比喻中显示出其勇气，这样的民族可 

能在东方，也可能在北美。m是，最贫乏、最古老、最原始的语言无 

疑是在东方，在它里面，感觉的转移至为明显，比喻的用法根深蒂 

固。 . 

显然，要想为这样一神语言编一部词源词典，肯定非常困难！ 

一个词根有不同的意义，它们都从一个词义派生而来，自然也就应 
该归溯至同一源头；但这些意义是由含混不清的感觉、转瞬即逝的 

次要观念和同时发生的感知行为联系起来的，而所有这•切都发 

自心灵的深底，难以用规则来把握！此外，这些意义之间的联系极 

有民族特点，反映着一个生活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待定自然条 

件下的民族（即语H发明者）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所以，北 

方和西方国家的人们几乎不可能恰当_表达这类意义，不得不用 

冗长而又缺乏感情色彩的语句来转述。再者，这些意义本是生存 

所迫的产物,是在激情之中、在感觉的刺激下，为应付表达的不足 

而生成的；如今要想了解它们，就必须找回同样的情感，试问谁会 

有这份运气？！最后，在这样一部词典里,要把产生自不同时代、不 

，同动机和不同思维方式的词及其意义搜集起来，即无穷地扩大词 

的当前定义一这是一项多么哏难的工作！要具备多么敏锐的眼 

光,才能洞察育成词义的那神环境和条件;要有何等的判断力，才 

能对不同时代的意义作出不偏不倚的解释！我们的心灵要掌握多 

少知识，要达到多么灵活的程度，才能彻底了解那种野性的智慧、 

大胆的幻想和异时异地的民族感情，并用我们现代人的现代语言 

把这•切表达出来！然而，正是这样一项工作，不仅可以使我们熟 

悉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学和思维方式,而且将会照亮人类心灵中朦 

胧昏暗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概念与概念交错缠绕，极为不同的 

感觉相互生成,所有的心灵力量因迫于需要而聚成一体，尽其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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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现出全部发明艺术„这项工作如能展开，那么它的每一步都 

会是一个发现，每一条新的注释都会充分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自 

身。 
舒尔登斯(Schultem)关于希伯来语的探索为他贏得了声誉。 

他的每•个成果都证明了我所提出的规律。但鉴于许多原因，我 

不相信最早的人类语言(就算它是希伯来语)的起源可以被完全阐 

释清楚。 

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实不应该放过,让我来作一下 

说明。豪放粗犷的语词比喻源于最初的语言发明活动。但后来， 

在迫切的需要不复存在后，出于单纯模仿的嗜好或对古典时期的 

爱好人们不仅保留下原有的比喻和形象，而且予以了发展和提高。 

这样,就出现了语言发明之初根本没有的现象，即貌似崇高的荒诞 

不经，晦暗不明的词语游戏。在初始阶段，人唯有果敢刚毅的智 

慧，他很少有可能想去玩弄词语游戏，尽管在我们看来他像是在这 

样做。那是一种野性未驯的崇高的幻想，它用形象比喻的词语表 

达了原始人的感觉。而后来一代代浅薄的模仿者，他.们的运用既 

缺乏那样的感觉，也不再有那样的时机——唉，那只不过是一些失 

去灵魂的躯壳罢了！这就是所有近代语言的命运,而本来它们的 
初始形式却那么刚硬豪放。近代法国诗人不能大胆妄为，因为其 
语言最初的发明者从未有过大胆妄为之举;整个法语便是健康理 

性的散文，一开始就几乎没有诗人所特有的诗化语词' 但是/东 

方民族、希腊人、英格兰人以及我们德意志人难道也是这样的吗？ 

由此可以看出，一种语言越古老，其词根中大胆豪放的成分越多， 

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沒:有必要去追踪每一个成 

0)赫尔德认为源出于拉丁诺的法诺远不及希伯来、希腊、英、德等语言古老，故有 

此说。一译者 

58 



分的起源，因为远古时概念纵横交错，但到了后来，一个概念在运 
用中很少会被联想到本来的意义。最初的比喻萌发自说话的迫切 

需要，但后来，词被用熟了，其锋芒也磨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我们以为词仍旧那么富有魔力，能够把所有形象比喻的特点体现 
出来，那么，东方语言里许许多多生动有趣的例子就毫无价值可言 

了！ 
还有一点要指出。我们已经看到，最早的语言发明者运用了 

大胆豪放的语词，把不同的感觉并入一个表达，并且让概念毫无规 

律地交织混合起来。现在，如果要把这一切用界限明确的概念归 

纳为一些条律或一个系统，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疋在生长的语言 

还是很早就已形成的语言，其初始阶段发明词语的尝试都很少有 

可能用系统的定义来描述。天哪，我们往往只是想当然地为最早 

的语言发明者树起一些词语的偶像，而他们自己兴许从来就没有 
拥有过，在后来的运用中也从未膜拜过！ 

总之,要为最早的、原始的语言编一部词源词典,需要做的注 
释和说明简直是无穷尽的。 

现在我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论点： 

3) 一种语言越原始，各种感觉在它里面越是频繁地缠结混杂 

起来，对这类感觉就越难加以精确、逻辑的归整。在这样一种语言 
里,同义词异常丰富;虽然欠缺不少重要的东西，它仍有大量不必 

要的冗余成分。 

语言神授说的捍卫者处处都想发见神的秩序，但是在这里他 

们却几乎不可能成功，他们无法否试同义词的存在。®想否认同义 

词吗？好吧，让我们来看看阿拉伯人的语言：他们用五十个词形容 

狮子,用两百个词描述蛇，用上千个词表示剑；所有这些词的确有 

® 苏斯米希著作的——原注 

59 



r 

过细微的义别，可是后来都消失了，——既然这些词注定会死亡， 

为什么一度要存在呢？为什么神要发明一神不必要的词汇呢？据 

阿拉伯人说，这种词汇只有一位神的先知以其全部的知识才能把 

握。难道发明了一种词汇，然后又把它忘记，把它抛弃了吗？不管 

怎么说，这样的词-甲竟是同义词，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有许许多多 

其它的概念根本没有词语表达。为描述石头，发明了七卜个词，同 
时却没有词来表达一切必要的概念、内在的感觉和抽象;一方面充 

斥着无用的冗余，另一方面乂苦于极度的贫乏，不得不求助于大量 
的比喻和不合逻辑的词语，——语言被设计得这么糟糕，而有人却 

还以为这是神的安排！ 

然而，从人的角度迮发，事情就很容易解释了：日常罕用的深 

奥概念，获得表达的可能性很小，而常见的、通俗的概念则很容易 

获得表达。人对自然了解得越少，因缺乏经验就不得不从越多的 

方面观察自然，以致不能形成恒定专一的认识；先验的思考越少， 

感性的创造越多，同义词也就越丰富！如果只是在领域里，为 
哼了个事物创造表达，那么，创造得越多，区分得越“/同义词也就 

那样的表达最终将汇合起来，语言会成为一片词语的汪洋。 
任何词都不能随便抛弃，因为哪些可以抛弃，哪呰应当保留呢？对 

于拥有它们的部落、家族、诗人来说，所有的词都是常用词。所以， 
就像有位阿拉伯词典编撰家说的那样，他的语言里有四百个表示 

悲惨的词，而他必须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这在他真是四百倍的不 

幸！ 一种这样的语言，既可以说很富足，也可以说很贫困；它本來 
可以省却许多同义词，可是发明它的人没有计划得很周到^ — 

那么不完善的语言，那么笨拙的发明者，会是上帝么？ 

所有原始语言里的类似现象都可以证实我的论点：它们在一 
些方面很奢侈，在另一些方面又很匮乏，只不过每种语言都有特殊 

的表现方式。阿拉伯人有那么多的词描述石头、胳驼、剑和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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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天天与这些事物为伴！），而锡兰人却甩大量的词来表示奉 

承、头衔，喜欢使用富丽堂皇的表达，这当然是由其民族性格决定 

的。锡兰语里，单是表示“闺房'就因女子身份地位的不同而至少 
有十二个名称。看来在这方面,我们这些粗野的德意志人不得不 

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根据身份地位的区别，“你”和"您”有八种形 

式，不论一般劳动者或是宫廷大臣,都受其约束。奢侈似乎成了语 

言的形式特征。在暹罗.有八种说“我”和4‘我们”的方式，这取决于 
主人对仆人说话还是仆人对主人说话。加勒比的土著部落几乎把 

自己的语言分作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两种:最普通的事物.如床、 

月亮、太阳、弓，都有两套名称，同义词多么丰富！可是他们表示颜 

色却只有四个词,这又多么贫乏！休伦人(Hunmen)有两种动词形 

式，一种用于有生命的物体，另一种用于无生命的钧体，所以看见 
一块石头的“看”和看见一个人的“看”在他们始终是不同的表达； 

而这祌区分涉及整个自然世界，语言又怎能不丰富！ “使用”自己 

的财产和“使用”交谈对方的财产也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言怎能不 

丰富！在通用秘鲁语里,性别的区分非常特别：弟弟（哥哥〉的姐姐 
(妹妹)和昧妹(姐姐）的姐姐（妹妹），父亲的孩子和母亲的孩子叫 

法完全不一样；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却没有真正意义的复数！每一 

种这样的同义词都与特定民族的习俗、性情和起源相关联，但不论 

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冬李增呼李寧行兮彳寧。由此我们可以过渡到 

又一新的论点： 

4)人类心灵在精神王国中的任何抽象，都是由一定的时机促 

动，通过感官的激发而形成的,所以，任何语言也都是通过声音和 

感觉而形成的一神抽象。语言越原始，抽象的东西就越少，感性的 
东西则越多。 

在这个无边无垠的领地里，我仍旧只能选取几个例子。 

东方语言的整个结构i正明，它们的抽象形式最初无一不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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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东西！ “精神”本是风、呼气、夜里的暴风雨；“神圣”本义为隔 

绝、孤独；“灵魂”即气息、呼吸;“愤怒”即鼻子发出的哼响，等等。 
换言之，更一般的概念是后来经由抽象、智趣（WUz)、幻象、比拟、 

类推等途径构成的，而在语言最深在的内里根本不存在任何一般 

.概念或抽象！ 

在所有的土著民族当中，情况都是如此，尽管其文化有所不 
同。在巴朗托拉(Barantok)®的语言里，没有“神圣”这个词；霍屯 

督人(Hottentotten)®则没有一个词表示“精神”。世界各地的传教 

士都抱怨说，基督教的概念难以用土著人的语言来传达;其实这些 

概念本身也并不是经院哲学的教条，而是普通理性的普通概念。 

我们只要让土著人，或者让欧洲一些民族如拉普人、芬兰人、爱沙 
尼亚人把一篇布道词用他们不发达的语言翻译出来，再浏览一下 

这些民族的课本和词典，就可以体会到上述因难。 

如果我们不相信传教士们的话，那么就来读一下哲学家的论 

述吧。例如孔达米尼(de la Condamine)讲到过秘鲁和亚马逊河流 

域的语言，莫白迪讲到过拉普兰的情况气像时间、延续、空间、本 
质、材料、机体、德行、正义、自由、感激等一系列概念，秘鲁人并不 

是用理性来说明，从概出发进行推导，相反，他们是用行动来证 

明自己具有德行。观念若未被用作明确的特征，便没有相应的词D 

不论在哪里，只要发现语言里有这样的词，我们也就发现了语 

言的起源。俄罗斯民族的教会语言绝大部分是希腊语；莱脱人 
(Letter*)的基督教概念用德语的词表达，或者是把德语的概念化 

为本族语。当一个墨西哥人想要表达可怜的罪人这一概念时.就 

® 吋能是指印度的巴朗河（印度河的支流)一帶。——译注 

®西南非洲的一个游牧部落，其®言属科依桑语系-—译注 
® 莫白迪1736年写过一篇关于一次拉普兰旅行的报道，题为(ife地貌>。-一-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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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一个跪着忏悔的人；三位一体在他的想像中就是三张戴着面 

具的脸„我们知道,绝大多数抽象的表达通过哪些途径进入我们 
的科学语言，进入神学、法律和哲学等等。我们也知道，经院哲学 

家和辩论家往往不能用他们的语言的词语进行论争，而不得不向 
其它语言寻•求概念武器（如Hypostasis [ S^ooiiatos, “本质”]和 

Substanz [Eftoiouatos, “实体”]);这样的概念正是在那些语H里获 

得抽象和磨砺的®。我们的全部心理学，再完善、再明确，也没有 

任何属于它自己的同！ 
以上所述鄣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即使是最狂热的空想家也看 

到，他们从自然界、从天堂和地狱里发现的那些新秘密不能不用形 

象和感性的想像来描述。施维登伯格不得不让他的天使和精灵开 

动所有的感官高明的克罗普施道克可以说是施维登伯格的最 
大敌_歹吧®,但他也不得不把天堂和地狱建筑在感性材料的基础 

之上。黑人感觉到，他的神是从树梢上降临地面的；欣格尔人 

(Chingulese)则从森林的响动中听到了魔鬼的脚步声。我本人在 

钻研r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中的部分抽象形式后，惑受到了人类精 
神极为特别的发明艺术。我们考察的对象广泛得不可思议，但其 
原因始终是同一个。当一个土著人想到，某个物体具有精神，那么 

他一定是从一个感性的存在中抽象出了精神。差别只在于，抽象 
活动有极不同的类型、程度和方法。任何一个民族的语S,其词汇 

不多也不少，都是通过从感性中学着抽象而产生的。最简单的例 

① 公元352年，在亚历山大的神学家阿琉斯（Arms, 256—336)与主教阿萨那修 

斯(Atlmnasijs, 296—373)之间燔发了一场争焦点是:基督本质上类似丁-神，还是本 

质上等同于神，质和“实f是那场争论的中心概念。——谇注 
② 施维登伯格（Emanuel von 1688—1772),瑞典0然科学研究古^ 

道灵论者，写有（天堂的秘密>(1749—175(5)。——译注 

③ 兑罗西施道克（Friedrich Gott:ieb Kk>pstock，1724—1B03)^ 德国诗人t IE掩运 

动发起者之一，这iK指其史诗{救並主K——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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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数词，毫无疑问，数词是很容易的抽象^绝大多数土人的语言 

不管多么丰富、优美和发达，只有寥寥几个必需的数词；腓尼基的 
商人因需要而发明了计算术,牧人因为要清点牲畜,也就学会了计 

数。一个狩猎民族如果从来就没有太多可数的东西，碰到一支军 

队就不知道如何表示其数量，只能称为“多如毛发”！试问有谁能 

数清楚呢？ 一个从未数过那么大数目的人，哪来相应的词呢？ 

精神创造并改变了语言，留下了上述种种痕迹，睢道我们可以 

不顾所有这些痕迹，到云雾中去寻找语言的起源么？哪个词能被 

证明是上帝发明的？哪种语言里有这样的一騄概念，是人从天上 

获得的？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吗？有100 000条根据®，证明语言源 

出于人类心灵,证明语言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有无数 

的事实证明,在所有的民族、国度和环境里，语言都萌芽于理性之 

中并随着理性的成长而成熟起来！谁能对世界各民族的这一普遍 

的心声充耳不闻？！ 

让人吃惊的是，我认为最合于人性的那些事实在苏斯米希先 
生看来恰拾完全出自神的安排，他说：“至今还没有发现哪怕是一 

种语言，完全不能适合于艺术和科学可是，这个事实岂不是说 

明，任何语言都与动物无关，任何语言都只属于人？哪里有完全不 

适于从事艺术和科学的人呢？这难道也算是一个奇迹么？或只是 

一件最普普通通的事，只因为他是人？苏斯米希又说：“所有的传 

教士都能与最不开化的土人对话,并且说服他们信教;这一^如果 

没有预先的安排,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的语言一定含有某些抽象 

的概念'等等。如果这是事实，难道也能证明上帝的安排么？这 

不正说明，当人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构成抽象的词？哪个民族的语 

■II “100 000条根据_’，修订拫改为“上百条根据％——译注 

® 见苏斯米希著作S .11.—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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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电能找到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它自己构成的？难道所有民族 

的柚象概念都一样多吗？传教上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同样自如 

地表达吗？根据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报道，情况恐怕正相反吧? 

除非使新的概念适应于当地人的语言，否则传教士怎么才能表达 

自d的意思呢？这种适应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是一样的吗？ 

关于上述事实，可以提出的证明实在太多了.而结论恰恰是苏 

氏所不希望看到的。正是由于人类理性离不开抽象，每一步抽象 

又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才必须包含在每个民族的抽象概念之中， 
即，语言既是理性的丁.具，也是理性的映像(Abdruck)。但是，每- 

种语言里的抽象概念既不多于、也不少于一个民族的能力所及；并 

且，任何一个抽象概念都是经由感官形成的，在一开始无非就是感 

性的表达,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是出于神的安排，语言从头 

至尾完全是人的属物。 

5)最后，语法即关于_ •种语言的哲学，同时也即语言运用的 

方法，所以，语言越原始,其语法就越少,而最古老的语言仅仅是一 

部自然的词典。 

让我来作一些说明： 
1) 变格变位不过是对名词和动词的用法所加的限定或缩简， 

因数M、时间、情态和人称而有不同。一种语言越原始，它在这方 
面受到的限定就越不规则，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显示出人类理性的 

成长。没有语法即运用艺术的话，语言就仅仅是一部词典。 
2) 动同先于名阂产生，名词完全是从动词抽象而来的，所以， 

在语H发明之初，人越不善区分、整理概念，变位形式就越多。东 

方语言的变位形式多么丰富！但实际上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变位， 

动词只是在各种变位之间移来挪去。这神情形是极为自然的c跟 

人关系最密切、对他的语言影响最大的，便是他需要表达的对象 

-—行为、活动、事情等等，因此，最初他必须一一应付那么多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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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动、事情,其结果是，几乎每一种状态都被賦予了新的动词。 

4‘在休伦人的语言里,一切都发生变位。一种无法解释的艺术使动 

词区别于名词、代词和形容词。普通的动词有双重变位，一种用于 

说话人自己，另一种用于所有其它对象。第三人称分阴阳两性。 

至于时态，有类似于希腊语的细微差别，比如讲起一个在陆上和海 

上旅行的故事，就要有种种不同的表达。主动态变化极多,取决于 

行为所涉及的事物，例如动词‘吃’随着每一种可食的东西变化。 

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其行为的表达有所不同D使用自 

己的财物和使用交谈对方的财物，也有不同的表达……。” ®式、 

时、性、人称、状态,等等,等等,想一想动闻的所有这些丰富多样的 
变化吧,要花多大的力气,要有多妙的艺术,才能把它们适当地区 

分开来，从本无语法的词典中构造出一定的语法！莱瑞神父为巴 
西的托皮南布人（Topitiambuer)编写的语法便可以作证。人类心 

灵最早的词典是一部生动的叙事诗,记录着有声的、行动的自然， 

所以，孕尋:f 企图把速部叙事诗 

变成更规律的历史=在一片混乱无序之中，心灵用真正的动词迸 

行着辛苦的探索，这种混乱无序对于诗歌艺术是取之不竭的源泉， 

经过整理后则成为历史丰富的限定形式，而最后又可以用于公理 

和论证3 

3) 一个直接模仿刚刚消逝的自然音的词，意味着过去的行 

为，因此过去时是动词的基础；但在初始阶段，过去时几乎也用来 

表示现荏。先验地看，这个事实很奇特，没有办法解释。照理说， 

现在时应该最早出现，在所有较晚形成的语言里便是如此，从这些 

语言的发明史来看也没有别的可能。但是，对当前的存在可以把 

®这段话可能引Ei沙莫诺的<体伦语语法〉。1744年，沙勒瓦在<新法兰西史话》 
里E提到当时尚未出板的这部语法书^ —译注 



它指示出来,而对过去的事情却必须加以叙述。叙述可以用许多 

方式进行，同时，迫于寻找词的需要，人最初也不得不采取多神多 

样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所有古老的语言里都有许多种过去 

时形式，而现在时则只有一种，甚至一种也没有。进入开化时期 

后，诗歌和历史会对这种现象非■常高兴，但哲学却会为此而伤心， 

因为它不能容忍任何混乱无序的东西。在此，休伦人、巴西人、东 
方人和希腊人又一次表现得十分相似：处处在在都可见人类精神 

发展的遗迹！ 

4) 在所有近代的哲学语言里，名词的变化比动词更加细微， 

但动词受到更规律的限定^因为这类语言从一开始就能冷静地区 

分现时的存在和过去的事情，而不像古老的语言那样，起初非常含 

混不清,缺乏规律，摇摆于现实和可能之间。至于对名词，人们遂 

渐地习惯于区分，用冠词、数、格等等加以限定。但古老的语言发 
明者却不是只想表迖“可能已经做了什么”这一个意思，而是想要 

—下子表达出所有的意思：是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怎样做的， 

在什么地方做的^于是，名词便有状态之分，动词的每一人称都与 

格相关联，并通过前缀和后缀来区分；动词与副词、动词与名词等 

等全都混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一样样地区分出来了：从 

吐气音中发展出冠词，由附加成分发展起人称形式,从前加成分中 

产生出式的标记或副词;词类分化了开来,语法便逐渐形成了。语 

法作为说话的艺术，作为语言的哲学，就是这样缓慢地、一步一步 

地,历经干百年而形成的；第一个想到真正的语法哲学和“说话艺. 

术（！r的人，一定深思熟虑过语法在各民族中间逐阶段发展过来 
的历史。假如我们真能构思出这样一部历史，该有多好！虽然偏 
差在所难免，它仍能反映出语言的人类性。 

5) 然而,―神语言何以完全没有语法也能存在？为什么有的 

语言可以仅仅是图像和感觉的简单汇合，而没有任何相互联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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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关系？回答都是：这就是活生生的语宫。？岛度协调--致的f- 

势、表情仿佛规定了…定的节奏和限度，词汇屮含有的大最描述成 

分(Bestimmtmgen)起到了语法的作用。让我们看看墨西哥人的古 
文字吧！他们画出来的纯粹是单个的图像；要是没有一个图像能 

确切地表达意思，就把若干图像用线条连起来，这类联系必须从他 

们的整个生活世界来推想或预卜。那种从单个的符号来推测上下 
义的占卜术，现在只冇个别聋哑人在从事了3但占卜术或推测符 

号关系的本领本5也是语ri的一部分，人们从小时候起在学语言 

的同时就学到了它，肘随着传统的代代相续，它变得越来越容易， 

越来越完善；另一方面，这种本领越简单昜学，就越没有价值，而语 

法也就越多。这正显示r人类精神逐阶段的发展！ 
例证之一-是拉鲁贝尔（La Loubere)龙于逼罗语的报道。遥罗 

语曾经受到东方语言的影响，至今它的词语联系方式仍类似于东 

方语言。当一个M罗人想说：“假如我在遥罗，那我就满足了”，可 

是说出来的句子却是：“如果我是（Sein)暹罗城，我的心就充满 

了。”当他想要祈祷时，必须这样说:“我父，[对于]我们[你就]是h 

夫！[以]神的名字[起誓，我们]愿意蚤洁所有之地”，等等。像东 

方语a—样，这种词语联系方式跟墨西哥人的图画文字没有什么 

不同，听起来仿佛是在笨嘴笨舌地学说外国话! 

6)在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某种特殊的现象，苏斯米希先生也 

曾误认为那基上帝的安排。这种现象就是:利用细小的发音区别• 

来使词义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土著人都拥 

冇这一技巧。例如戛齐拉索+德•维加（Garzilasso de Vega )报道的 

秘鲁人，孔达米尼述及的巴西人，拉0贝尔笔下的遍罗人，雷斯耐 
尔(Rcsnel)®介绍的北美人。另外，我在…些古老的语言里也发现 

® 修订版作ResoeL——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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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技巧,例如汉语和东方语言，特别是希伯来语;在这些语言 

里面，一个微小的音、一个重音或吐气就会改变整个意义„这一切 

我认为也是非常合乎人性的，反映了语言发明者曾经陷于贫乏的 

困境，并为摆脱困境而采取了权宜之计！他们本来需要的是 
ifj，但由于他们的头脑还空洞无物，难以做出适当的发明，便 

了类似于词的f-段，比如可能只是变化一下吐气。这可以说是一 

种节省规律，对于他们起初还飘忽不定的感觉来说，这一规律是很 

自然的，而对于他们强有力的发音来说，这一规律也是很方便的。 
但如果是一个异族人，其听觉自幼并未习惯于这类在嘴里只发出 

一半就停住的咝嘘声，其语感也就不免迟钝冷漠，所以，对他来说， 

节省和应急的规律反而招话变得不可理解、莫名究竟了。一种健 
全的语法在语言中起的作用越大，节省规律存在的必要就越小。 
显然，当最早的语言发明者非常需要某种东西的时候,他一点也不 

知道怎么正确地去做，这恰恰也表明，语言不是上帝发明的。 

7)最后，语言借助理性向前发展，而当语言迈出了學 

乎后,理性也借助语言而'不断进步，这是至为明显的事实J 

品如诗的产生，文字的发明，一种又一种文体的形成，所有这些都 

推动了理性的发展„哪里没有冬苹兮#哇序,,哪里就不会有理 
性的进步，新词就发明不出来，““式也不可能推广开 

来。随着诗歌的产生，就有T韵律，就可以选择最有力的词语和辞 

格，可以使形象更加生动、更有条理；隨着历史的产生，时代便被划 

分开来，表达也愈益精确；随着演说家的出现，语言中便构成了套 
叠的长句（Perioden)。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也只能由人 

类心灵來造就。对于人类心灵的这神生成活动（Hervorbringung), 

对J1人类心灵的谊种旺盛的生命力（Fruchtbarkeit)，我们怎么可 

以限定它们的作用范围呢？难道可以说，人类心灵就从此时此地 
起开始发挥作用，而在这之前毫无作为吗？既然它能发明最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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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难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发明出最容易的东西呢？如果它能完 

成这件亊，那它为什么不作尝试，为什么不开始呢？实际上，李if 
I，轉卩轉轉样啊—喻 
k、•喑•哑•的•人i内在的深® _4拥有着这个词，同时也•确确 

实实拥有着理性。 - 

以上，我试图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证明人类发明语言的能力：> 

i ‘««準V岑■。‘后二-i又‘包’括.两•个方.面.的.考i :二■方W, 

二t刀言“&“造成分;另一方面，对象是语言与理性一同发 

展起来的全部过程。任何人,只要他不想否认人有理性，并且懂得 

什么是理性，只要他就语言的要素作过哲学的思考，只要他冷静地 

观察过地球上各种语言的属性和历史，那么他对人类发明语言的 

能力就不会有片刻的怀疑。我想，对此已没有必要再多加说明。 

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这是一个比任何哲学论证都清楚的事实；而 

古往今来各种语言、各个民族的外在相似，其确凿可信的程度也可 

以同最真实的历史事件相比。不过，考虑到一切可能会有的异议， 

同时为了使我们的论点能够在表面上也像哲学真理一样明确无 

误，让我们再从所有外部事件、从人类本性的相似出发，来证明人 

发明语言,并且弄清在什么条件下人能最有效地发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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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人在何种情况下必须发明语言 

和能够最有效地发明语言 

大自然从不造就任何徒劳无益的力置。如果她不仅赋予了人 
类发明语言的力量，而且使这一力量成为人类本质的区分特征，成 

为人类优先发展方向的动力，那么很明显，这一力量就是一种积极 
活跃的能力，它必须有一个供它发挥作用的领域。当人带着构造 

语言所必需的自然禀陚迈入世界之时，有一些条件和因素立即促 

使他去发明语言„现在就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这些条件和因素。 

由于这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很多，我想按照人类本性所循的若干主 
要规律来进行归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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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自然规律 

人是一个自由思维、积极行动的生物，他的力量在持续不断地 
发挥作用，正因为此，他才成其为具有语言的生物！ 

人赤裸裸地来到世上，他是一种缺乏本能的动物。就此来看, 

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没有任何天生的含混本能，会 

把他引向一定的自然习性、活动范围和生存可能;没有任何嗅觉会 

告诉他，有些植物可以充饥;也没有任何盲目的、机械的内因，使他 

得以建造起一个巢穴！他孱弱无能，面对着的却是讥饿和来自四 

面八方的危险，同类的相互残杀、猛兽的坚牙利爪等等，以致无时 
无刻不与死神为伴;他就这样孤立无援地生存着，没有从造物主那 

里得到任何直接的教导，任何有用的启迪，总之，他是一个十足的 

弃儿！ 
但是，以上描绘的生动图景并非人的完整形象，而只是他的一 

部分表面的形象;而且,即使视之为表面形象，仍有不真实之处。如果 

说知性和悟性是人类的自然禀赋，那么,随着较弱的感性和极度贫 

乏中的需要的表露,知性和悟性也必然立即自我表现出来。所以， 

作为一种缺乏本能、道到自然遗弃的可怜的生物，人从#初的一刻 

起就已是自由行动的理性生物,他应该自我帮助，舍此绝无t途。他作 

为动物所具有的一切缺陷和需要，促使他以自身的全部力量证明 
自己是人。我们时代的新哲学真称得上是动物的恩主®,这种哲 

® 指卢梭的有关学说。_■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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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为，人由于未能形成更完善的动物能力，作为补偿才形成了更 

弱小的人类能力。然而，人的能力是人所固有的，根本不能与动物 

的能力相比较。正如蜜蜂的使命在于啜吸花蜜和建造蜂房，人的 

全部行动的中心和他的心灵力量的主要方向就在于知性活动，在 

于人所独有的这一特殊使命。 

如果可以肯定，即使是最基本的知性活动也离不开词语符号， 
那么,f fT*(Besinnung) 

或i^，这第一个明确的思考行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或 

许，更多地从哲学上着眼的话，我们可以接受布封的看法：人的悟 

性力E是逐渐形成的。但我们不应忘记，从面对宇宙的最初一刻 
起，人就已经是人时不是动物；尽管他还不是处处有意识地思考的 

生物，但已经具有悟性。人决不是一台笨拙迟钝的机器，应该行走 

却因为四肢僵硬而不能行走，应该看、听、尝，却因为眼昏耳塞？;•木 

而不能做到。对此尚有疑惑的人们应该想一想：人并非来自柏拉 

图说过的洞穴，来自一个黑暗的囚室，在那里，他从生命的第一刻 

起就虽有眼睛而终年看不见阳光，虽有健全的四肢而永世不能动 

弹®。正相反，人是自由的，携着世界上最美奸的稟赋来到自然之 

中；他的各种力量和生命力处于最新鲜旺盛的状态，从一开始就已 

积极地准备好发展。当然，人身上的这些初始的要素一定为造物 
的天道（die schaffende Vorsicht)所操纵但是哲学的任务并不 

在于解释这呰要素中的不可思议之处，正像哲学也无法解释人的 

创造一样。在哲学上可以接受的是人的这样一种初始状态：他的 

行动是自由的，他完全意识到了自身健全的存在。 

0 见帕拉田（进第七#s——译注 
© 参考■英译：Creative Providence；。-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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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可以把前面说过的内容联系起来了。我们说过，人这 

部机器在一开始是以完整的形式进行感知，从混沌的感觉上升至 

有意识的思考；那时，感官并非分隔存在，单独作用，像形面上学的 

分析以为的那样^听觉是介于视觉和触觉之间的感官，人对第一 
个明确的区分特征的知觉不仅与视觉、触觉相关，也与听觉有关。 

筚，平# ♦自.―在•催V’着■人:迫k kkk sew 

矗官■，:法长为人。语言便是从这种状态开始形成的，而 

这只是人类心灵迈出的第一步，以后的每一步都使语言得到了新 
的发展。 

下面我要对贯穿在自然进程中的这一伟大的规律作进一步阐 

述。 
动物的思想联系可能含混，也可能清楚，但却不明确（nicht 

deutlich)。例如在生活方式和神经构造上最接近于人类的动物类 

型——走兽，常常表现出有许多的记忆，在有些场合它们的记忆甚 
至比我们人类还好。但这种记忆始终只是感性的。没有一种家畜 

的行为可以证明，它的记忆曾经起过改善整个种属状况的作用，或 

曾经将经验普遍化,以利日后再度运用。狗无疑认得人打它的动 

作，狐狸也知道要躲开猎人设下的可疑的圈套，但它们都缺乏某种 
概括的反思(Reflexion),所以不能永远摆脱人的威胁动作和诡计。 

这意味着，它们的感性经验始终局限于个别、具体的场合，它们的 
记忆会成为一个由不断发生的感性事例组成的序列，但这些事例 

从未由思考联系起来。由此形成的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合成，缺乏 

明确的统一性；是一个由一•系列生动、清楚的感性表象（Vorstei- 

kmgen)堆成的梦，缺乏一条清醒明白的规律，能把这个梦理出头 

当然，不同的动物种类也有很大的区别。动物活动的领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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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感性的本领越强，艺术能力和生活方式越单调，通过经验可以 

观察到的进步就越微小。蜜蜂不论在幼小时还是投大以后，不论 

在世界末日还是在创世之初，都以同样的方式建筑巢穴。这类动 

物的本领体现着光明美好的上帝射出的火星，但永远只是单独、分 
散地发出光亮。一头经验丰富的狐狸的确不同于初次遭到猎捕的 

幼狐，它事先就已知道猎人的许多把戏，力图躲避幵去。可是，它 
是怎么知道的呢？它怎么试着躲避呢？是因为经验直接告诉它要 

这样行动，仅此而己。在任一场合，它都没有进行明确的反思^即 
使最狡猾的狐狸,今夭不也会像被世界上第一个猎人抓住的狐狸 

那样,落入人的圈套吗？在人身上，显然是号了呼_零寧-辛享呼 

葶呼亭巧序手呼學學，那就是增f (Besonnen“)/M4Bll®i4 

i士4^4忐+士4着作用,m糸过不易为人察觉。人初人世界 
之时是最无知的生物，但他马上就开始接受自然的教化，而这在所 

有其它的动物都做不到。他不只是每天都在学习，而且是每一分 

钟都有收益，从每一个思想中获得启迪。人类心灵的本质特点就 

是：人决不是为当前的一刻学习，而是把一切都与他已知的东西联 

系起来，或为将来的联系而贮存起来。换言之，人类心灵在不停地 

考虑它已积聚的东西和进一步要积聚的东西，它是一种永不歇止 

地进行着积聚的力童。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的一生，直至死亡。人 

似乎永远不是琴擎卷+，他始终在发展，在进步,在完善n —种活 

动通过另一神44“士提高，后来的活动建立在先前活动的基础 

之上，从旧的活动中发展出新的活动。岁月无情地流逝，我们只能 
根据一狴明显的特征来区分年代和时期；假如人不仅能意识到自 

己已经长大，而且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成长，那么，年代或时期就可 

以分为更小的时段，并且可以一直划分下去，直至无穷。不管我们 

年纪多大,我们都是从童年生长起来的；我们始终处在运动之中， 

从不停息，从不满足。我们生命的本质就在于永不满足，不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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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除非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杏则我们就不能算是完整的人。与 
此相反,蜜蜂从建造第一个蜂房之时起，就已是完整的蜜蜂。 

无疑，这种不断完善的规律或凭藉悟性而持续进步的规律在 

任何时候都起着作用，只是其作用并不总是可以察觉。但不大容 

易察觉,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吧？人在梦中、在思想的梦境里不像 

清醒时那么条理井然，概念明确,但他始终是作为人在思维；作为 

人，他或许处在过渡状态之中，但他从不完全像动物那样思维u即 
使在梦中，一个健康的人也像清醒时那样，其思想有一定的联系规 

则，只不过可能与清醒时不是同样的规则，或者虽是同样的规则， 

但并不始终如一地循守。其实，像梦这样的例外,更不必说疾病和 

非自然的状态、昏厥、疯_等等，恰恰证明了上述主要规律的有效 
性。并非每一心灵活动都由自觉意识(Besinmmg)直接导致，但每 

一心灵活动都是悟性的结果。假如人不是完整的人，不按照上述 

自然规律思维,他的任何心灵活动都不可能获得表达S 

然而，没有心灵的词语，人类最早的自觉意识活动就不能成为 

现实;事实上,f寧而荦f 

华㈣if轉 

‘‘ 是否意味着人的最含混不清的感觉即触觉也要有 
相应的词，或只能通过词来感知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荒唐 
了！可以证明的恰是其反面：仅仅通过含混的触觉而感知到的东 

西，是没有任何词能够表达的，因为那样的感觉缺乏明确的特征。 

就任意的语言而言，人性的这种最初的感觉基础是无法亍以表达 

的。但是，基础不等于人的完整形象，正如底座不等于整个離像。 

难道人本质上仅仅是一只依靠含混的触觉生存的牡蛎吗？坯是让 

我们来考察一下人的整个思想过程吧。 
人自始至终拥有悟性，而悟性从整体上说，在任何状态之下都 

是自觉意识，或可以为自觉的意识所把握；在人身上，触觉并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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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治地位，他的半性的支柱是更楮微的感官即视觉和听觉，而正 

是视觉和听觉源源不断地为他造出语言。所以，整个说来： 

枠㈣柯料㈣挪料，料科4、辦 
fif fUtpaSo. 

‘ 最最昏昧的梦想家或野人，最抽象的先知或一个梦 
游的单子（Mcmade),才会完全不用词语而思维。甚至在梦中或在 

疯子身上，我们也看到，人类心灵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状态。虽然 

下面的说法听起来有些大胆，却是千真万确的：人用知性进行感 

知，边思维边说话u人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思维，每个思想在不知不 

觉中都与过去和未来紧密维系，因此， 

V®. 
人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感'官，运A的金^、是在视觉和听觉上：前 

者形成IX分特征，后者将声音赋予区分特征；而隨着感官日益熟 

练、精微的运用，语言便遂渐优雅起来。人又可以自由地运用其心 

灵能力，运用的重心是在悟性上，并且不能脱离语言；而隨着悟性 

曰益熟练、细腻的运用，语言也就慢慢完美起来。所以，亨f冬宇 

’当人•类•心’灵竭■尽•全•力’征•服•困厄•险kl 士*»自我表达之时，谁 
能知道它的力量的范围有多大呢？人类心灵通过持续不断、内在 

交织、丰富多彩的发展而逐渐趋向完善，但对于它可能达到的完善 

程度，有谁能够估测呢？由于一切心灵活动最终都要获得语言表 
达，-个人必须为其语言积聚多少东西啊！最早的人视觉不灵，更 

不会发声，但他用所有的感官学习，接受整个世界的教化；如果他 
在孤立独处的状态下不得不创造一种简陋的语言，那他要使自身 

变得多么丰富，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他能享受些什么呢？大自然 
没有赋予他足够的嗅觉，以区分对于他有益的植物和有害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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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必领试着去尝，用舌头分辨什么是可食用的，就像欧洲人在 

美洲的动物中间^(见察到的那样;通过这样做，他注意到植物的特 

征，同时也就积聚了语言。他没有与狮子抗的力童，因此他必须 
躲避狮子，远远地从吼叫声中认识狮子;并且，为能有效地躲开狮 

子,他要学着识辨狮子以及其它许多有害的动物，同时要将它们一 

一命名。积累的经验越多，认识的面越广，语言也就越丰富！越经 
常运用已有的经验，重复已形成的区分特征，语言就越稳固、越流 

畅！区分越细，分类越精，语言也就越有条理！在积极活跃、变化 

多端的生活中，在与困难和需要的持续斗争中，在对物象不断更新 

的认识中，人提高着自身和他的语言。这样一个年复一年的过程， 

对语言的发端会毫无影响吗？而且,这里还只是以一个人的生活 

作例子啊！ 

假如有一个像动物那样不会说话，甚至在其心灵中也不能用 
词思维的人，那他就是创世主造出的最悲惨、最没有意义、最遭冷 
遇的生物，而且与他作为人本身也是最大的矛盾。人孤立独处于 

宇宙之中，他不依附于任何物象，但又必须面对所有物象；他的生 

存没有任何保障，自我防御的能力也很低下。因此，人要么屈服于 

自然，要么就必须统治一切;要么以任何动物都不具备的智慧建立 

秩序、占有万物，要么就死亡^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或甘为奴 

隶，或借助理性成为万物的君主！或走向灭亡,或创造语言！迫于 

如此危急的需要,人的所有心灵力量都聚集起来，整个人类都为成 
为真正的人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发明、构造、组织、整理 

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我们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人。当我们想像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境 

地时，定会战栗不已。有人会怀疑地说:“噢,在那样的状态中，以 
那样迟缓、软弱的方式自救么？并且是借助理性，借助思考 

(Uberlegung)!可是理性的思考多么慢啊，而人的需要多么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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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来得多么快r提出这种异议的人显然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为 
自己辩解,但最终反而会证实我的观点。我们的社会由许许多多 

的个人组成，他们的能力和活动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因 

此，从青少年起，社会就对能力和机会作出分配，使得人人有所不 

同。这样，社会或许要求一个人只拥有理性，以解答代数问题，而 

要求另一个人只须有刚毅、勇气和拳头就够了。后一个人对社会 
的用处在于，他虽非天才，但很勤勉;前一个人的用处则在干，他只 
在一个方面是天才，在其它方面什么都不是。每一只飞轮都必须 

有确定的位置,所有的飞轮必须保持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不成 

其为一台完整的机器。但是，这样地分配心灵力量，为突出一种力 

量而窒息所有其它的力量，可不是自然人的状态！ 一个在社会中 
出生和受到教育的哲学家，除了会用头脑思考和用手写作夕卜,是什 

么都干不了的。可是，如果我们让这个哲学家突然置身于那种自 
然状态之中，把杜会为偿付他的单一劳动而提供的一切保护和舒 

适的条件统统剥夺掉，那会怎么样呢？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他就 

不得不去觅食,与野兽搏斗，，自己做自己的保护神。请想想他有多 

么尴尬吧！为应付这一切，他需要有良好的感官和足够的力量，然 

而这些他都没有，在这方面他也毫无训练！或许，由于陷入了抽象 

的迷宫，他已失去灵敏的嗅觉、视觉和听觉以及发明创造的才能， 

当然也失去了迅速应变的能力和勇气；这种能力和勇气只有在面 

临危险时才得到发展和表现，并且需要经常锻炼，才不致退化。如 
果他年纪已大，其精神的生命源泉已经干涸或已显枯竭的征兆，那 

么，不管怎么说让他适应于那种新的环境已为时过晚。 

但是，最早的语言发明者难道就是这样的吗，我所讨论的一 
切发明语言的尝试，都跟哲学上的实验无关。人发现草木的特征， 

跟林耐对植物的分类没有丝毫关系；人类最初的经验并非哲学家 

的抽象实验，冷静审慎，慢条斯理;一个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的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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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亊的哲学家，在探索自然界隐秘的进程时只不过是想r解自然 

怎样运作，而弁不关心自然在运作这件事本身。而我们的第一个 

向然居民与这位哲学家正好相反。难道一定要有明确的标志告诉 

他，这种或那种植物是有毒的吗？他在这方面比不上动物，就一定 

比动物差吗？ 一定要等遭到袭击之后，他才知道怕狮子吗？他虽 

然胆怯居弱，却有悟性,有神神智巧的心灵力这呰得到自然承 

认的禀赋,难道不足以使他为自己造就一个适宜的环境吗？我们 
根本不需要坐在书房里从事抽象思考的谨小慎微的哲学家来充当 

语言发明者的角色。一个充满野性,其心灵和肉体都完整地投入 

感觉活动的自然人，对我们来说,要远远胜过一切创造语a的科学 

院院士。为什么我们非要把一个学者当作发明语言的样板呢？难 

道为r证明人没有视觉,我们就可以互相往眼睛里撤灰吗？ 
这里，我的论敌仍是苏斯米希。他用整整一章<第_<章）来说 

明/‘即使人通过模仿发明了语言，也不可能使其语言持续不断地 
发展！ ”其实我们己经证明，所谓无须人类心灵的参与，仅仅借助模 

仿就可以发明语言,是荒谬至极的说法。假如我们这位语言神授 

说的捍卫者意识到这一说法的荒唐，我相信他就不会摆出那么多 

似是而非的根据；想用这类根据来证明语言并非人类的发明，是一 

点用也没有的。我没有可能在这里详细讨论整个那一章的内容， 

因为作者往往偏离本题，走得太远。况且，那里面虽然论及语言的 

本质,但全都是些任意杜撰的假定、牵强附会的论点和漏洞百出的 
公理。让我只从其中选出一个方面来分析，即：苏斯米希完全忽略 

说：_ 

“假定最早的世界居民是由数千个家庭构成的;假定通过语言 

的运用，知性的光芒已经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使他们能认识到语言 

楚什么；假定他们因此已开始考虑改进语言这一神圣的手段,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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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斯米希的这些前提是一条也不能成立的。难道一定要过了 
千秋百代之后，人类才能认识到语言是什么吗？事实上，第一个人 
就已经有所认识,因为他已有了第一个思想。人一定要等到千百 

年以后.才会意识到改进语言是一件好事吗？事实上，第一个人就 
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已开始学着更好地分类、纠正、区分 

和组合他所知觉到的第一批待征，从而不断学到新的东西;而与此 
同时，每时每刻他也就直接改进了语言。假如语言历经千百年而 

未有显著的提高，知性的光芒通过语言又怎能射进心灵呢？不改 

进语言，竟能启蒙心灵？数千个家庭繁衍至今，这本身就是一个不 
断改进的过程，我们能说语言才刚刚开始改进吗？这岂不是在自 

相矛盾？！让我们来听听苏斯米希接下去怎么说： 
"那么，瓦也应该假定文字的存在么？要知道，哲学和语文学 

上的这种进步绝对离不开文字工具。” 

这显然也错了！人类语言最初的发展是自然、生杨的过程，而 

决不是什么哲学的、语文学的进步。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在他们死 

气沉沉的博物馆里，怎么来改进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呢？ 

“难道所有的民族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改进其语言吗？ ”苏斯 
米希怀疑地问。 

我们的回答是:是的，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因为他们都是作 

为人而这样做的，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敢说,人类语言最基本的构 
造是一样的。但如果像苏斯米希那样，就此以为最大的奇迹在于 

所有的语言都有八个词类，那么，从事实到结论就都错了。并非所 

有的语言自古以来都有过八个词类。若从哲学上入手考察一种语 
言的构造方式，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迭八个词类是相互生成的。在 

①其著80—8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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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语言里,动词先于名词出现；而在规则变化的动词之前， 

可能已出现感叹词。在晚起的语言里，名词与动词像是一同派生 

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谈到过希腊语的情况：在一开始也只有动词 

和名词，其它词类是后来语法家从动词和名词中发展出来的。关 

于休沦语，从我所读到的材料来看也是如此。至于东方语言，就更 

明显了。所以，八个词类只不过是语法家任意的抽象，并不完全合 

乎逻辑，当然根本不是上帝的艺术品！它比得上蜂房的形状那么 

规则，那么奇妙吗？就算它是一件艺术品，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唯有 

人类心灵能予以解释。 

苏斯米希又问:“是什么促使人们去做改进语言这样一件辛苦 

透顶的事呢?” 

可是，改进语言决不是像学究的思辨那样辛苦麻烦的事！决 

不是先验的、抽象的改进！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复杂的动机,促使人 

们去改进语言;这样的动机只有在我们业已发达的社会里才会出 

现。 

假如人可以改进语言，那么，“最早的语言改进者就必须极有 

哲学头脑，必须比如今研究语言及其内在属性的绝大多数学者看 

得更深更远”；“那些最早的学者必须处处都认识到，语言是不完善 

的,认识到他们不仅有能力改进语言，而且也需要改进语言”；并 

且,“他;n必须对语言的目的作出适当的判断”，等等；最后/‘要求 

改进语言的愿望必须足够强烈、枳极和持久,才会促使人们投入这 

样一项艰难的工作”。总之，我们时代的这位哲学家一步也不敢越 

出这些人为的条件。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他怎么能够写书讨论 

语言的发生呢？毫无疑问，在我们的世纪里，语言即使应该产生， 

也不再可能产生！ 

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教化 

程度的人民。由此我们已竿握可靠的知识，可以把已经发生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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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人类及其语言的历史追溯到最早的一幕。我们知道，在地 

球上那些偏远的角落里，理性还未具任何优美的、社会的、丰富多 
样和博学多识的形式，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尚未分割开来的整 

个人类心灵——包括感性、原始的敏感、机智、勇气、激情和发明创 

造的精神——最积极活跃地发挥着作用！因为，在那种状态下，心 

灵尚未受到任何单调乏味的规则限制，并且始终面临着危险、挑战 
和迫切的需要，因此时时处处都以完整的方式感知到新的东西。 

只有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状态下，人类心灵才显示出自行生成语 
a和不断发展语言的力量，才拥有足够的感性和像似本能的能力， 

才得以完整地感知活生生的自然界里面的全部声音和全部有声的 

特征；自觉的意识于是就会把其中的一个特征区分出来，陚予它一 

个强有力的、内在的名称。这样的感知和命名活动与我们现代人 

已经无缘了。心灵的各神力量越欠发达，每一种力量越不局限于 
某个狭小的领域，所有的力量就越是紧密、内在地结合起来，共同 

产生作用。心灵力量可以比作一束捆绑在一起的箭，它是折不断 

的；但如果把它拆散开来,所有的箭就都可以折断。而一旦分散开 

来，心灵力量当然不可能一举创造奇迹；至于以哲学家唯一拥有的 
那份抽象思维的稟赋，就更不可能发明语言了。 

间题还不限于此。最早的语言发明者对世界的感觉，比我们 

所能想像的要深刻得多。他的各种感官经常汇合起来,从而一再 

唤醒内在的感觉;与此同时，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新的特征,形成新 
的分类方法、观察角度和迅速的推理方式，而这一切便使语言得以 

逐步丰富！为发明语言，人类心灵无须启动所有最美妙的灵感；所 

谓八个词类，那是后来才有的。在尚不存在任何社会刺激的初始 
状态下，心灵只能自我激励，内在的冲动和外部的需求会迫使它整 

个投入感知和思维活动。随着人类心灵力量的完整发展,语言便 
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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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理解，为何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只顾在昏暗的工作室里 

从事人为的艺术活动；我们完全被阴影所包围，从未想要认识一下 

不受任何禁锢的大自然拥有的那种光明。只有在活生生的世界的 

碰撞中，人类精神才会做出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并予以表达；而现 

在,英雄行为早巳蜕变为书本知识和课堂训练,人类诗歌和论辩的 

杰作也早已为语言游戏所取代，从小孩子到老头子都在玩着这神 
泥于规则、晈文嚼字的游戏。我们崇尚古人的形式，却丢弃了他们 

的精神；我们学习他们的语言，却感觉不到他们生动的思想世界。 

当我们要对人类精神的杰作即语言的形成作出判断时，情况也是 

如此。我们不得不从僵化的思维接受观念，殊不知，这些观念本是 

来自世界的生动气息，来自自然的积极作用，因此才能唤醒人的心 

灵，推动人不断进步。我们把语法家后来才制定出来的那些僵死 

的规则当作神的作品，却忘记了人身上真正神奇的东西，那就是自 
然的语言禀賦；语言是在人的心灵中与精神力量一同形成的，但其 
表现却未必始终合乎规则。如今,语言创造活动已经大大萎缩，成 

了学校教育的事，与活生生的世界已毫无关系。人们因此就否认 
存在过一个光明的世界，最早的语言创造者曾经在那里面生活、感 

知、创造和吟诵。但我深信，有许多人会与我持有同感，清楚地认 

识到人类固有的力量和初民语言的崇高伟大，认识到人类语言的 

一般本质。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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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自然规律 

人本质上是群体的、社会的生物,所以，语言的发现对于人来 
说是自然而然、必不町免的。 

人类女性不像雌性动物那样每年有发情期，男性的生殖能力 

虽然并非毫无约束,却持久有效。既然连鹳和鸽子都是成对交配， 

结群生活，人出f其它一些原因，就更有必要这样做。 

面对毛发蓬然的黑熊和浑身带刺的豪猪,人是一神屠弱无能、 
一丝不挂的动物，所以，他需要洞穴，而由于上述原因，人的洞穴 

很自然地就是集体的洞穴。 

人是一神弱小的动犓，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受到一年四季恶劣 

气候的威胁^因此，比起把卵产在沙漠里的鸵鸟来，人类女性怀: 

孕、生育后，更需要社会的帮助。 ' 

后，特别是初生的婴儿，他多么需要人的帮助和社会的体贴 

呵！他本是母亲襁褓中受到保护的一株小生命，当他被抛到世界 

上之后，如果没有母亲的乳汁、父亲的抚抱，他显然是一切动物中 
最弱小、最可怜的一神。人类的社会性完全出自大自然的安排，送 

一点至此谁还会看不出来？而且,这种社会性与其说是理性的需 

要，不如说是由直接的本能决定的！ 
关于最后一点，我还要进一步讨论，因为由此最能看出大自然 

的运作，同时也能使我缩短推论的过程^如果我们像粗野的伊壁 

鸠鲁主义者那样，用盲目的肉欲或毫不掩饰的自私自利来解释一 
切，那又怎么来解释父母亲对孩子的感情以及他们之间那种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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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破的纽带呢？瞧，人这个可怜的地球居民来到世界上，而他对自 

己的悲惨境地却毫无意识。他需要同情，却无力做任何事情以换 

取同情。是的，他会哭泣，但就连这种哭泣也像菲洛克泰特的哀嚎 

在希腊人听起来一样i寸厌;这位被扔到荒岛上的英雄，毕竟还为希 

腊人立过汗马功劳。倘若根据伊壁鸠鲁派的观点，父母与孩子之 

间的那种天然的纽带恰恰是在其作用最最强烈的时刻也最容易断 
裂:一个母亲怀胎十月，受了那么多的苦,如今胎儿降生，她终于从 

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假如人的一切行为都由享乐和肉欲的原则支 
配，那么这位母亲马上就会把新生儿扔掉。至于父亲，他为什么要 

为孩子和母亲操心呢？他的性欲只会在几分钟内得到控制，然后， 

他会像卢梭笔下的雄性动物那样在森林中狂奔,寻找下一个泄欲 

的对象。但是我们看到，在人和动物身上，自然秩序形成了鲜明的 

对照6大自然的安排多么明智啊！正是痛苦和哏辛增强了母爱。 

正是婴儿那可怜巴巴的模样和坏性子,他的弱不禁风，以及为教养 

他而付出的艰苦劳动，激起父母双倍的热爱！儿子曾给母亲带来 

那么多的痛苦，有那么多次让她感到失去孩子的威胁，让她流了那 

么多焦虑的泪水，但她却报以更加温暖的爱。父亲曾把儿子从临 

产的危险中抢夺出来，并为儿子的教养尽心尽职，不遗余力，他对 

儿子的爱也与日俱增。由于大自然的安排，种属的弱点便成为人 

类强大力量的基础:人那么弱小贫困，似乎被自然界完全遗弃，当 
他来到世上时,没有任何可与其它动物一比髙低的能力和天份；之 

所以如此,正是要让他享受动物所无的教育,让整个人类成为不同 

于动物的、内在联系的整体。 

小鸭子从孵出它们的母鸡那里逃幵，天性驱使它们跳到水里 
嬉戏;不管它们的继母在岸上怎祥啼叫,发出声声蒈告，它们也无 

动于衷。假如人类的孩子带着像鸭子那样的本能降生，他一定也 

会这样做。每一种鸟儿生来就有筑巢的本领，但它并不传播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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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而是将之带进坟墓。除了自然的本性外，鸟儿没有教师。显 

然，鸟儿的本领仅仅是个体的属性，是自然本性的直接产物;在鸟 

儿身上，不存在大自然陚予人的那种特性，即整个种属在心灵上的 

不断进步。大自然用艰难困苦和父母本能的爱心(希腊人称之为 

[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把人维系起来，使得知识的传授和教 

育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纽带。父母不是为自己集聚思想，而是要 

把思想传给后代；因此，他们的儿子不必等到最后，很早就可以继 

承他们的精神財富。父母通过传授知识而向自然偿还债务，孩子 

通过学习而满足其自然本性的需要;等孩子长大后,他们自己也要 

向自然还愤，用自己的力童增加梢神財富,并且再将它传递下去。 

‘关•于Y人•在人•类•发W总‘过4皋—^铋m: i#来考 

察。这里我们只限于讨论最初的两个环节及其联系： 

1) 通过攀言和f学，形成了一种葶年早毕歹字(Familien- 

denkart) o 

2) 爭專寧。父母向孩子传授思想的同时，便向他们 

传授了 的然以家庭的精神形式把整个人类联系起 

来，人类知识通过家庭形式而持续发展，同时这也正意昧蓍语言的 

持续发展。 

为什么嫛儿那么柔弱无知,离不开母亲的怀抱和父亲的庇护 

呢？因为大自然要让他有求知的欲望，要让他学习语言。他之所 

以弱小，是为了使他的族类强大。父母亲借助语言，把自己的全部 

心灵、全部思维方式传授给了孩子;正由于这一切是他们自己的思 

想、感觉和发现,他们才乐于传授。当婴儿开始口齿不淸地说出一 

些话时,这些话对他来说代表着父母的感情:在咿呀学语中，他的 

舌头和心灵逐渐成型，词语及其所含的父母的感情一再得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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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词称为“母语”，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些童年时代形 

成的早期印象.这些来自父母心灵的图景，会一辈子在他身上保持 

下去，并且会随时活跃起来。每一个词都会在他的心灵中引发某 

种从前有过的感觉，每一个词的概念都会带来一大批从属概念;这 

类从属概念在他怀着童稚的目光步入语言王国之时就已存在，在 

后来的运用中又一再出现，其影响甚至比纯粹的基本概念还要强 

烈。于是，就形成了家族思维方式以及事寧寧亨。 

现在，有一位冷酷的哲学家大概会站来问®，人们通过什么 

规律，才迫使别人接受自己任意发明的语言，承认规律的有效性 

呢？关于这个问题，卢梭发表过慷慨激昂的看法，另一位作者也花 

了许多笔墨加以讨论其实，只要我们窥探到人类本性的经济原 

则(Okotioime〉，问题也就不解自开了。类似前引苏斯米希的那些 

说教，真叫人不堪忍受！ 

那么，语言以家族的形式持续发雇，不就是一条永恒的规律 

吗？在自然生活里，女人显然是更弱的一类，她们是否必须从更有 

经验、供养家庭的男人那里接受构造语言的规律？像传授知识这 

样的温柔体恤的行为，不也可以成为规律么？ 一个弱小的婴儿快 

乐地啜取母亲的乳汁和父亲的思想，同时他不也就接受了诸言么？ 

当他把父母的感情、观念、经验等等永久保持卞去的时候，不正把 

语言也永久保存了下来么？精明的政治家订立的一切规约，智慧 

的哲学家推崇的一切惯例,都不如自然的规律强劲有力哬!儿童 

时代的词语是在生命的晨曦之中陪同过我们的伴侣；它们与我们 

的整个心灵一道成长起来;这样的词语，我们难道会拒绝接受，会 

©即卢梭。一■原注(这个注在修订坂中删去了。：同时删去的还有1‘冷酷的” 

(balte)—词。-译注） 

②“另一位作者'指苏斯米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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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们忘掉吗？我们的母语是我们最早见到的世界，是我们最早 

知觉到的对象，也是我们最早感受到的活力和欢乐。时间和空间、 

爱和恨、欢乐和活动等附属概念，以及儿童火热的心灵中所产生的 

一切思想,也都随着母语一同得到持久的保存。于是，就形成了 f 

族(Stamm)哇寧▼! 

+ f等辱‘个，亭$辛哮举寧木。我们的父辈只是 

机械“忐二自己并没有构想发明任西;他们怎么会去关 

心孩子的教育，怎么能够教给孩子连他们自己都没有的东西呢？ 

但第一个父亲，陷于贫困境地的最早的语言发明者，就完全不同 

了：他们儿乎在每个词上都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语言中处处都淌 

下了汗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家庭教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最好 
的教师！而孩子们的整个语言,就是一种浸润着父母思想的方言， 

是一首颂扬父母英雄行为的赞歌,就像奥西安献给他的父亲芬格 

尔的赞歌一样 
卢梭和其他一些人在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权利的问题上发表了 

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假如他真的了解他假想中的那个可爱的野 

人的本性,那么答案就很容易找到了^蜜蜂对它啜吸花蜜的那些 

花儿拥有什么权利呢？它会说：“因为大自然安排我去啜吸花蜜； 

本能把我引向这种花而不是另外的花，这种本能就是我必须脤从 

的君主，它钯花和花园分配给我作财产，如果我们问一问世界上 

的第一个人，是谁给了你拥有这些植物的权利?”他的回答一定 

是： 

"是賦予我思考能力的大自然。这些植物是我花了很大力气 

才认识的，然后又费了很多功夫教会我的女人和孩子识辨它们。 

①奥西安（Ossian).传说中的羞尔人英雄、吟游诗人，生活于约公元3世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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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人都靠它们生活。当然,蜜蜂要采蜜，牛羊要食草，它 

们也都离不开植物;但我比动物拥有更多的权利，因为动物根本没 
有为认识和教授付出艰苦的劳动！所以，我用以表达植物的每一 

个概念都是我的財产的印鉴，谁要是抢走我的财产，他就不仅剥夺 

了我的生gr,而且夺走了我以往年代的全部生活价值，我的辛勤劳 

动，我的思想和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通过努力而赢得 

的!” 

心灵通过iK辨活动、通过特征和语言而加于事物的这种印记, 
对于最早的人难道不比铜币上的铸印意味着更多的財产权么？ 

父母在教给孩子语言的同时，也就使语言变得更有条理,更加 

丰富了^教授的过程不正是学习的过程么？当我们把词传递给他 

人时，当我们反复听到幼儿结结巴巴说出来的词时,我们心中的概 

念便得到确认，我们对•词便做了一番仔仔细细的检验。由此,语言 

已开始获得一神艺术或方法的形式，最早的语法——人类心灵及 

其自然逻辑的映像——因此也得到严格的审査和适当的纠正。 

卢梭在此大概又会像他习惯的那样发问：“母亲有那么多的话 

对孩子说吗？相反，孩子应该有更多的话对母亲说那么，孩子 

从哪里学到了语言，然后又把它教给他的母亲呢? ”可是，这个问题 

也像他提出的其它问题一样，只会引起无谓的争执。母亲当然有 
更多的东西要教给孩子，而不是相反，因为母亲有能力教更多的东 

西。母亲的本能，她的爱心和同情心（卢梭出于怜悯和大度，把人 

类的这些特性全都蹭给了动物）促使她去教授语言，就像乳汁丰 

、盈，需要让婴儿吮食一样。在某些类动物中我们看到，大的动物会 

使小的动物习惯于同类的生活方式。如果父亲要使儿子从小习惯 

于狩猎，不通过教授和语言能成功么？' 

“但是”，卢梭又会说,“当父母把词一个个教给孩子时，所教的 
只是一种业已形成的语言,而不是他们自己构成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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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K别难道也算是例外么？毫无疑问，父母教给孩子的语 

言是已经形成的语言，但选并不意味着,语言已完全形成:更何况， 

父母教给孩子的只是自己掌握的一部分语言。难道孩子在一个更 

广阔更美好的新世界里，就不能进行新的语言®造活动吗？已部 

分形成的人类语言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个说法难道自相矛盾 
吗？由于学者、作家和词典编撰家的努力，法语已成为一种那么发 

达的语言，但我们能说它已发展到顶了吗？每一位新出现的、具有 

独创精神的作家,每一个给社会带来新词的人，不都重造或滥造了 

法语吗？关于卢梭等人的种种谬论，显然不值得就每个细节展开 

_讨论。 

又有人会说，假如人是卢克莱修所说的‘喑哑肮脏的野兽’ 

(mutum et turpe pecus),那么，即使迫于需要，他又怎会想要发展 

其语言呢?” ®为此他还举了土人语言里的一系列可疑的例子。我 

的回答很简单:永远不会！假如人只是一种“暗哑的动物”（nnitum 

peois),那也永远也不会想到去发展语言，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语 

言。难道土人真像苏斯米希描绘得那样低级吗？世界上哪一个野 

蛮民族没有语言呢？哲学家凭空构想出来的抽象的人，是历史上 

真实的人么？ 

苏斯米希引用了孔达米尼的报道:奥列诺克人的语言非常繁 

琐笨拙，[词]往往长达八个音节他问道，既然动物都喜欢自 
由，人都喜欢惮散，奥列诺克人是否会改变和完善他们的语言？对 

此我的回答是:首先f上述事实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我们这位作者 

①这是赫尔德在设想苏斯米希■可能会提出的质向。Ouo<1982年版）在注释中 
指出（觅391页），j»尔德把他引用的那句拉丁文短请的出处弄错了„该短语不是出自 

卢克莱修，而是出自贺拉修的(论讽剌）第一卷。——译注 
©奧列诺克人（Orenocfes)是居住在奧里诺科河（Ori_)流域的印第安人部 

落。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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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几乎所有材料都不可靠）。“长达八个音节”么？事实并非 
如此。孔达米尼只不过是说，奥列诺克人的语言发音非常奇怪，构 

造极为独恃,他们发出的三、四个音节，用我们的方式写出来恐怕 
就是七、八个音节,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把它们准确地记录下来。这 

哪里是说•‘长达八个音节”呢？再有，这种语言“繁琐笨拙”么？只 

不过对异族人来说才显得如此吧？难道奧列诺克人必须为异族人 
改进自己的语言吗？难道他们有必要为了一个来到他们中间的法 

国人而改进自己的语言，使之法语化吗？（法国人自己学习一种外 
语，却每每把它肢解得不成样子！）因为他们不能抛弃本民族独有 

的创造特质，以迁就漂洋过海而来的异族人,就可以说他们的语言 

没有构成任何像样的东西，甚至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形成自己的语 
言吗？即使假定他们在语言上已不再进行任何创造，甚至为自身 

也不再创造，难道可以因为人已停止生长,就认为他从未生长过 
吗？因为土人做一切都必定出于被迫，就可以认为他们什么也没 

有做吗？ 
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来说，家族语言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 

貪啊！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K!族，不管人口多么少,开化程度多么 
低,都拥有称颂父辈和袓先事迹的歌曲，这些歌曲便是他们的语 

言、历史和诗歌的財富，体现着他们的智慧和激情，同时也是他们 

教给孩子的课业，是他们的游戏和舞蹈。希腊人歌唱他们的英雄 
阿尔戈、赫丘利和巴库斯，歌唱征服特洛伊的伟绩;凯尔特人则歌 

唱其部族的先祖，芬格尔和奧西安。在秘鲁人和北美人当中，在加 
勒比地区和马里亚纳群岛上，都有关于本部落历史和祖先的歌曲； 

在这些地方，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家族语言。事实上，在世界的几 

乎每一个角落，父亲和母亲的名称都是类似的，同时，正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我们述及的有些民族当中，男人和女人几 

乎拥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这是因为，根据本民族的传统习俗，男人 



和女人简直就是完全分割开来的两群人,前者尊贵，后者卑下，甚 

至连吃饭也从不在一起。教育或由父亲承担,或由母亲承担.于是 

就有父亲的语言和母亲的语言之分，这跟按照罗马人的习俗，要有 
一种俗民语言（Lingua vemacula)的道理是一样的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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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自然规律 

人类不可能始终停留在所有的人全都群居在一起的阶段，同 

样，人类也不可能只用一种语言。因此，各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的形 
成是很自然的事。 

印。4又4m士，诀’的_语‘言‘都'不’一’样‘。 
i东方语言来说吧,有长元音和短元音，吐气音和喉音，同一发音 

器官发出的各式各样、频繁变化的音，停顿和发声的符号，以及靠 
文字难以表达的种种微细差别,如声调和重音,增强和减弱,等等， 

等等。语言要素的所有这些细小的特点，都跟发音器官的差异有 
关:不同性别、不同年齡的人，甚至两个很相像的人，发音器官也不 

一样。某些偶然的发音方式，以及某些已成自然的发音习惯，都会 

使发音器官发生变化。正如两个人不可能长得一模一样，同一种 

语言从两个人的嘴里说出来,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哪怕只是就发音 

来说也是如此。 f 

发音 .. • • 

气候、空气、水和饮食会对发音器官产生影响，当然也就会影 

响到语言。 
不久，社会风俗和习惯的强大力量会通过良好的仪态举止使 

这类特点和差异传播开来。于是就形成了方言。如果我们对东方 

民族的亲属语言从哲学上作一番探讨的话，就裉容易证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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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行 

这还只是就发音说的。至于词本身，以及语言的灵魂——意 

义,简直是一个无边无垠、充满差异的领域 '我们已看到，最古老 

的语言不得不拥有许许多多同义词。在这些同义词里面，有的人 

可能喜欢用这一个,有的人可能更喜欢用那一个;有的人会觉得这 

—个更合适，更动人，有的人则相反。总之，由于个人的看法、感觉 
和生活经验不同，一个词所产生的印象也因人而异。由此便形成 

了个人风格的词和独特的词,形成了一种语言的习惯用法（Id- 

iom) d 

在一组同义词里,某个词可能被洵汰,某个词可能保留下来； 

某个词可能略微偏离所指对象，某个词的主要意义可能随时间的 

推移而变得面目全非。变格变位、準生、音变、前缀和后缀、交替形 

式以及意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等等,这一切都有助于造就一种新 

的习惯用法。这是一个完全合乎语言本性的过程.就像语言体现 
了人类心灵的发展一样自然。 

语言越生动，距离起源越近，即还处在童年生长时期,就越容 

易发生变化。一种语言如果只存在于书本中，只能按照规则来学 

习，只用于科学而不用于日常生活，那么，它的指称对象和用法就 

是确定的,它的词汇是封闭的,它的语法为规则所支配，它的使用 

范围也是固定的。这样的语言实际上可以保持不变（当然只是不 

发生显著变化罢了）。然而，在造物主创造的无比广袤的世界之 
中,一种属于原始、自由的生活的语言在形式上尚未受到规则的束 
缚,它还没有书籍和文字，更没有所谓经典作品。由于太贫乏，太 
简陋,它就必M每时每刻都得到补充和改进；由于幼年的柔韧灵 

活，它每天都可以全神贯注，按照感觉和激情的直接吩咐去改造自 

身。人们观察世界的每一新的眼光，思维活动的每一新的方法，都 

必然促使这样的一种语言发生鸾化。即使埃及人的那种单调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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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也不能阻止语言走向丰富完善。. 

單準，举净冬季寧寸巧;早竽宇华了 f，>s枣旱芩 
(贏的:i思不iik由于突上k 

A在绝然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之中，而是说，整个 

人类适合于在地球上的各个区域生活。）不管我们走到邮里，人就 

像注定要生活在某个特定区域的陆地动物一样适应于一定的环 
境。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岛，在烈日炎炎的几内亚，都有人类居 

住。在拉普兰，驯鹿拉着人在雪上滑行;在阿拉伯沙漠，人靠耐渴 

的骆驼长途跋涉。不论在哪里，人都是地球的主人。无论史前时 

期的洞穴，还是卡比仑的峰顶®,都有人的踪迹；无论奥斯铁克人 

的熏炉®,还是莫卧尔人的金殿，都是人类的成就。为了人类，地 

球才在两极处呈扁平状,而在赤道处直径最宽；为丁人类,地球才 

以目前这样的方式围绕着太阳运转。地理区域的存在，春夏秋冬 

的更替,各种各样的自然变化,都是为了人类，而人类则适应于地 

球上的各个区域、时季和千变万化的环境。在此，自然规律的作用 
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类可以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地方,而动物则限 
于自己的一块地方和狭窄的活动范围。所以，只有人才是真正的 

地球居民，并且正因此，人的语言才成为幸举f竿iffa我想，没 

有必要把上述所有决定着语言变异的原复一’遍。fi根到 
底,语言好比是地球圆形表面上的普洛托斯。® 

有些时髦的新哲学家认不出这位普洛托斯的真实面貌®D他 

们以为，大自然在地球上的每个主要地域都能够使一对男女成为 
部族的祖先，就像在每一种气候条件下都生活着某种特别的动物 

①卡比仑山（Kabylen),在北非摩洛哿境内。一一译注 

©奥斯铁克人(Ostjaken)是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一支乌拉尔人e ——译注 

③贄洛托斯(Proteus),希臢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译注 

® 修订版_去了“时髦的” 一词。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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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这些最早的人的整个身体构造似乎就是为本地环境设计 

的，所以也就发明了独特的地域语言或民族语言。拉普人有自己 
的语言，他们身体矮小，留着稀疏的胡子，灵活敏捷，热情活泼;跟 

自己的驯鹿比起来，拉普人好像更称得上拉普兰土生土长的人兽 

{Menschentier)。黑人被社为是生活在同一种气候条件下的猿猴 

的天然兄弟，因为他们的肤色黑如墨汁，嘴唇和头发很特别，说起 

话像火鸡叫，而且据说又笨又懒。人类种属的各种文化之间，或世 

界上的各种语言之间，在那些哲学家看来似乎并没有多少相似之 
处。而上帝的做法似乎也是很不明智的；他让一对弱小畏怯的男 

女成为整个人类的始祖,把他们安置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听凭他们 

暴露于形形色色的危险之中。 

还有一种看法的支持者较少。这种看法认为:假如语言本是 

人类精神天然浑成的产物，后来才与人类一道逐渐地为种种不同 

的风土气候所影响，那么,语言的变化一定也是逐渐的。在这种情 
况下，人们应该可以观察到各个民族的变迁、发展和亲缘联系的渐 

进过程，井且不论在何处都可以根据思维方式、言语方式和生活方 

式的细微差异对之作出解释。然而，有谁能够来解释呢？在世界 

各地我们都会看到，不同的民族或部落在同一气候环境中相邻而 
处，而他们讲的却是那么不同的语言，就像波希米亚的森林一样丰 

富多彩！但凡读过有关南美和北美、非洲和亚洲的游记的人，都能 

想见语言这座森林的种类之多，差异之大。^我们的怀疑者的 
疑问到此为止，当然一切人类研究因此也就中断了^ 

持最后一种看法的人只不过是心有疑团罢了。为打消他们的 

疑虑，我想指出，我们的研究到此并未中止3民族相邻而处，语言 

却相去万里.这个事实其实跟同一民族中的家族语言的统一性一 

样,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家族分化为相互独立的民族，但这种分化决不取决于那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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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乏味的因素，如距离、迁徙、新建立的族际关系等等。这跟一个 
无所事事、冷漠处世的哲学家拿着尺子在地图上量来划去,完全是 

两回事。可是，我们的那些关于民族亲缘联系的宏篇巨著，却正是 

这样写出来的。在这类著作里，一切细节都考虑到了，唯独忽略了 

背后的规律。只要我们抛弃种种人为的系统，把目光移到生动活 

泼的真实世界上面,就会发现一些动因，它们很自然地导致了相邻 

民族的语言差异。人决不是卢梭式的孤独的林中人，因为他有语 

言;人也不是霍布斯式的狼®，因为他有家族语言。而在其它方 

面，人也决非一只不能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的羊；他的自然本性可 

以发展，他可以形成新的习惯，构成新的语言。简言之，相邻民族 

或部落的语言、思维和生活方式之所以会有差异，原因并不在于气 

候条件或地理环境,而是在于家族或民族之间的相互仇视。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家族思维方式，当两个或更多的部落交 

壤时，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冲突的理由。这应该说是人类本性使然 

的。同样的需求如饥饿和千渴会使他们发生冲突,例如两帮牧人 

会为水源和草场而争斗起来。不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类似的争 

吵都是十分自然的事。然而，还有一类危险的火星更会撩拨起他 

们心中的怒火，那就是忌妒、荣誉感和部落的自豪自尊心理。一致 

的家族情绪使整个部落凝聚成一股力量，而对另一个部落则形成 

—种强烈的敌意,一种家族的仇恨s即，一方面它使许多人团结起 

来,另一方面它又使两群人成为仇敌。造成这种敌对状态和持久 

战争的原因与其说在干人类的劣根性，不如说是在于人类髙尚的 

脆弱。 

ffi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S8—1679),英国社会哲学家，曾著 <利维坦> 

(Leviatfutn 提出有名的论点：!Homo homini lupus.( 一个人对于他人即是鞭-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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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处在文明发展的这一阶段时，他更多拥有的是力暈而不 

是私有财产。所以，那时的人主要是为荣誉感到自豪;而后来，到 

了衰退时期，人更多顾及的就是自己的那份可鄙的财产了。在那 

时，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几乎也就意味着癘于一个诚实正直的家 

庭，因为较之今日，儿子在许多方面更多地从父亲身上学习并继承 

了道德和勇敢，整家族时时处处都等于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人们很自然地团结在一个口号之下:“不是我们中间一员的人，就 

是贱者！异族人不如我们，他们是野蛮人r“野蛮人”无疑是最大 

的蔑称，那既意味着一个异族人，也意味着一个卑贱的人;不论时 

代的荣誉观念是什么，野蛮人总不外是在智慧和勇气上比不上我 

们的人。 

显然，就如一位英国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如果为财产和私 
利计，那么，以为邻邦不如我们勇敢的想法决不至于导致仇恨，而 

是只会让我们暗中欣喜。但正因为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冲突，而 

首先是群体意识和家族荣誉感的对立,战争的号角才吹响了。这 

战争关系到整个部落的荣誉，唤起了整个部落的自豪和勇气！交 
战的双方都是英雄，镩是爱国者！由于每个人都与战争抹戚相关， 

都能认识和感觉到战争的原因，民族仇根也就在旷日持久的慘烈 

的战争中日益加深。于是便有了又一个同义的说法：“凡不与我为 

伍者,即是我的敌人! ”野蛮人是可憎的，异族人一律是仇敌。罗马 
人语言里的Hostis这个词便记彔了人们的这种看法D® 

随之而来的直接结果是完全的分裂隔绝。有谁愿意跟那样的 

敌人、跟可憎的野蛮人互通往来呢?决不能有共同的家族习俗，决 

不可以想到共同的渊源,更不必说共同的语言了。因为语言是部 

®所措者不洋。一译注 
®拉丁谞的hostis有-客人、陌生人、敌人"等义。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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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徽号和家族的纽带，是传授经验和知识的工具；语言又是关于 

父辈的英雄行为的史诗，从语言中听得到家族的先祖发自墓穴的 

声音。所以，语言决不可能始终保持一致。当造就了一种语言的 

家族感情发展成为民族仇恨的时候，带来的往往就是语言的极大 

差异。于是就有了我们已听惯的第三个同义说法：“野蛮人也即讲 

一种陌生语言的人' 
像“客人”、“野蛮人”、“敌人”、“讲陌生语言的人”这样—些词 

看起来不应同出一源，但所有较小的民族和语言的历史都证明了 

这些词确有词源联系。词源联系的中断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抽 

象，而不是历史上断然的分裂。所有讲不同语言的相邻部落，彼此 

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且他们大都井非劫掠成性，并无强烈的占 
有欲，而只不过是一味杀戮毁灭，最终为其父辈的影子而战死。正 

像奥西安的赞歌里记述的那样，父亲就是他们心中的神明，在整部 
血腥的史诗中都闪跃着父亲的影子，在暗中操纵着人们的行为。 

父亲的影子把部落首领从梦中唤醒，使他彻夜不眠，保持瞥惕；父 

亲的名字反复出现在誓词和歌唱之中。俘虏受到百般折磨，最后 
被当作供品奉献给父亲,而受折磨者则因为看到了自己的父亲而 

勇气倍增，无所畏惧地唱起赞歌和死亡之歌。所以，是永久的家族 

仇恨导致了战争,使得人们分裂为一些相互敌视的社群,而这样的 
社群往往只是一些家庭^同样，家族仇恨也极有可能导致了习俗 

和语言的差异。 

有一部东方民族的文献讲到了语言的分裂(这里我只把它看 

作诗歌的残篇，有用于民族史的考古学研究）这部文献通过一 

个充满诗意的故事，肯定了世界各地的众多民族已经以其自身的 

例子证明了的事实。哲学家们以为，语言是经由民族迁徙而遂渐 

①指（圣经>旧约中记载的通天塔的故事,见〈摩西书>第[1章第9节。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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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异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那诗中告诉我们，人们为造一座宏 

伟的建筑而联合起来，可是突然他们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语言变 
得多种多样，不能相通，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计划，相互分离开来。 

一项如此伟大的工作,竟会如此迅速地引起忿懑不和！或许，在某 

个不经意的场合家族精神受到过侮辱，而一旦这沖家族精神醞悟 

过来,联盟便瓦解了，意图也随之改变，意见不合的火星终于燃成 

熊熊烈焰。人们本来是想通过建造那座髙塔防止分裂,但现在他 

们的所做所为却加速了分裂。他们搅乱了自己原本同出一源的语 

言。不同的民族就谊样出现了。据后来的人说，这些民族是在废 
墟之上形成的，原先的民族界线已经被撹乱了。 

在此，我无意与神学家争论神明力量的作用。东方民族往往 

是用隐晦的方式表达观念，他们的叙述具有史诗般的神奇色彩。 

凡是对此有所了解的人，大概不会看不出上述故事里用感性的形 
象表达出来的中心思想：之所以会形成众多不同的语言,不仅是因 

为发生了迁徙，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在一个伟大的共同的事业上缺 

乏统一的认识。 

我说过,在这里我是把上述来自东方的材料当作诗歌来引用 
的。不管其所述是否确凿可信,我们可以肯定，语言的丰富多样与 

一种语言自然的、人类的发展过程并不矛盾。在任何地方,地震确 
实都会造就山岭，但仅仅由此我们难道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整个地 

球连同其所有的山河湖海决不可能从水中获得它现在的形态吗？ 
以上阐述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的词源学家和民族史的研究者谨慎 

从事,不可随心所欲地根据语言的差异来推导它们的起源。一个 
家族与另一个家族在血缘上可以非常接近，然而他们却有足够的 

理由佩饰完全不同的纹章，以作为家族的象征。差异的根源就在 
于家族或部落的精神。 



第四条自然规律 

从各方面看，人类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来自了个巨大的 
宇宙秩序中的了个始源。同谇,所有的语言以及整个的链带 

都_出自同一源 

我们已经指出，人的心灵活动受到某种特殊规律的制约:他总 

是把正在观察的东西与已经见过的东西联系起来，即，悟性把人类 

生活的一切状态组织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这其中也就包括了语 

言及其持续的发展。 

我们也e指出，人类拥有某种特殊的活动：通过教育这一纽 

带，父母与孩子结为一体;在教育上,每一代人都处在另外两代人 

之间,担负着自然賦予的双重使命，即接受知识和传授知识。而语 

言通过教育，也就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以上两点合起来，便构成了整个人类的特殊本质，使人类得以 

在最高的意义上连续存在，不断进步^ 

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连续的思维。 

作为儿子或女儿，每一个人都受到教育，因此从小就获得了祖辈思 

想财富的一部分，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吸取这一财富。所 

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思想、任何发明、任何改进都是连续 

的，几乎没有终点。比如，我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思想或多或少 

都会影哬到我一生丰富的存在；同样，不管是我还是人类的任何一 

个成员，其行为和思想或多或少部会影响到整个人类及其全部连 
续的发展。每个行为都引起一圈或大或小的波纹，每个思想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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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着个别心灵的状态，同时也改变了所有心灵状态的总和。而且, 

—个人的心灵状态会对其他人的心灵状态产生影响，导致其发生 

变化。总之，第一颗人类心灵的第一个思想与最后一颗人类心灵 
的最后一个思想维系在一起。 
假使语言于人如同蜂房于蜜蜂一样完全是生来俱有的，那么， 

人类文明这一最最宏伟壮观的大厦就会骤然倒塌，化为一堆废墟。 

每个人带到世上的便是他那一丁点语言储存，这对理性来说意味 

着，它不得不自己发明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是多么悲惨可怜 

的生物啊！每一个人都要从头发明语言的基本系统，最终却像蜜 
蜂那样把自己的发明术带进坟墓；后来的人来到世界上，又要花同 

样的力气创造出不多不少同样的语言，然后走向死亡。这个过程 

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直至世界末日^事实上，动物并不能做任何 
的发明，而人却必须发明，所以，动物的活动规律是不适合于解释 

人类活动的。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从事发明，那么，无谓的重复劳 
动就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进行发明的知性便被剥夺了最宝贵 

的特质，即丰•j^(wachsen) Q 

现在我处在人类演进的链带之中，我有什么理由停止不 

前，不去发展语言呢？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加入了教育 

的行列，而我的父亲和第一位家庭先祖的儿子也都如此。我发展 

自己的思想,把它们传授给子孙,而我的父亲、父亲的祖先,直到第 

一位父亲，也无不这样做。这条链带一直向前伸展，到人类的第一 
个父亲那里才停下来,这样,我们大家就都是他的儿子,社会,教育 

和语言都是他开始着手发明,而我们所有的人只不过是在模仿，学 

着他的样子进行构造，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人类心灵产生的任 
何思想都不会散失，但人类也没有任何一种技能可以像动物的技 
能那样一举形成，从此完美无缺^由于经济原则（Ofconomie)的作 

用，人类的技能始终处在发展和进步之中;人类并不拥有类似蜂房 



的构造那样的发明物.而是在不断的发明活动中成长和完善。用 

这一观点来看语言,它将会显得多么绚丽多彩！语言是一座人类 

思想的宝库，藏有毎一个人以自身的方式做出的贡献;它也是一切 

人类心灵持续活动的总和。 

讲到这里，我们又会听到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哲学家提出异议。 

他倾向于把人看作一种乡^■封地般的财产，以为：“人类发展的链 
带最多只能上推至一个地区的第一位家族祖先，他造就了本家族 

和家族的语言。”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考察只能到此为止，而 

不能再进一步，为什么这样一些家族祖先不可以再有一个共同的 

世界之父(Erdenvater)。须知，人类的活动都具有持续发展的相似 

性。 
“让一对弱不禁风的男女生活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受到种种危 

险的威胁,这样的做法未必明智吧？”——我们的哲学家还会继续 

质问。然而，设想许多对弱小的男女,分散在地球上的各个角落， 
面对着远为恶劣的环境条件，难道就更加明智么？让我们想像有 

这样一对男女，他们生活在地球上某个气候最宜人的地方，.一年四 
季赤裸着身子也没有关系；尽管他们缺乏生活经验，但肥沃的土地 

可以满足他们的饮食需要。一切都那么便利，仿佛生活在一个工 

扬里面,使得他们稚漱的技能可以逐渐提高。另一方面，还有另外 
一些像似人的陆地动物，它们生活在拉普兰或格陵兰那样的极其 

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不得不在冰天雪地之中忍饥挨饿,并且要应付 

猛兽的侵袭。相比之下，那一对人类男女难道没有受到更明智的 

关照么？ . 

显然,在恶劣的环境中，最早的人繁衍得越多，生活就越没有 
保障反之，在得夭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一对男女无须很久 

就会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如此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群体；而 
当这个群体散播开来时，便来到了另一个地区，井且是作为一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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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入居其内。这难道不是更明智、更可靠的发展方式么？他们的 

人口增加了，身体更强壮了，思维更熟练了，总之，他们继承了祖先 
的全部经验财富。心灵于是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强大更富足。现 

在，人已能够使自己成为本地区完美的生物，就像那地方的动物一 

样适应于环境，同时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语言这 

不正好证明了人类精神自然而然的演进，证明人类精神能够从某 
个中心出发，朝着所有的方向发展么？人类的发展决不取决于单 

纯数量上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内涵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或者说，决 

不取决于一大批弱小的行动者，而是取决于他们具备的力量。而 

力量则是在最简单的状态下发挥出最强大的作用；只有焦 
点出发形成的那些关系，才会成为整个人类的联系纽带。^ ' 

关于人类的单一起源，我可以提出许多根据。例如，迄今为止 

还没有任何材料能表明，有哪个现代人类群体与动物同属一类;人 

类在世界各地的繁衍和进步表明，人决不是局限于一小块地方的 

动物;文化和习俗连续不断的链带也从侧面表明了同样的事实。 

但我不想再细论这些方面，让我们仍旧回到语言这个主题上。 
.假如人类是一群群民族动物(Natiomltiete)，每个群体都在隔 

绝和独立于其它群体的情况下发明了自己的语言，那么，人类语言 

的差异想必会像土星人与我们地球人在语言上的差异一样巨大。 

然而，事实是，我们人类的语言是在一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 

且,不仅是语言的形式，就连踉人类精神的进程有关的一切也都出 
自同一个基础；因为世界各民族的语言的语法几乎都是以同样的 

方式构成的。据我所知，唯一重要的例外是汉语的语法，但我敢 

说，我能解释汉语之所以成为例外的原因。假定地球上遍地都是 

会发明语言的动物，那就会有多少类似中国人的那种语法啊！ 

许多民族都拥有字母，但为什么世界上的字母体系差不多都 

属于同一类型呢？用任意的词的成分和语音构成任意的符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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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多么复杂、多么特别的事情，可是那么多的语言却以同样多 

的方式做了同一件事情，看起来这的确难以解释。而且，所有这些 

民族都抛弃了远更自然的符号，即事物的图像表达，而采用了表音 

的方式,并且在所有可能的音当中仅仅表记下二十来个,用它们来 

应付其它缺少表达的音,构成许许多多任意的符号。从这里面我 
们难道看不出历史传统(Uberlieferung)的作用么？东方民族的字 
母基本上是同一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古北欧字母(Rimisch)和 

德文字母等等都由之派生而来。德文字母和科普特字母不无共通 
之处。至于爱尔兰人，竟敢大胆声称荷马的作品是从爱尔兰文翮 

译过去的。总之，不管愿意与否，有谁能完全否认各种语言在基本 

的构造上存在着亲缘联系？正如地球上只居住着一个人类，人类 

语言也只有一种；正如伟大的人类种属划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民 

族，人类语言也划分为同样多的民族语言。 

不少学者尝试过对语言作系属的分类，但我不想这样做。因 

为有大量间接原因会导致语言的系属关系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识 

别;而对此，那些从事词源研究的人在构筑谱系树的时候并未估计 

到。此外，在旅行家和传教士当中极少有真正的语言哲学家，能够 

或者愿意向我们报道异域语言的独待精神和结构特点，以便纠正 

我们欧洲人至今仍然普遍持有的错误观念。他们只不过是提供了 

一张张的词表，而且多半杂乱无章，难寻规律。而真正可供我们推 

论语言系属关系的规律是非常微妙的。这方面的研究并非我的任 

务，在这里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样一条规律:爭f旱亨冬季了巧乎 

枣、岑哼。下面我只举出三个蚤雀士 
一规律。 

1)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拥有整个人类种属所具有的全部能力， 
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世界各民族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尽管如此，我 

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社会的发明毕竟多于一个人的发明，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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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明则多于一个特定民族的发明。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个 

体的数量有别，而且也是因为内在关系有质的不同。或以为，—个 

孤立独处的人在安逸舒适、不存在任何紧迫需要的情况下,会不慌 

不忙地发明出更多的语言；由于闲着无事,他会花力气锻炼心灵的 

力量，不断地产生新的想像，构成新的词汇，等等。但事实显然与 

此相反。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人在某些方面必定会退化为野蛮人； 

而一旦他的一切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他的创造活动也就停滞了。 

他好比是一朵断了枝的花,失去根基之后，便会日渐枯萎。有人会 

说，当一个人处在社会和贫困之中时，就必须为自己也为别人操 

劳，而这类额外的重负会使他失去自我提高的自由，他也不会有闲 

情逸志去发明语言。事实当然又正相反。迫切的需要和生活的烦 

恼使他保持清醒和紧张，繁忙的劳作使他的心灵处于持续兴奋的 

状态；他会对自己的创造活动感到惊奇，但越是这样，他创造得就 

越多。至于一个家族的成员，他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定 

与其他成员互相合作，共同创造。撇开所有其它考虑，一个孤立独 

处的人,就算他是语言哲学家吧,在一座荒岛上又能发明多少语言 

呢？ 一定少得可怜！而一个部落祖先，一个家族成员的发明创造 

则丰富生动得多。正因为此,大自然才选择了语言在人类群体和 

社会中发展的方式。 

2)人们又会以为，比起一个深受侵袭和战乱之苦的部落，一 
个与世隔绝的家族会由于生^&舒适而有闲暇从事更多的语言创造 

活动。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一个部落对其他部落的敌意越深， 

部落成员的内部关系就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强烈的亲缘意 

识，成员们会更加怀念共同的祖先，用歌唱、呼号来颂扬祖先的英 

雄行为，并且把这类语言的丰碑保存下来，使之代代相传。这样, 

先辈的语言就得以更成功地发M,也正因为此，大自然才选择了语 

言在群体与群体相处中发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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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一个部落成长为一个小小的民族之后，仍有可能自我闭 

塞。它的生活范围和需要如果固定不变，语言就会停滞不前。我 

们知道，有许多小民族即所谓野蛮人便是停留在这样的阶段上。 

他们把自己与世界割绝开来，若千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极度愚昧 

的状态之中D例如有些岛民竟然从未使用过火，还有许多民族连 

最简单的机械知识也不具备，就好像他们对世界上存在和发生的 
一切都视而不见。于是，这样一些民族就被其他开化民族称为愚 

蠢的、缺乏人性的野蛮人。可是要知道，就在不久前我们自己也同 
样是野蛮人，我们的知识都是从其他民族那里获得的。某些哲学 

家也就此大作文章，认为这样的愚昧无知简直不可理解。而事实. 

上，根据我们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现象是十分正常的。在这 

种场合，大自然铸成了一条新的链带，即让文明斤了个早等，学罕 

琴了个罕¥。于是，艺术、科学、文化和语言便鉸“ 

到提高和完善。这是大自然所选择的最美妙的发展方 

式。 - 

假如许多世纪来,我们未受异族文化的影响，未被强行拖入异 
族文化的发展链带，那么，我们德意志人大概会像美洲的印第安人 

—样，至今述生活在丛林里面，为自己的部落进行着英勇的战争。. 

罗马人的文化来自希腊，希腊文化则源于亚洲和埃及;埃及文化出 

自亚洲，而中国文化可能源自埃及®。文明传播的链带就是这样 

从最初的一环开始沿展，或许有一天会达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希 

腊人建造宮殿的那种艺术，同样体现在土著人盖一间茅屋的技巧 

之中；而赫尔曼的红色盾牌尽管十分粗陋®，也已经闪烁着盂斯 

① 当时在西方学者中流行一神看法，以为埃及是中国_文化和语言文字的源 

头& -译注 
② 赫尔曼（Hermann)是克罗普施道克的戏剧〈赫尔曼之战）中的主人公&——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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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s)和迪特利希(Dietrich)的绘画所具有的艺术之光一个鼓 

动人们去打仗的爱斯基摩人，已具有日后成为德摩斯悌尼的一切 

萌芽而一个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善于雕塑的民族，或许将来 

会孕育出千百个斐德斯如果这类民族有机会学习和获取其他 

民族的文明成就，那么，至少在溫带地区，一切都会像欧洲一样发 

达。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近代的欧洲人只不过是继承了前 

人的遗产，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波斯人、鞑靼人、哥特人和罗马 
天主教徒们迈入历史，却摧毁了前人的成就。然而，在旧的废墟之 

上，又建立起了新的、更加生气勃勃的文明。人类艺术在不断地进 

步(尽管人类本性的某些其它方面会因此受损），语言也就随之逐 

渐地完善。毫无疑问，现代阿拉伯语要比原始时代的阿拉伯母语 
精细百倍，而我们德语比起古凯尔持语来，也精细得多了。希腊人 

的语法应该比东方民族的语法更完善，因为希腊语是东方语言的 

后裔；同样,拉丁语法应该比希腊语法更富哲理，而法语的语法应 

该优于拉丁语法——这意味着，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始终比巨人 

本身高出一截！ 
至此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利用语言的规律和美妙来证明语 

言为神所造，是很有欺骗性的。语言的确合乎规律,也无比美妙， 

但这个事实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逐渐形成的，由什么原因促成 

的呢？如今为人们所崇尚的语言，我们能肯定它就是人类之初的 

语言么？也许，它恰恰是历经许多世纪积累而成的，是许多民族共 

同育成的孩子^语言是-座宏伟的大厦，有史以来，世界上的每一 
块大陆、每一个民族都参与了这座大厦的建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 

① 癍摩斯梯甩（Demcmhenes.约384—322B.C),雅典的滇说家'政治家„ -—译 

注 
② 斐德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雕塑家，相传雅典卫城上的柏特农神暌 

是他建造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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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建筑大度的艺术发源于初民的茅屋，现代完善的语言源出于 

远古简陋的语言。难道因为人在一开始并没有能力马上建造一座 
宮殿，就可以认为，应该有一个神来教他怎么做么？——这样的推 

论真是太荒唐了！假定语言是一座巨大的桥,横架在两座山之间， 

让我们猜不透它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如果我们因此认为，它一定 

是哪个鹰鬼建造的，岂不可笑！语言是随人类一道演交，循序渐进 
地发展起来的，无论历史或诗歌、哲学或语法都证明了这一点。这 

本来就属于理性可以解释的事实。否认这一点的人,不是出于无 

知，就是因为过分胆大妄为。虽然语言一直在发展，它总该有一个 

开端吧？既然理性不能离开语言，语言也离不开理性，二者的起源 

理应是同一的吧？但由此是杏可以断定，语言是突发的，其开端是 
不可理喻的，与发展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怎么掩饰，语言神授说都 

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 

“无稽之谈”是个分量极重的词，但我把它用在这里,是经过一 

香考虑的。在结束本文时让我再来解释一下语言神授说的实质所 

在。这种说法等于是说： 

*■我无法用人类的本性来解释语言，所以语言一定是神造的。力 

这个结论有多少意义呢？反对者会说:“我完全可以从人类的本性 
出发来解释语言，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言之成理呢？前者披着 

无知的伪装，大声嚷道：“有神在此! ”后者则堂堂正正，公开声明： 
“瞧,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或者等于说，既然我无法用人类本性解释人类语言，也就没 

有任何人能对之作出解释，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不可解释的。”这一 

结论难道有什么逻辑可言么？反对者则表示：“就我所知，不论是 

在发生之初还是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语言的任何要素都可以根 

据人类心灵的规律加以解释;事实上，我不能想像人类心灵可以无 

须语言的作用而存在D假如人类没有发展起语言，那就不成其为 
U0 



一个自然的种属了。”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言之成理，更合乎常 

识？ 

最后f语言神授说无异于声称：“任何人都无法依据人类心灵 

去理解语言的发生，不仅如此，我还清楚地看出，为什么语言的特 

性和人类的本性决定了语言不可能是人的发明;在语言和上帝的 

本质中，我找到了唯有上帝才能发明语言的原因这个结论倒是 
包含了 一定的逻辑,但因此也就成了最可笑的无稽之谈,跟土耳其 

人证明可兰经出自神明之手的方式没有什么两样广除了冲的先知 

外，有谁能够写出它来?”是哬，除了神的先知外,谁敢作那么#定 

的断言呢？假如真是神亲自发明了语言,那也只有神自己才知道 

这件事。难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放着人类的心灵和语言不去探 

讨,反倒敢来评说神和他的语言么？ 

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语言神授说，就连记载着该说法的东方 
民族的文献也不能。因为在那部书里面，显然通过人对动物的命 

名而把语言的创造归功于人。®相反,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语言是 
人的发明：从人类心灵的本质到语言的要素,从人类社会的进步到 

语#发展的规律,世羿各地所有的民族、历史上所有的时代都可以 

为此提供证明！ 

语言神授说看似虔敬，实则是对神明十足的亵渎i神处处都被 

贬低了，被賦予了最低级最粗陋的人类特征。相反,人类本撢说充 

分赞颂了神的伟大力量和他的美妙作品:神造就了人类心灵，而人 
类心灵则通过自身的作用不仅创造出语言，而且不断地更新着语 
言。神的崇高本质映现在人类心灵之中，使之藉助理性而成为语 

言的创造者。所以，只有承认语言源出于人类本身，才可以说，语 

言在一定意义上是神的作品。 

® 见(圣经•刻世纪>» ——译注 



语言神授说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为害极大。它使人类心灵的 

作用丧失殆尽，使它失去一切解释力量，也使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一 

切科学变得不可解释。据谊种假说,人从神那里获得语言,与此同 

时也就获得了一切知识的种子。但是我们要问，难道没有任何东 

西产生自人类心灵么？难道一切艺术、科学和知识的发端都是不 

可解释的么？相比之下，人类本源说的每一步论证都有望从哲学 

的各个角度对语言的方方面面作出最有效的解释本文作者就此 

已经作了一些尝试，若非篇幅所限，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解释。 

不论从邮一方面看,语言神授说都是人类精神的不幸和耻辱， 

而且其为害已经久矣！如果本文作者能够用这篇论文将该假说逐 
出历史舞台,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假 

说，因此违反了科学院的征文规定，但这是因为，现存的假说已经 

够多的了，以类似的假说取而代之，又有多大意义呢？诸如卢梭的 
假说,孔狄亚克的假说，等等,等等，不就是一些哲学上的虚构么？ 

所以，本文作者宁可从人类的心灵和组织，从一切古老的语言和土 

著语言的构造，以及从整个人类的经济系统(Haushaltung)等方面 
着手，广泛地搜集确凿的材料，以求证明自己的论点，并且要使结 

论像最最可靠的哲学真理一样站得住脚。作者希望，通过这种迂 
回的方式，他可以更直接地达到科学院设立的目标。 



修订第二版序言 

本书扉页上注明这是修订版，但由于这部作品的历史成因以 

及其它一些原因，修订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文体和标点方面，而很少 
涉及内容。作为一部由皇家科学院指定出版的获奖作品，本书基 

本上也必须保持原样不变。我既是作者，现在又是读者之一，而从 

读者的角度看，最好恐怕是加一些注释，让人们知道自第一版以来 
作者在哪些方面有了新的想法3但注释过多的话，读者不仅不会 

欢迎，反倒会嫌累赘，因为这等于让他去读两份作品。考虑到这一 

点，我想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对本书的内容加以更新和扩充，在这 

一版里我只打算做一些文体上的修改,使文体更平直更明了，使表 

达更贴切更温和。而这类修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点也不动原 

来的版式。即使这样，也颇费了一番功夫。我相信，每一个熟悉本 
书内容和文体的读者都会对我为修订版付出的努力给予宽容的承 

认》 

' 赫尔德 

1788年7月28日于魏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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